《攝大乘論講記》第四章 入所知相[footnoteRef:1] [1: （1）按：略述第二章〈所知依〉、第三章〈所知相〉、第四章〈入所知相〉之間所談論的提要。
（2）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懸論〈三 本論的組織〉，p.7：
轉染成淨與轉妄為真，是可能的，而眾生不能，病根在無知。所以，大乘的修行，以契入應知自性的真智為道體。依本論說，即由加行無分別智，修習唯識無義的觀行，進而悟入境空心寂的平等法界，得根本無分別智。再從根本無分別智，引生無分別後得智，不斷的修習。
（3）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一章，第一節，第二項〈顯大乘殊勝〉，p.21：
三、唯識性說名入所知相體：由修唯識觀而悟入唯識性，就是悟入所知的實性。修唯識觀有兩個階段：一、以唯識觀，觀一切法皆不可得，虛妄分別識為一切法的自性，這是第一階段所觀的唯識觀，也叫方便唯識觀。二、進一步的觀察，不但境不可得，就是這虛妄分別識也不可得，如是心境俱泯，悟入平等法性，或法性心，或圓成實性；到此地步，才是真正悟入唯識性，也叫真實唯識觀。這裡所修的唯識觀，雖通於地上，但重在從加行分別智到根本無分別智，從凡入聖的唯識觀。
（4）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一章，第二節〈攝大乘〉，pp.30-31：
入所知相排列在第三：於緣生法相有了正確的認識以「後」，更須「善修」「正」確的知見，「通達」這從心所現為心所取的諸相，以求悟入彼「所取相」的非有，「令從」煩惱、所知「諸障心得解脫」。解脫就是離障，心得解脫就是心與諸障不相應。心得解脫了就可證入初地。眾生在生死海中，為無明覆染，所以不得解脫，心不能與諸障脫離關係。現在登地菩薩脫離了諸障，根本無分別智現前，悟入唯識實性，就解脫三界的生死了。] 

第一節　長行
（pp.304-349）
上宗下證老師 指導
釋覺天 敬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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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第一項　能入觀體
（壹）引論文
如是已說所知相，入所知相云何應見？
多聞熏習所依，非阿賴耶識所攝，如阿賴耶識成種子；如理作意所攝，似法、似義而生似所取事有見意言。
（貳）釋論義
一、闡述要義
本章主要在說明唯識現觀的證入。
二、解義
（一）略述「悟入所知境義」
「入」是悟入的意思；「所知相」，就是上面說的一切法的三性。[footnoteRef:2]合起來講：就是以現觀[footnoteRef:3]悟入一切法唯識──從次第悟入三性到悟入平等法界。 [2:  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略釋三相〉，p.176：
這所知相，如果要作廣泛的說明，那真是千差萬別，言不勝言。概「略」的說，「有三種：一、依他起相，二、遍計所執相，三、圓成實相」。這三相中，依他起是中心，依依他起而顯現為義，就是遍計執相；遍計，是遍所計度的意思。離卻錯誤的認識，通達無義，就是圓成實。]  [3:  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四章，第一節，第九項〈悟入依止〉，p.338：
無漏的智慧，現證諸法的實相，名為現觀。四加行慧，是現觀前的方便，鄰近於無漏智，而不是真正的無漏智，所以名為現觀邊。修行的過程：先觀所取無，次觀能取亦無，剎那引生真無漏智，現證了不可得的真實相。] 

真正悟入法性的現觀，是出世正見。出世正見，要先由如理作意的加行智──唯識觀引生，所以現在先明能入的唯識觀。
（二）詳「觀體」的由來
1、多聞熏習所依
（1）總說
唯識觀的觀體，從「多聞熏習所依」而來，可以說多聞熏習是正觀的因緣。
（2）別釋
A、釋名義
（A）「多聞熏習」
多聞大乘法教熏成的聞熏習，叫多聞熏習。
（B）「熏習所依」
熏習所依，可以作兩種解釋：
一、熏習的所（p.305）依：《瑜伽師地論》說是六處相續，[footnoteRef:4]本論說是寄在異熟識中。 [4: （1）《瑜伽師地論》卷35〈1種姓品〉(大正30，478c12-20)：
云何種姓？謂略有二種：一、本性住種姓，二、習所成種姓。本性住種姓者，謂諸菩薩六處殊勝，有如是相，從無始世展轉傳來，法爾所得，是名本性住種姓。習所成種姓者，謂先串習善根所得是名習所成種姓。此中義意二種皆取。又此種姓，亦名種子，亦名為界，亦名為性。又此種姓，未習成果，說名為細，未有果故；已習成果，說名為麁，與果俱故。
（2）印順導師，《如來藏之研究》，第七章，第二節〈瑜伽唯識學的如來藏說〉，p.204：
瑜伽唯識學者，以種子來解說種性，與如來藏學不同。然推究起來，《瑜伽論》〈本地分〉的本性住種──本有無漏種子，實在就是「一切眾生有如來藏」；對當時大乘經的如來藏說，從緣起論的立場，給以善巧的解說，以種子來解說種性。如《瑜伽師地論》說：
1.〈聲聞地〉：「今此種姓以何為體？答：附在所依有如是相，六處所攝，從無始世展轉傳來，法爾所得」。
2.〈菩薩地〉：「謂諸菩薩六處殊勝，有如是相，從無始世展轉傳來，法爾所得，是名本性住種」。
無漏種子是附在所依中的，種子是能依（āśrita），有情自體──六處（ṣaḍ-āyatana）是所依（āśraya。）〈菩薩地〉的異譯，《菩薩善戒經》譯作：「言本性者，陰界六入次第相續，無始無終，法性自爾，是名本性」。「六處殊勝」，後代唯識學者解說為第六意處──阿賴耶識（ālayavijñāna），其實只是（五）陰（六）界六入（處）的簡說。陰界六入是有情自體，在陰界六入──有情身中，是舊義；在阿賴耶識中，是唯識學的新義。為什麼名為阿賴耶識？《解深密經》以為：「由此識於身，攝受藏隱，同安危義故」。「身」是根身六處的總名，阿賴耶識與「身」，是不相離的，所以古義的依附（陰界）六處，唯識學中轉為依附阿賴耶識，只是著重本識，而不是與依附六處相違反的。] 

二、所依就是熏習：熏習為淨法的所依。
B、辨體性
多聞熏習在有漏位中，雖然寄於異熟識中，融合似一，但實屬於法身，「非阿賴耶識所攝」，因它是賴耶的對治種子性。
C、論相用
這聞熏習，「如阿賴耶識」攝持雜染的熏習、為雜染的所依種，它也這樣的「成」為清淨的所依「種子」，能生唯識的觀慧。
2、如理作意所攝
（1）出體
這觀慧，是「如理作意所攝」的意言性。
（2）釋名
意言就是意識，它以名言分別[footnoteRef:5]為自性，以名言分別的作用而成為認識，所以叫意言。 [5:  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二章，第二節，第三項〈成立賴耶差別〉，p.162：
一、「名言熏習差別」：名言有二：(一)、在心識上能覺種種的能解行相（表象及概念等），叫顯境名言。(二)、在覺了以後，以種種言語把它說出來，叫表義名言（表義名言，古代本是言說法，後代又以文字表達，也是表義名言的一類）。
顯境表義二種名言，發生相互密切的關係，因言語傳達而引生思想，因思想而吐為言語。離了名言，我們就不能有所知，也不能使人有所知，我們能知所知的一切，不過是名言假立。我們了境的時候，由名言而熏成的功能，在將來有能分別所分別種種的名言現起，這能生性，就是名言熏習。一切如幻行相，皆是名言，這在唯識學的成立上，有極端重要的地位。] 

（3）論用明體
A、現起「相識」
在意言生起時，「似法、似義而生似所取事」，就是現起意言的相識。
法是所聽聞的大乘教法，義是大乘教法中所詮的義理。這法與義，都是意識觀想中所似現的所觀影像相，所以叫似法、似義、似所取事，[footnoteRef:6]這是能觀意識的相識。 [6:  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四章，第一節，第五項〈由何云何而得悟入〉，p.318：
起初聽聞大乘教法，有了聞熏的種子，然後生起聞思修慧，考察思惟經中所詮的法義。這法義，就是觀心所似現的影像。非由這如理作意的有分別意識，是不能悟入唯識的。這如理作意的有見意言，因所推求所悟解的不同，分為四尋思、四如實遍智二類。] 

B、現起「見識」
另一方面，「有」能認識、能觀察的「見」，就是見識。
C、總成觀體
總這能見、所見的兩方面，就是如理作意所攝的現觀的自體──「意言」。[footnoteRef:7] [7:  請參閱【附錄一】] 

3、兼述異譯
意言下，真諦譯有『分別』二字。[footnoteRef:8] [8: （1）無著菩薩造，［陳］真諦譯，《攝大乘論》卷中〈應知入勝相品 3〉(大正31，122b26-29)：
如此已說應知勝相，云何應知應知入勝相？多聞所熏習依止，非阿黎耶識所攝，如阿黎耶識成種子；正思惟所攝，似法及義顯相所生似所取種類有見意言分別。
（2）世親菩薩釋，［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卷7〈釋應知入勝相品 3〉(大正31，199b3-5)：
論曰：意言分別。
釋曰：意識覺觀思惟，但緣言分別，無別有義可緣。又必依名分別諸法，故言「意言分別」。多聞熏習依止為此法因。] 

（三）結義
本文的前三句是說「多聞熏習」，後一句是說「如理作意」。雖可看為能（p.306）生正見的二因二緣，[footnoteRef:9]但不應這樣分為二事，論意是指出多聞熏習所生的如理作意，為能入的觀體。 [9: （1）《中阿含經》卷58〈晡利多品 3〉《大拘絺羅經》(大正1，790c28-791a3)：
復問曰：「賢者拘絺羅！幾因幾緣生正見耶？」
尊者大拘絺羅答曰：「二因二緣而生正見。云何為二？一者從他聞，二者內自思惟。是謂二因二緣而生正見。」
（2）《長阿含經》卷8（9經）《眾集經》(大正1，50a2-3)：
復有二法，二因二緣生於正見：一者從他聞，二者正思惟。
（3）《增壹阿含經》卷7（10經）〈有無品 15〉(大正2，578 a5-8)：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因二緣起於正見。云何為二？受法教化，內思止觀。是謂，比丘！有此二因二緣起於正見。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貳、第二項　誰能悟入
（壹）引論文
此中誰能悟入所應知相？
[1]大乘多聞熏習相續，[2]已得逢事[footnoteRef:10]無量諸佛出現於世，[3]已得一向[footnoteRef:11]決定勝解[footnoteRef:12]，[4]已善積集諸善根故，善備福智資糧菩薩。 [10:  事：13.侍奉；供奉。15.謂從師求學。（《漢語大詞典》（一）p.544）]  [11:  一向：1.謂朝着一個目標或一個方向。（《漢語大詞典》（一）p.30）]  [12: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4〈分別根品 2〉(大正29，19a21-22)：
勝解謂能於境印可。] 

（貳）釋論義
一、問
具備什麼條件的人才能引發觀慧，「悟入所應知」的唯識「相」？
二、答
（一）概說
這在諸經論中，或說夙習三多，[footnoteRef:13]或說五事具足，[footnoteRef:14]本論說具有四種力的菩薩，才能悟入。 [13: （1）《長阿含經》卷9（10經）《十上經》(大正1，53a19-23)：
又有三成法、三修法、三覺法、三滅法、三退法、三增法、三難解法、三生法、三知法、三證法。云何三成法？一者親近善友，二者耳聞法音，三者法法成就[5]。
[5]法法成就＝非惡露觀【宋】【元】【明】。
（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8〈幻聽品 28〉(大正8，276b13-19)：
爾時阿難語諸大弟子及諸菩薩：「阿惟越致諸菩薩摩訶薩，能受是甚深難見難解難知、寂滅微妙般若波羅蜜；正見成就人、漏盡阿羅漢所願已滿，亦能信受。復次，善男子、善女人多見佛，於諸佛所多供養、種善根，親近善知識，有利根，是人能受，不言是法非法。」
（3）《大智度論》卷55〈幻人聽法品 28〉(大正25，450b4-17)：
阿難助答：有四種人能信受，是故大德須菩提所說必有信受，不空說也。
一者、阿鞞跋致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不生不滅，不取相、無所著故，是則能受。
二者、漏盡阿羅漢，漏盡故無所著，得無為最上法，所願已滿，更無所求故，常住空、無相、無作三昧，隨順般若波羅蜜故，則能信受。
三者、三種學人，正見成就，漏雖未都盡，四信力故，亦能信受。
四者、有菩薩雖未得阿鞞跋致，福德利根，智慧清淨，常隨善知識，是人亦能信受。
信受相，不言「是法非佛菩薩大弟子所說」；雖聞般若波羅蜜諸法皆畢竟空，不以愛先法故而言「非法」。
（4）印順導師，《般若經講記》，p.48：
辛二  久集善根
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
此人所以能信解悟入甚深法門，因為在過去生中，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積集深厚的善根了！過去生中，多見佛，多聽法，常持戒，常修福，種得廣大的善根，這才今生能一聞大法，就淨信無疑，或一聞即悟得不壞淨信。在同一法會聽法，有的聽了即深嘗法味，有的聽了是無動於衷；有的鑽研教義，觸處貫通，有的苦下功夫，還是一無所得；這無非由於過去生中多聞熏習，或不曾聞熏，也即是善根的厚薄。要知道：佛法以因果為本，凡能戒正、見正、具福、具慧，能信解此甚深法門，決非偶然，而實由於「夙習三多」。所以，佛法不可不學，不學，將終久無分了！]  [14: （1）《解深密經》卷2〈無自性相品 5〉(大正16，695b9-22)：
復次，勝義生！如是於我善說善制法毘奈耶，最極清淨意樂所說善教法中，諸有情類意解種種差別可得。善男子！如來但依如是三種無自性性，由深密意，於所宣說不了義經，以隱密相說諸法要，謂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於是經中，若諸有情已種上品善根、已清淨諸障、已成熟相續、已多修勝解、已能積集上品福德智慧資糧，彼若聽聞如是法已，於我甚深密意言說如實解了，於如是法深生信解，於如是義以無倒慧如實通達；依此通達善修習故，速疾能證最極究竟；亦於我所深生淨信，知是如來、應、正等覺於一切法現正等覺。
（2）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九章，第三節〈中觀學的復興〉，(p.369)：
《解深密經》說：「已種上品善根，已清淨諸障，己成熟相續，已多修勝解，已能積集上品福德智慧資糧」──五事具足的根性，聽了第二時教的：「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能夠深生信解，如實通達，速疾能證最極究竟。對這樣根性，當然無所謂「隱密」，也就用不著再解釋深密了。由於一般根性，五事不具足，引起不信，毀謗大乘，或顛倒解說等過失，這才說三自性、三無自性的第三時教，再來解釋一番。這一解說，確是《解深密經》說的，也許瑜伽行者不以為然，但約應機設教來說，中觀與瑜伽，應該是可以並存的。] 

（二）詳述
1、解文
一、因力：除一分小乘種姓，其餘具有大乘種姓的人，就是對於「大乘」教法曾經「多聞熏習」在身心六處或心「相續」的賴耶中，熏成了清淨的熏習。[footnoteRef:15]這聞熏習，是悟入法相的主因。 [15: （1）《大乘莊嚴經論》卷2〈發心品 5〉(大正31，595c27-596a16)：
次說受世俗發心，偈曰：
　友力及因力  根力亦聞力  四力總二發  不堅及以堅
釋曰：若從他說得覺而發心，是名受世俗發心。此發心由四力：一者、友力發心，或得善知識隨順故。二者、因力發心，或過去曾發心為性故。三者、根力發心，或過去曾行諸善根所圓滿故。四者、聞力發心，或處處說法時無量眾生發菩提心故；又習善根者，或現在如法常聞受持等故。復次，彼四力發心總為二種：一者、不堅發，謂友力發心故。二者、堅發，謂因等三力發心故。
已說世俗發心，次說第一義發心，偈曰：
　親近正遍知  善集福智聚  於法無分別  最上真智生
釋曰：第一義發心顯有三種勝：一、教授勝，親近正遍知故；二、隨順勝，善集福智聚故；三、得果勝，生無分別智故。此發心名歡喜地，由歡喜勝故。
（2）《十住毘婆沙論》卷3〈發菩提心品 6〉(大正26，35a22-36a23)
問曰：初發心是諸願根本，云何為初發心？
答曰：初發菩提心，或三、四因緣。
眾生初發菩提心，或以三因緣、或以四因緣，如是和合有七因緣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問曰：何等為七？
答曰：一者諸如來，令發菩提心；二見法欲壞，守護故發心；
三於眾生中，大悲而發心；四或有菩薩，教發菩提心；
五見菩薩行，亦隨而發心；或因布施已，而發菩提心；
或見佛身相，歡喜而發心；以是七因緣，而發菩提心。……
問曰：汝說七因緣發菩薩心，為皆當成？有成、有不成？
答曰：是不必盡成，或有成、有不成。
問曰：若爾者，應解說。
答曰：於七發心中，佛教令發心、護法故發心、憐愍故發心，如是三心者，必定得成就；其餘四心者，不必皆成就。
是七心中，佛觀其根本，教令發心必得成，以不空言故；若為尊重佛法為欲守護，若於眾生有大悲心──如是三心必得成就，根本深故！餘菩薩教令發心、見菩薩所行發心、因大布施發心、若見若聞佛相發心──是四心，多不成、或有成者，根本微弱故。] 

二、善友力：單有聞熏習還不夠，要「已得逢事無量諸佛出現於世」。
逢事，指供養、禮拜、讚嘆、出家、修學等。
既逢遇諸佛為善知識，自然能聞法修行，漸漸的悟入法界。所以，眾生不怕不能了生（p.307）死，只怕不能見佛聞法。多多見佛聞法，是解脫的主要條件。
三、作意力：由多聞熏習、親近善友的關係，對大乘甚深的教法，「已得一向」的堅固「決定」的「勝解」，沒有猶豫。
有這勝解力，任憑遇到什麼違逆的外緣或任何思想，都不能使他動搖信念，破壞他對於大乘法的修習。
四、任持力：對於某種事業所有堪能擔當的力量，叫任持力。對大乘教法生了堅固的信念以後，進一步的實行六度四攝自利利他的事業──法隨法行，即是「已善積集諸善根」。
具備這四種條件，那就成為能悟入、「善備福」德「智」慧「資糧」的「菩薩」。
2、辨義
這四種力，
◎或約次第說：由多聞大乘教法，受其熏習，就常能值遇諸佛，於是就產生了堅強不拔[footnoteRef:16]的勝解力，更進一步去實踐，積集無量善根，培植無量功德。『聽聞正法，親近善友，如理作意，法隨法行』，正是這見道的因緣。 [16:  不拔：1.不可拔除，不可動搖。形容牢固。（《漢語大詞典》（一）p.417）] 

◎或約前二引生後二說：由多聞教法逢遇諸佛，所以能對大乘妙法深生信解，積集善根。
具有這四種力的菩薩，就可以悟入唯識性了。
參、（p.308）第三項　何處能入
（壹）引論文
何處能入？
謂[1]即於彼有見似法似義意言，大乘法相等所生起；[2]勝解行地、見道、修道、究竟道中，於一切法唯有識性，隨聞勝解故，如理通達故，治一切障故，離一切障故。
（貳）釋論義
一、解文
（一）問
具備四力的菩薩，從什麼地方去悟入唯識呢？
（二）答
1、總說
論文說有二種：一從所觀境處去悟入，二從所經歷的位次中漸漸的悟入。
2、闡明
（1）所觀境處
先說所觀境處：
◎「即於彼有見」的如理作意觀中所現的「似法似義意言」處去悟入。這意言為性的似法似義相，是從聽聞「大乘法相等所起」的。
◎由聽聞教法的因，生起意言的法義相，為所觀與從此悟入的境界。
這大乘法相，不唯記聞名相而已，法是法界等流所起的教法，詮顯清淨法界的教法，因聞熏習而生起的唯識無義[footnoteRef:17]、法空無性等似法似義相，才是悟入諸法唯識的所觀處。 [17:  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三章，第一節，第二項〈廣成唯識〉，p.182：
談到唯識，就要知道無義。妄心所取的對象叫做義；在我們看，義是離心以外實有的，實際上它根本沒有獨立的自體，不過在分別心上現起這似境的影像罷了。所以外境不是客觀的存在，而是內心妄現的影像。像我們在五蘊和合上，妄執有我，這我就是毫無自體，唯是妄心倒計的義。這義，是無所有的，它是以虛妄分別心為依而顯現的，所以論說：「是無所有非真實義顯現所依」。這為非真實境相所依的，就是唯識為性的「依他起相」。因此，我們知道：依他起相是賴耶種子所生，是虛妄分別為自性，是非真實義的所依。] 

（2）修行的位次
A、明異
再說所經歷的位次：
◎《成唯識論》把修行的位次分為五位──資糧、加行、通（p.309）達、修習、究竟。[footnoteRef:18] [18:  護法等菩薩造，［唐］玄奘譯，《成唯識論》卷9(大正31，48b5-20)：
如是所成唯識相性，誰於幾位如何悟入？
謂具大乘二種姓者，略於五位漸次悟入。何謂大乘二種種姓？一、本性住種姓，謂無始來依附本識法爾所得無漏法因；二、習所成種姓，謂聞法界等流法已聞所成等熏習所成。要具大乘此二種姓，方能漸次悟入唯識。
何謂悟入唯識五位？一、資糧位，謂修大乘順解脫分。二、加行位，謂修大乘順決擇分。三、通達位，謂諸菩薩所住見道。四、修習位，謂諸菩薩所住修道。五、究竟位，謂住無上正等菩提。
云何漸次悟入唯識？謂諸菩薩於識相性資糧位中能深信解，在加行位能漸伏除所取能取引發真見，在通達位如實通達，修習位中如所見理數數修習伏斷餘障，至究竟位出障圓明，能盡未來化有情類復令悟入唯識相性。] 

◎本論只說四位，因為地前的資糧、加行二位，可以總攝為勝解行地[footnoteRef:19]。這四位都悟入一切法唯識性，不過依所悟入的有相似的、正證的淺深，分為四位差別。 [19: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一冊），〈辨法法性論講記〉，p.343：
「勝解行地」，就是煖、頂、忍、世第一法──四加行位；地是經歷的地位，修勝解行的地位，名勝解行地。這是初地菩薩以前的，修唯識而到初地證悟的階段，那一不長的時期，名勝解行地。勝解行地，「是順抉擇位」；那時候的智慧，又名順抉擇分善根。什麼叫順抉擇？真正能抉擇真理，那是證悟了。修煖、頂、忍、世第一法──四加行，觀所取空，觀能取不可得，觀所取、能取──二取都無所得，這種觀察慧，是順於抉擇的。換言之，是傾向抉擇，引到真正的抉擇、證悟的，所以叫順抉擇位。煖、頂、忍、世第一法，修順於抉擇、證悟的觀慧，就是上面所說的：有得加行，無得加行，有得無得加行，無得有得加行；修這四種加行的階段，是勝解行地。勝解行地，一般說，可通於初地以前的十住，十行，十迴向，不過本論專指十迴向末了，起四加行時，名勝解行地。] 

B、解文
（A）勝解行地
在「勝解行地」的時候，修習現觀，還不能現證法界，「隨」於所「聞」的一切有為、無為、有漏、無漏等教法，以及「一切法唯有識性」的道理，思惟觀察，引生明確的「勝解」，隨解起觀。
（B）見道位
「見道」[footnoteRef:20]位上，修習現觀，能「如理通達」意言的非法非義，非能取非所取，現證一切法唯有識性。 [20:  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四章，第二節，第三節〈引大乘莊嚴經論頌〉，pp.347-348：
三、見道：在加行位「體知」到「離心」以外更「無別物」，無義即無識，當下「即」能體「會」到能取「心」亦「非有」。有「智者」的菩薩，「了達」遍計境與依他心「二」者「皆無」，於是就平「等」的安「住二」相皆「無」所有的「真法界」中。] 

（C）修道位
「修道」[footnoteRef:21]位中，更進一步的去修習對「治一切障」的勝道，就是十一重無明或二十二重愚及其粗重的能治道。[footnoteRef:22] [21:  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四章，第二節，第三節〈引大乘莊嚴經論頌〉，pp.348-349：
四、修道：「慧者」就是具有根本、後得二「無分別智」的人，他的智「力」，能「周遍平等」的「常」常時隨「順」真如法界而「行」。親證真如法界以後，更能數數的以二無分別智來隨順觀察，這就能「滅」除所知「依」，就是滅除阿賴耶識中的一切雜染分。這如荊棘叢林的「榛梗」，不把它根本鏟除，永遠是觸處牽礙。賴耶中的雜染種子，是「過失」熏習的總「聚」，就等於榛梗。我們要想出世，直達菩提，必須把它滅除，不然，牽流三界，永無自在分。以無分別智，滅除賴耶的榛梗──雜染種子，「如」服阿伽陀的「大良藥，消」除「眾毒」一樣。這一切，全在數數修習無分別智的現觀。]  [22: （1）《解深密經》卷4〈地波羅蜜多品 7〉(大正16，704b4-c4)：
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於此諸地有幾愚癡、有幾麁重為所對治？」
佛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此諸地中有二十二種愚癡、十一種麁重為所對治。謂
於初地有二愚癡：一者、執著補特伽羅及法愚癡，二者、惡趣雜染愚癡；及彼麁重，為所對治。於第二地有二愚癡：一者、微細誤犯愚癡，二者、種種業趣愚癡；及彼麁重，為所對治。於第三地有二愚癡：一者、欲貪愚癡，二者、圓滿聞持陀羅尼愚癡；及彼麁重，為所對治。於第四地有二愚癡：一者、等至愛愚癡，二者、法愛愚癡；及彼麁重，為所對治。
於第五地有二愚癡：一者、一向作意棄背生死愚癡，二者、一向作意趣向涅槃愚癡；及彼麁重，為所對治。
於第六地有二愚癡：一者、現前觀察諸行流轉愚癡，二者、相多現行愚癡；及彼麁重，為所對治。
於第七地有二愚癡：一者、微細相現行愚癡，二者、一向無相作意方便愚癡；及彼麁重，為所對治。
於第八地有二愚癡：一者、於無相作功用愚癡，二者、於相自在愚癡；及彼麁重，為所對治。
於第九地有二愚癡：一者、於無量說法、無量法句文字、後後慧辯陀羅尼自在愚癡，二者、辯才自在愚癡；及彼麁重，為所對治。
於第十地有二愚癡：一者、大神通愚癡，二者、悟入微細祕密愚癡；及彼麁重，為所對治。
於如來地有二愚癡：一者、於一切所知境界極微細著愚癡，二者、極微細礙愚癡；及彼麁重，為所對治。
善男子！由此二十二種愚癡及十一種麁重故，安立諸地；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離彼繫縛。
（2）印順導師，《勝鬘經講記》，〈正釋〉，pp.161-162：
唯如來菩提智所能斷，這含有一些問題。
一、證菩提智而成佛的時候，無明住地已經斷盡了。斷此無明住地的，是菩薩最後心的金剛喻定，起如金剛的智慧，能斷無明住地。金剛喻定是無間道，成佛得菩提智是解脫道。佛菩提智現前，無明住地再也不會生起了，所以說菩提智能斷。
二、菩薩也能斷無明，這是大乘的通義。如說斷十一重無明（或斷二十二重愚）──十地各斷一分，等覺斷一分而成佛。天臺宗說四十二分無明，初住以上能斷。賢首宗說五十二分，從初信起就能斷無明了。無明住地，即是所知障，而本經說此障唯如來菩提智能斷，當知這是約究竟斷盡而得般涅槃說的。若約分斷說，初地等菩薩也能斷。如黑板上寫滿粉筆字；如揩去三四個，這當然也是揩去了，但也可以說，黑板上的字，還沒有能揩去。其他經論，約少分斷義，說初地等菩薩能斷無明，本經約究竟斷，所以唯如來能斷。又如經論中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約究竟說，唯如來能得；若約分證說，初地菩薩也能得無上菩提。
（3）印順導師，《大乘起信論講記》，第四章，第二節，第三項〈心生滅門〉，pp.200-201：
無明與染心，成為平行的事理二障。所以在染心斷時，不了一法界義的無明，也分分捨離。「從」登住的「信相應地」，即「觀察學斷」。信相應地，能斷意識中的執相應染；執相應染雖不離無明不覺，而還不能說捨離無明。因為要悟證法性，分破微細意中煩惱，始能斷除。這是微細妄意的煩惱，所以二乘不斷不知。地前菩薩雖不能斷，而依大乘教聞思修學，能觀察學習斷除它，即已能分分的治伏。到「入」初「淨心地」，能「隨分得離」。一直到「如來地，能究竟離」。這可見意地染心分分地斷除時，此無明也即分分的斷除。成佛時所斷盡的煩惱，即是這極微細的理障與事障。如與唯識學者對論：意地的微細惑，地地漸斷，如二十二重無明。不了一法界的無明，從初地起漸斷，如二十二愚的麤重。] 

（D）究竟道
到「究竟道中」，就遠「離一切障」礙，證得無上的佛果。
二、辨義
平常說唯識，指虛妄講，所以在見道契入真實的時候，就說是悟入唯識的性，或說唯識觀進一步就是入空。
其實唯識是無義的，無義是唯識的。不過初證法界時，雖見到無義，還不能同時現觀唯識，未能體用圓觀。二諦並觀以上的法界，可以叫法性心、自性清淨心，依然是悟入唯識。見道的離有漏虛妄識（p.310）相，見無義的空性，只是唯識真相中的一面。
肆、第四項　由何能入
（壹）甲　總標
一、引論文
由何能入？
[1]由善根力所任持故，[2]謂三種相練磨心故，[3]斷四處故，[4]緣法義境止觀恆常殷重加行無放逸故。
二、釋論義──泛說四種方便
「由何能入」，是說悟入的方便。
◎第一方便，莫過於從因力、善友力、作意力所起的積集福慧資糧的善根力，「由善根力所任持」，才能悟入所知相。
◎但這善根力應使它精進不退、遠離顛倒，所以又說「三種相練磨心」、「斷四處」的兩種方便。
◎真正的悟入，主要在正觀，所以說第四種以似法似義為所觀境的「緣法義境」，而「恆常」無間斷的、「殷重」恭敬的、「加行無放逸」的去實踐「止觀」妙行。
（貳）乙　別釋三練磨心
一、長行
（一）引論文
（p.311）無量諸世界，無量人有情，剎那剎那證覺無上正等菩提，是為第一練磨其心。
由此意樂，能行施等波羅蜜多；我已獲得如是[footnoteRef:23]意樂，我由此故，少用功力修習施等波羅蜜多，當得圓滿，是為第二練磨其心。 [23:  如是：1.像這樣。（《漢語大詞典》（四）p.273）] 

若有成就諸有障善，於命終時即便可愛一切自體圓滿而生；我有妙善無障礙善，云何爾時不當獲得一切圓滿?是名第三練磨其心。
（二）釋論義
1、引言
善根力所任持，已在『誰能悟入』中說過，所以不再解說，這裡且解說三練磨。
2、辨義
（1）釋名
練磨心，就是訓練磨勵自己，克服自卑自棄的惰性。
（2）判位
◎釋論說這三種練磨心不單在勝解行地，它這樣的分判：第一練磨心在勝解行地；第二練磨心已得淨心意樂，是地上的菩薩；第三練磨心已得無漏妙智，在金剛喻定。[footnoteRef:24] [24:  各譯本之間的解說，請參閱【附錄二】。] 

※其實，地上到十地滿心的菩薩，是無須這樣練磨其心的；勝解行地的菩薩，每起意志薄弱而退屈的心理，所以需要這三練磨心。
3、解文
（1）第一種退屈與練磨
A、退屈
勝解行地的菩薩，聽到無上正等菩提甚深廣大、難可證得，便生起退屈心，不敢前進。
B、練磨
為對治這種心理，所以思惟觀察：
在「無量」的「諸世界」中，每個世界都有「無（p.312）量」的「人」趣「有情」；這無量的人類，每一「剎那」中，他們都在「證覺無上正等菩提」，可見成佛並非希有難得，只在我願不願去行。
『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footnoteRef:25]『彼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footnoteRef:26]只要我肯努力前進，無上菩提是不難證得的。由此可將那懦弱退屈的心理消除於無形，這叫「第一練磨其心」。 [25: （1）無性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 (大正31，414b15-18)：
如有頌言：無量十方諸有情  念念已證善逝果  彼既丈夫我亦爾  不應自輕而退屈
（2）［宋］智覺禪師延壽集，《宗鏡錄》卷76(大正48，839a12-14)：
佛誡羅睺羅頌云：「十方無量諸眾生，念念已證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  [26: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一章：
【原文】
滕文公為世子①，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規②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③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膝，絕長補短，將五十裏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葯不瞑眩④，厥疾不瘳⑤。’”
【注解】
①世子：即太子。“世”和“太”古音相同，古書常通用。②成規：齊國的勇士。③公明儀：人名，復姓公明，名儀，魯國賢人，曾子學生．④瞑眩：眼睛昏花看不清楚。⑤瘳（Chou）：病愈。
【譯文】
滕文公還是太子的時候，要到楚國去，經過家國時拜訪了孟子。孟子給他講善良是人的本性的道理，話題不離堯舜。
太子從楚國回來，又來拜訪孟子。孟子說：“太子不相信我的話嗎？道理都是一致的啊。成脫對齊景公說：‘他是一個男子漢，我也是一個男子漢，我為什麽怕他呢？’顏淵說：‘舜是什麽人，我是什麽人，有作為的人也會像他那樣。’公明儀說：‘文王是我的老師；周公難道會欺騙我嗎？’現在的滕國，假如把疆土截長補短也有將近方圓五十裏吧。還可以治理成一個好國家。《尚書》說 ‘如果葯不能使人頭昏眼花，那病是不會痊愈的。”’
（資料來源：詩詞古文大全網　http://www.iccie.tw/p/9240.html）] 

（2）第二種退屈與練磨
A、退屈
勝解行地的菩薩，發起菩提心以後，聽說所修的波羅蜜多甚深難行，便生退心；像這樣甚深廣大的難行苦行，不是我所能修的。
B、練磨
為對治這種退心，應作這樣的觀察：
「由此」清淨增上的「意樂」，就「能行施等波羅蜜多」。意樂，就是勝解和欲所顯的淨信。[footnoteRef:27]施等波羅蜜多有大功德、有大功能，如能得明確的勝解，生起這欲得的希求，自然會進一步的去實踐。「我」只要「已」能「獲得如是意樂」，「由此」意樂，只要「少」少「用」些「功力」去「修習」，「施等波羅蜜多，當得圓滿」。 [27: （1）世親菩薩釋，［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卷7〈釋應知入勝相品 3〉(大正31，200c21-28)：
復次，「由此正意」者，此有何義？謂信及樂。信有三處：一、信實有，二、信可得，三、信有無窮功德。信實有者，信實有自性住佛性。信可得者，信引出佛性。信有無窮功德者，信至果佛性。起三信已，於能得方便施等波羅蜜中，求欲修行，故名為樂。此信及樂為正意體。由得此信樂，修行施等波羅蜜則不為難，能令究竟圓滿。
（2）世親菩薩造，［隋］笈多共行矩等譯，《攝大乘論釋論》卷6(大正31，295b13-18)：
釋曰：由此意故，施等波羅蜜即得現行者，於中，「意」者，謂信及欲。菩薩於波羅蜜中信知實有故、功德故、可得故，此是菩薩信。由信故，喜樂修行名欲。菩薩得此信欲意故，修行六波羅蜜，進趣圓滿，不以為難。
（3）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1，350a28-b5)：
由此意樂能行施等波羅蜜多者，此中，「意樂」，謂信及欲。菩薩於諸波羅蜜多，真實有性、具功德性、有堪能性，深生信解，是名為信；深信解已，樂欲修行，是名為欲。菩薩既得如是信、欲，自性意樂少用功力，修習六種波羅蜜多，當得圓滿。] 

可知主要在獲得修行六度的技巧──意樂，無須乎因難行大行而擔心。這樣就可以奮勇前進，叫「第二練磨其心」。
（3）第三種退屈與練磨
A、退屈
（p.313）勝解行地的菩薩，在進行六波羅蜜多的時候，聽說諸佛的圓滿菩提具一切功德、離一切障礙，不容易證得，於是又生退心，認為佛果菩提是高不可攀，不是我這樣的人所能證得的。
B、練磨
為對治這種退屈，應這樣思惟：
世間的一切凡夫，「若有成就」有「障」的十「善」，雖然平平無奇，但「於命終時」，「即便」因之而招「可愛一切自體圓滿」的人天果報「而生」。「我」以出世離欲的動機去修行，自然能「有」微「妙」的遠離妄執的「無障礙善」；到那時，豈有「不當獲得」殊勝妙果的「一切圓滿」的菩提？
有因必有果，只問我有沒有妙因，不必因妙果的圓滿而退心，這叫「第三練磨其心」。
二、重頌
（一）引頌文
此中有頌：
人趣諸有情，處數皆無量，念念證等覺，故不應退屈。
諸淨心意樂，能修行施等，此勝者已得，故能修施等。
善者於死時，得隨樂自滿，勝善由永斷，圓滿云何無？
（二）釋頌義
1、第一頌
三頌中的第一頌，《大乘莊嚴經論》中也有。[footnoteRef:28] [28:  無著菩薩造，［唐］波羅頗蜜多羅譯，《大乘莊嚴經論》卷4〈明信品 11〉(大正31，609a28-b9)：
已讚信功德，次遮下劣心。
偈曰：人身及方處、時節皆無限，三因菩提得，勿起下劣心。
釋曰：「人身及方處、時節皆無限」者，得無上菩提有三因無限：一者、人身無限，由人道眾生得無限故；二者、方處無限，由十方世界得無限故；三者、時節無限，由盡未來際剎那剎那得無限故。「三因菩提得勿起下劣心」者，由此三因無限，是故諸菩薩於無上菩提不應退屈起下劣心。] 

初頌重說第一練磨心，諸趣中單言「人趣」，因為佛陀都是在人趣證等覺的，所以只說人趣。
2、第二頌
次頌重說第（p.314）二練磨心，「淨心」，簡去不善與無記心，因為菩薩求無上菩提，以菩提心行波羅蜜，這心是純淨的。「勝者」，指菩薩，這菩薩「已得」淨心意樂，「故能修施等」波羅蜜多。
3、第三頌
第三頌重說第三練磨心，「善者」是修有障善的常人，他們「於死時」，能「得隨」自己所愛「樂」的「自」體圓「滿」的果報。修「勝善」的菩薩，「由永斷」障礙的妙善，「圓滿」的無上佛果，怎會不能獲得呢？
三、歸結
這三種練磨，從頌文的意見看來，初練磨，是怕自己不是成佛的根性；第二練磨，是覺得難行苦行沒有方法可以做到；第三練磨，是懷疑證得佛果的可能。
（參）丙　別釋斷四處
一、長行
（一）引論文
由離聲聞、獨覺作意，斷作意故；
由於大乘諸疑離疑，以能永斷異慧疑故；
由離所聞所思法中我我所執，斷法執故；
由於現前現住、安立一切相中，無所作意、無所分別，斷分別故。
（二）釋論義
1、初辨名義
（1）標舉
有四處是悟入所知的障礙，應先加以斷除：
（2）詳解（p.315）
一、「斷作意」：
菩薩發心後，最怕的是聲聞、獨覺自求出離的作意。二乘以求證自身解脫的小乘果為最終的目的；發菩提心則以求無上菩提、利樂一切有情為前提。小乘那種急求自證的作意，在大乘現觀心中，當然是要不得的。不然，就要退墮成小乘，所以必須「離聲聞、獨覺」的「作意」。
二、「永斷異慧疑」：
異慧是一種不如理的見解，疑是對於大乘教理不能決定信解。[footnoteRef:29]如《解深密經》中說：一類菩薩，對勝義諦空性，『非義執義』，錯解了一切皆空；又有一類菩薩，對勝義諦的空無相法，疑惑它不是佛說，不能決定信仰。[footnoteRef:30]求證無上菩提的菩薩，對「於」這「大乘」的異慧「諸疑」惑，一定要「離疑」，獲得堅固明確的理解。 [29: （1）世親菩薩造，［隋］笈多共行矩等譯，《攝大乘論釋論》卷6(大正31，296a8-9)：
邪意者，誹嫌意及心動搖。
（2）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1，350c28)：
此中異慧，謂鄙惡慧於理動搖。]  [30: 《解深密經》卷2〈無自性相品 5〉(大正16，695c12-696a26)：
若諸有情，廣說乃至未能積集上品福德、智慧資糧，性非質直，非質直類，雖有力能思擇廢立，而復安住自見取中。彼若聽聞如是法已，於我甚深密意言說不能如實解了；於如是法雖生信解，然於其義隨言執著，謂一切法決定皆無自性，決定不生不滅，決定本來寂靜，決定自性涅槃。由此因緣，於一切法獲得無見及無相見；由得無見無相見故，撥一切相皆是無相，誹撥諸法遍計所執相、依他起相、圓成實相。何以故？由有依他起相及圓成實相故，遍計所執相方可施設；若於依他起相及圓成實相見為無相，彼亦誹撥遍計所執相，是故說彼誹撥三相。雖於我法起於法想，而非義中起於義想；由於我法起法想故及非義中起義想故，於是法中持為是法，於非義中持為是義。彼雖於法起信解故，福德增長，然於非義起執著故，退失智慧；智慧退故，退失廣大無量善法。
復有有情，從他聽聞，謂法為法，非義為義，若隨其見，彼即於法起於法想，於非義中起於義想，執法為法、非義為義。由此因緣，當知同彼退失善法。若有有情不隨其見，從彼欻聞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便生恐怖，生恐怖已，作如是言：「此非佛語，是魔所說。」作此解已，於是經典，誹謗、毀罵。由此因緣，獲大衰損，觸大業障。由是緣故，我說：「若有於一切相起無相見，於非義中宣說為義，是起廣大業障方便；由彼陷墜無量眾生，令其獲得大業障故。」
善男子！若諸有情，未種善根、未清淨障、未熟相續、無多勝解，未集福德、智慧資糧。性非質直，非質直類，雖有力能思擇廢立，而常安住自見取中。彼若聽聞如是法已，不能如實解我甚深密意言說，亦於此法不生信解，於是法中起非法想，於是義中起非義想。於是法中執為非法，於是義中執為非義，唱如是言：「此非佛語，是魔所說。」作此解已，於是經典，誹謗毀罵，撥為虛偽，以無量門毀滅摧伏如是經典，於諸信解此經典者起怨家想。彼先為諸業障所障，由此因緣，復為如是業障所障；如是業障，初易施設，乃至齊於百千俱胝那庾多劫，無有出期。] 

三、「斷法執」：
如果對於所聞思的教法起我能修行的執著，以為這樣修行才對，那樣修行不對。這種分別，雖比不修行的好，但對於體悟真實相是很大的障礙，《般若經》中稱之為『法愛生』。[footnoteRef:31]所以要「離」卻「所聞所思法中」所起的「我我所執」。（p.316） [3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勸學品 8〉(大正8，233b5-22)：
舍利弗言：「何等法愛？」
須菩提言：「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色是空受念著，受想行識是空受念著。舍利弗！是名菩薩摩訶薩順道法愛生。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色是無相受念著，受想行識是無相受念著。色是無作受念著，受想行識是無作受念著。色是寂滅受念著，受想行識是寂滅受念著。色是無常乃至識、色是苦乃至識、色是無我乃至識受念著。是為菩薩順道法愛生。是苦應知、集應斷、盡應證、道應修，是垢法、是淨法，是應近、是不應近，是菩薩所應行、是非菩薩所應行，是菩薩道、是非菩薩道，是菩薩學、是非菩薩學，是菩薩檀那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是非菩薩檀那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是菩薩方便、是非菩薩方便，是菩薩熟、是非菩薩熟。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是諸法受念著，是為菩薩摩訶薩順道法愛生。」] 

四、「斷分別」：
「於」我們見聞覺知中任運「現前」顯「現」安「住」的色等境界，與從定心思惟觀察而「安立」的境界（如修假想觀，觀察青瘀等不淨相，在定中現出的青瘀相，叫做安立相）；[footnoteRef:32]不論任運現前住的或定心安立的「一切相中」，都要「無所作意、無所分別」，斷除這緣相所生的遍計分別，才能悟入法界。 [32: （1）世親菩薩釋，［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卷7〈釋應知入勝相品 3〉(大正31，202b14-18)：
論曰：現住及安立，一切相思惟。
釋曰：「一切相」有二種，謂現住及所立。散心所緣六塵名「現住」，定心所緣骨等為所立。
復次，一切相有二種：一、如外顯現，二、如內顯現。如外是相，如內是思惟。
（2）世親菩薩造，［隋］笈多共行矩等譯，《攝大乘論釋論》卷6(大正31，296a19-24)：
「現前住安立一切相思惟不分別故」者，謂行者修無分別智時，在正思惟位，滅此等一切寂靜心分別也，於現前住色等，及靜心所有安立骨鎖等，於此一切所緣相中，不念不分別時，名入無分別方便；若分別，則不得入。此現前安立偈者，為顯最後滅義故。
（3）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351a11-18)：
「由於現前現住安立一切相中無所作意無所分別」者，謂加行無分別智轉時，如理作意住一切定心，諸相作意分別皆斷。「斷分別故」者，謂於現前色等現住及骨鎖等定所安立一切所緣諸境界相，皆不作意、無所分別──由無分別方便能入；若異分別，終不能入。「現前自然住」等頌，唯顯最後所斷義。
（4）無性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1，414c18-22)：
「斷分別故」者，謂於現前任運而轉色等現住及作功用諸骨鎖等淨定安立一切所緣諸境界相作意分別，悉能永斷；乃至一切諸佛菩薩波羅蜜多如是等相執著分別，悉能永離。] 

2、復明次第
（1）約「四項」辨
◎這斷四處，可以看做前後的次第：
第一要離小乘心；
第二要抉擇諸法性相，獲得正見，斷除疑惑與錯亂的見解；
再進一步去修正行，這要在所聞思的法門中，離去我執；
再進一步，泯滅一切的分別，遠離一切戲論法執──
這是斷除四處的次第。
（2）約「解行」辨
抉擇正見與正行不同，正見重在明辨抉擇，正行重在離執。先要由抉擇正見，理解有其所有、無其所無，才能不墮斷常，引發無所住的正行，這是因解而行的正軌。
3、末明誤解
※一分學者，見到經中一切不可得等，就以為什麼都不分別就行，這是誤解菩薩的正行甚深般若了！
二、重頌
（一）引頌文
此中有頌：現前自然住，安立一切相，智者不分別，得最上菩提。
（二）釋頌義
◎（p.317）本頌也是引用《大乘莊嚴經論》的，[footnoteRef:33]這是重頌最後的斷分別處。 [33:  無著菩薩造，［唐］波羅頗蜜多羅譯，《大乘莊嚴經論》卷12〈功德品 22〉(大正31，654a4-16)：
偈曰：安相在心前  及以自然住  一切俱觀察  至得大菩提
釋曰：「安相在心前」者，「安相」謂聞思修慧方便人所緣起分別故，名「安相」。
「及以自然住」者，彼相謂自性現前，非分別故，名「自然住」。
「一切俱觀察」者，彼二所緣非所緣體，無分別故，以此方便為諸相對治；彼二應次第觀察，謂先觀安相，後觀自然住相；此二皆非緣體，彼起四倒，即得隨滅。
「至得大菩提」者，若修行人但觀察人相，唯得聲聞、緣覺、菩提；若觀察一切法相，即得無上菩提。如是隨其所縛而得解脫，此名如實知解脫。] 

◎色、聲等所緣相，「自然」的安「住」在分別心中，所以叫自然住。
餘義明顯，無須重釋。
伍、第五項　由何云何而得悟入
（壹）引論文
由何、云何而得悟入？
由聞熏習種類如理作意所攝似法似義有見意言；由四尋思，謂由名、義、自性、差別假立尋思；及由四種如實遍智，謂由名、事、自性、差別假立如實遍智，如是皆同不可得故。
以諸菩薩如是如實為入唯識勤修加行，即於似文似義意言推求文名，唯是意言；推求依此文名之義，亦唯意言；推求名義自性、差別，唯是假立。
若時證得唯有意言，爾時證知若名、若義、自性、差別皆是假立；自性差別義相無故，同不可得。
由四尋思及由四種如實遍智，於此似文似義意言，便能悟入唯有識性。
（貳）釋論義
一、提要
上文只說明了三練磨心與斷除四處，還有『緣法義境止觀恆常殷重加行無（p.318）放逸』的止觀行，這裡才給予解說。
二、辨義
「由何、云何」，問中提出了兩個問題；
這兩個問題，釋論說從『由聞熏習』到『有見意言』，是解答第一由何而得悟入。『由四尋思』以下，是解答第二云何而得悟入。[footnoteRef:34] [34:  各譯本之間的解說，請參閱【附錄三】。] 

然藏要本的校勘中說，依西藏譯本，『如是皆同不可得故』以上，是答第一問，[footnoteRef:35]這似乎更接近本論的意思。 [35:  歐陽竟無編，《藏要》，第一輯〈攝大乘論本卷二〉，p.18：
（三）藏本此句云：「由是等而入，皆不可得故。」答上由何得入問也。] 

扼要的說：由何，是說明悟入的所由[footnoteRef:36]──觀智；云何，是說明觀智怎樣觀察所緣才能悟入。 [36:  所由：1.所經歷的道路。2.所自，所從來。（《漢語大詞典》（七）p.350）] 

三、解文
（一）由何悟入
1、標舉
一、由何悟入：
2、詳述
（1）出體：正分別意識
A、依文說
要悟入唯識理，須「由聞熏習」的「種類」，就是從聞熏習所生起的「如理作意所攝」的顯現「似法似義」的「有見意言」。
B、約義明
起初聽聞大乘教法，有了聞熏的種子，然後生起聞思修慧，考察思惟經中所詮的法義。這法義，就是觀心所似現的影像。非由這如理作意的有分別意識，是不能悟入唯識的。
（2）位類：四尋思實智
A、總說
這如理作意的有見意言，因所推求、所悟解的不同，分為四尋思、四如實遍智二類。
B、別說
（A）四尋思
「四尋思」是：「名」尋思、「義」尋思、「自性」假立尋思、「差別假立尋思」。
◎推求觀察叫尋思。
◎名與義是指諸法的能詮名及所詮義。
（p.319）自性是諸法的自體，像色、聲等。
差別是諸法上所具有的種種差別，像常無常、可見不可見等。
在加行時，依尋思的觀察慧，推求這名、義，及名義的自性、差別，實無自體可得，而唯是假立的，這觀慧就叫做四尋思。
（B）四如實智
這尋思慧，還在推求理解中，還未達到生起決定智的階段，所以進一步修「四種如實遍智」：「名」如實遍智、「事」如實遍智、「自性」假立如實遍智、「差別假立如實遍智」。所觀察的，雖還是名、義等四事，但是尋思以後獲得的四種正確決定的觀智，所以叫做四如實遍智。
3、結義
「由」這四種尋思、四種如實遍智，定[footnoteRef:37]解[footnoteRef:38]名、義等是假有實無，「同」是「不可得」的，才能悟入唯識。 [37:  定：9.必定；一定。（《漢語大詞典》（三）p.1359）]  [38:  解：13.明白；理解。（《漢語大詞典》（十）p.1361）] 

（二）云何悟入
1、標舉
二、云何悟入：
2、詳述
（1）要說
這四尋思、四如實智的觀察所緣相，再作一解說：「菩薩」為「如實」的悟「入唯識」性，於是乎精「勤」勇猛地「修」習四尋思、四如實遍智的殊勝「加行」。修習加行，就是在如理作意心中所現的「似文似義」的意言上去推求觀察。
名、義、自性、差別四者，在下面叫做『六相意言』，這只是開合不同。
（2）次第
A、四尋思
（A）名尋思
（p.320）怎樣推求呢？
◎先「推求」這似「文」的「名」字：「唯是意言」為性，不是離識實在的東西，也沒有親得所詮的作用，如生死、涅槃、煩惱、菩提的一一名稱，都不過是識上現起的名言相，這是名尋思。
◎佛法中原有名、名身，句、句身，文、文身。文是詮自性的名、詮差別的句的所依，所以此中只舉文作代表，其餘的可以例知。
（B）義尋思
◎再以觀察慧「推求依此」似「文」的「名」下所詮「之義」，「亦唯」是「意言」為性，無有實義。
◎名與義是互相觀待而假立的，離卻假立的名，不會有義的覺慧。本是離名無體的，但在情執的凡夫，無不隨名言相去推想它的實義──這是義尋思。
（C）自性、差別假立尋思
再進一步，以觀察慧「推求」探究依「名義」的「自性、差別」，亦「唯是」意識上的「假立」。
譬如我們發聲相續，成為一個名字，集合幾個名字，成為一句。名能詮表[footnoteRef:39]一事一物的自體，如說『無著』。句能詮表事物的差別，如說『無著是唯識學者』。這能詮自性的名、句，都是在意中所起的名言相，依名言相而假立的──這是自性假立尋思、差別假立尋思。 [39:  詮表：解釋和表達。（《漢語大詞典》（十一）p.185）] 

B、四如實智
「若」能超過推求的尋思，那「時」就能「證得唯有意言」（p.321），知道虛妄分別的依他起的如幻假有。同「時」，也就能「證知若名、若義」，與名義的「自性、差別皆是假立」的；「自性、差別」這一切遍計性顯現的「義相」，都是「無」所有的，「同不可得」。
證知這唯識假有、似義無實，就是四如實遍智。
3、結義
論文把這尋思推求、遍智實證又作一總結：「由四尋思及由四如實遍智，於此似文似義意言，便能悟入唯有識性」
四、總結
──上來重在悟入遍計無義。
（參）兼辨餘義
【附論】
◎四尋思、四如實智的分界線在：未證悟以前是四尋思，證悟以後是四如實智。
◎這裡所說的證悟，是漸次的悟入，還不是圓證無相法界，只證到一分遍計的相無自性，證到沒有別體能取所取的法界。
依一般講，在未通達圓成以前是不能通達依他如幻的，如《厚嚴經》說：「非不見真如，而能了諸行。」[footnoteRef:40]所以在依他起上離卻遍計所執性，由無所得而證悟圓成實，是根本無分別智；由此根本智而起後得智，才能了知依他如幻。 [40: （1）《大乘密嚴經》卷上〈入密嚴微妙身生品 2〉(大正16，753c3-7)：
從於如是因  而生彼諸果  真如非異此  諸法互相生
與理相應心  明了能觀見  此即是諸法  究竟圓成性
亦為妄所計  一切法不生
（2）《大乘密嚴經》卷下〈阿賴耶即密嚴品 8〉(大正16，768a18-23)：
諸法相差別  已說其自性  若離自性門  諸法不明了
如眾物和合  現作幻化形  眾色雖不同  性皆無決定
世事悉如是  種種皆非實  妄情之所執  遍計無有餘
（3）護法等菩薩造，［唐］玄奘譯，《成唯識論》卷8(大正31，46c4-6)：
有頌言：
非不見真如，而能了諸行
皆如幻事等，雖有而非真
（4）［唐］窺基撰，《成唯識論述記》卷9(大正43，547c6-8)：
述曰：此是《厚嚴經》頌，雖依他有而非真有，要見真已後見依他，與長行同。
（5）［唐］窺基撰，《成唯識論料簡》卷2(X48，364a2-3 // Z 1:76，481c5-6 // R76，962a5-6)：
《厚嚴經》伽他中說：「非不見真如，而能了諸行，皆如幻事等，雖有而非真。」] 

然而本論是主張次第悟入三性的。
在主張頓悟圓成實性無相法界者，以為本論（p.322）的次第悟入，不過是觀心次第的相似悟，實在還沒有悟入。
總之，大乘修道的過程中，確有這麼一個階段，先悟外境無、內心有，再進一步不但所觀境空，能觀心亦亡，這是修唯識觀必經的階段。
陸、第六項　何所悟入如何悟入
（壹）引論文
於此悟入唯識性中，何所悟入？如何悟入？
入唯識性、相見二性及種種性。若名、若義，自性、差別假，自性、差別義，如是六種義皆無故；所取、能取性現前故；一時現似種種相義而生起故。
如闇中繩顯現似蛇，譬如繩上蛇非真實，以無有故。若已了知彼義無者，蛇覺雖滅，繩覺猶在。若以微細品類分析，此又虛妄，色香味觸為其相故；此覺為依，繩覺當滅。
如是於彼似文似義六相意言，伏除非實六相義時，唯識性覺，猶如繩覺[footnoteRef:41]，亦當除遣，由圓成實自性覺故。 [41: （1）按：此處論文中的「唯識性覺，猶如繩覺，亦當除遣」，在玄奘大師的三個譯本中是「伏除非實六相義時，唯識性覺，猶如蛇覺，亦當除遣」；若參考魏譯本、陳譯本、隋譯本，則又與唐譯本略有不同。
（2）無著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本》卷中(大正3，143a2-8)：
如闇中繩顯現似蛇，譬如繩上蛇非真實，以無有故。若已了知彼義無者，蛇覺雖滅，繩覺猶在。若以微細品類分析，此又虛妄，色香味觸為其相故，此覺為依繩覺當滅。如是於彼似文似義六相意言，伏除非實六相義時，唯識性覺，猶如蛇覺，亦當除遣，由圓成實自性覺故。] 

（貳）釋論義
一、簡別
『猶如繩覺』四字，本譯似乎把它比喻依他起性；比較各譯，這是譯錯了的，應該譯為『伏除猶如繩覺非實六相』，或『伏除非實六相義時，猶如繩覺（p.323）』。[footnoteRef:42] [42: （1）歐陽竟無編，《藏要》，第一輯〈攝大乘論本卷二〉，p.19：
（二）藏本此語云：一切賴耶種子與緣相俱者。陳、隋譯本同，今譯諸相意指一切，文晦。
（2）各譯本之間的解說，請參閱【附錄四】。] 

二、辨義
這裡有兩個問題：一、「何所悟入」，問所悟的境界。二、「如何悟入」，問悟入的譬喻。在由何、云何以後，闡明四尋思、四如實智的所悟，還是在悟入唯識。
三、解文
（一）所悟入的境界
1、總標舉
一、何所悟入：
◎悟入唯識，就是悟入前面安立唯識的三相：(一)、「入唯識性」無有實義，(二)、「相見二性」的差別，(三)、「及種種」的行相生起。這三種，是所悟入的境界。
◎名有三種：(1)、名，(2)、名自性，(3)、名差別；義也有三種：(1)、義，(2)、義自性，(3)、義差別，合有六種。
2、別釋義
（1）悟入初相──唯識性
觀察這「名」、「義」的「自性、差別」，是以識為性而「假」立的，這「六種義」都「無」所有，像上面已一再說過。既知這一切皆無有義，便是悟入初相的唯有識性。
（2）悟入第二相──相見二性
若觀察雖都是虛妄分別，都有「所取」相、「能取」見的二「性現前」，『如此心生，如此相現』，沒有能取、所取的各別實體，就是悟入第二相的相見二性。
（3）悟入第三相──種種性
在這見相交涉、能所取性現前時，於「一時」間內，心中「現似種種」所認識的「相義而生起」；雖有這種種相義，實無所有，還是自心所現的，於是悟入第（p.324）三相的種種性。
3、略結成
這三相，其實是同一唯識觀，雖然次第解說，不但不是前後悟入，並且不是條然不同的三種觀。
（二）悟入的譬喻
1、總舉標
二、如何悟入：舉一個繩蛇的譬喻，說明這悟入的次第與境界。
2、別釋義
（1）境無識有
A、喻示
「如」在幽「闇中」的一條「繩」，人們見了，意識上「顯現似蛇」的義相，以為它是蛇。「譬如繩上」的「蛇」相，「非」是「真實」的，因為這裡根本「無有」蛇在。「若」使「已了知彼」繩上的蛇「義」是「無」，那誤認為「蛇」的錯「覺雖滅」去沒有了，但「繩」的「覺」知還是存「在」的。
B、法合
這比喻眾生由無明錯覺，遍計[footnoteRef:43]所遍計的名言境以為是實有的，若觀察到遍計的義無實，以唯識的覺慧遣除遍計所執性，這實有外義的錯覺雖消滅了，但唯有識的感覺還是存在的。 [43: （1）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p.175：
遍計，是遍所計度的意思。
（2）計度分別：梵語abhinirūpaṇā-vikalpa。意即分別計量推度。三分別之一。又作推度分別、分別思惟。謂於所緣之境計量推度，係與意識相應的散慧之分別作用。《阿毘達磨俱舍論》卷二（大二九‧八中）：「散，謂非定。意識相應散慧，名為計度分別。」〔《大毘婆沙論》卷四十二、《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二〕（《佛光大辭典》（四）p.3954）] 

（2）能所雙亡
A、喻示
上面雖知道蛇是虛妄的，可是「若」再進一步，「以微細品類分析」這條繩子，便會發現「此」繩也是「虛妄」的，知道它是用「色香味觸為其」體「相」；以「此」色香味觸的「覺」知「為依」，那「繩」的知「覺當」然就跟著消「滅」。
B、法合
這樣，「於彼似文似義」所假立的「六相意言」，雖然用唯識（p.325）無境的正觀「伏除」了「非實」有的「六相」的遍計性「義」，「猶如」用「繩」的見解遣除了蛇覺。但這「唯識性覺」，如繩覺一樣也應「當除遣」，因為名言相在，還不能親證法界。要怎樣去除遣呢？「由圓成實自性」的「覺」慧，才能除遣它，像下文所說的
四、總結
──上來重在悟入依他性唯識。
（參）兼論餘義
【附論】
圓成實自性覺，是正覺圓成實性呢？抑是觀圓成實相而覺其平等一如呢？
◎《楞伽經》中說到大乘觀行次第是分為三種的：
一、觀察義禪，就是觀察所取義不可得，唯識所現。
二、緣真如禪，進觀能觀的心亦不可得，這等於以圓成實自性覺遣除似唯識性一樣。
三、如來禪，那觀能觀心空的空相亦不可得，而契入如來所證的法界。[footnoteRef:44] [44: （1）《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2〈一切佛語心品〉(大正16，492a13-b5)：
復次，大慧！有四種禪。云何為四？謂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
云何愚夫所行禪？謂聲聞、緣覺、外道修行者，觀人無我性自相共相、骨鎖，無常、苦、不淨相，計著為首；如是相不異觀，前後轉進，想不除滅，是名愚夫所行禪。
云何觀察義禪？謂人無我自相共相、外道自他俱無性已，觀法無我彼地相義，漸次增進，是名觀察義禪。
云何攀緣如禪？謂妄想二無我妄想，如實處不生妄想，是名攀緣如禪。
云何如來禪？謂入如來地，行自覺聖智相三種樂住，成辦眾生不思議事，是名如來禪。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凡夫所行禪，觀察相義禪，攀緣如實禪，如來清淨禪。
　譬如日月形，鉢頭摩深嶮，如虛空火燼，修行者觀察。
　如是種種相，外道道通禪，亦復墮聲聞，及緣覺境界，
　捨離彼一切，則是無所有。一切剎諸佛，以不思議手，
　一時摩其頂，隨順入如相。」
（2）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在印順導師的著作中另有相關解說，請參閱【附錄五】。] 

◎空宗的觀法，直觀一切皆空，事實上只是一門深入，雖可分為觀一切法皆不可得，再返觀能觀心亦不可得，更進一層觀空相亦不可得，但這觀門差別，無須分成三種觀法，怎樣觀境空，也同樣的觀心空與空空。
柒、（p.326）第七項　悟入所知相
（壹）正將悟入圓成實性
一、長行正明
（一）引論文
如是，菩薩悟入意言似義相故，悟入遍計所執性；悟入唯識故，悟入依他起性。云何悟入圓成實性？
若已滅除意言聞法熏習種類唯識之想，爾時菩薩已遣義想，一切似義無容得生，故似唯識亦不得生；由是因緣，住一切義無分別名，於法界中便得現見相應而住。爾時，菩薩平等平等所緣能緣無分別智已得生起，由此菩薩名已悟入圓成實性。
（二）釋論義
1、問
修法觀的「菩薩」推求觀察，「悟入意言似義相」現，沒有實在的義相，所以「悟入遍計所執性」；「悟入」這「唯」是意言分別心「識」為性，也就「悟入依他起性」。但不知怎樣「悟入圓成實性」？
2、答
（1）境無，識亦無
A、解文
◎「若已滅除」「唯識之想」，就是悟入圓成實性。
這意思說：對於「意言」為性的，從「聞法熏習種類」（生）的似文、似義、似境、似心的觀想也滅除了。
◎「菩薩」因推求悟入名、義、自性、差別沒有實體，所以「已遣」除了遍計性的「義想」。「一切似（p.327）義」既然「無」有「得生」的可能，那麼，「似唯識」的義想也「不得生」。
B、辨義
（A）設問
義是所觀境，識是能觀心，所觀的義境既已遣除，能觀的心識當然也就不能現起了。但是，為什麼似義的所取相不生，唯識的能取相也就不生呢？
如果從遍計無、依他有的思想去看，那麼，沒有遍計所執性，正不妨唯識得生，為什麼也就不能存在呢？[footnoteRef:45] [45:  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略釋三相〉，(pp.185-186 )：
＼
＼
　　　　   ┌─相識──────所取──┬──似義顯現
　　　　   │　　　　＼　　　　　 │　　
　　　　   │　　　　　＼　　　　 │　　
　　　　   │　　　　　　＼　　　 │　　
虛妄分別─┴─見識──────能取──┘
　　　　　　　　　　　　     ＼
　　　　　　　　　　　　　     ＼
唯識的本義，依他的虛妄分別心是有，遍計的似義顯現境是無。論中不同的解說，甚至似乎矛盾，都只是兩者圓滿的解說。
怎樣才是依他有？是賴耶種子所生的，虛妄分別為性的。在分別自性緣起的立場上，一切依賴耶所生的，無不是識。能取是識──賴耶的見識；所取也是識──賴耶的相識。在藏識所現中，是依他起。總攝起來，只是一藏識；隨義安立，有十一識。
怎麼才是遍計性？是分別心所取的，似義顯現為性的。在受用緣起的認識上，凡夫亂識所取的一切，無不是境，所取的境相是境，似有離境的內心，也未嘗不是境。在望文生義的學者看來，見識相識與能取所取有一種差別；其實，只是一心、一境。從境的認識上，理解它以虛妄為性，從種所生，一切唯識，而現有二分。反之，唯識所現的幻相，我們並不能了達。成為我們所認識的，早就是遍計性了。
從凡常的見地，理解到一切唯識，見相都是依他起的；依種子所生虛妄分別為性的而成為我們的認識，見相都是遍計性。縱橫觀察安立，只是虛妄分別為依他（推本歸識），顯現似義（隨取成境）為妄計而已！] 

如果說，這似唯識想是遍計性的別體能取，這不但與境是遍計、分別是依他說矛盾，並且別體能所取的遍計性無實，也不妨依他的唯識所現，為什麼證入法界的根本智還不能通達唯識所現呢？
（B）辨答
要知道：有漏位上的依他心，就是能遍計，它沒有不與顯現為義的所遍計構成密切的聯繫，有則俱有，無則俱無。起初觀有心無境，悟解心上現起的義相無義；但再加觀察，覺知這唯心所現之想，還是義相，無有實體的。於是乎漸觀漸微，達到一切相不顯現，能遍計的心也不生，進入了『一切法不生則般若生』[footnoteRef:46]的聖境。 [46: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1〈照明品 40〉(大正8，302c17-28)：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云何應生般若波羅蜜？」
佛告舍利弗：「色不生故，般若波羅蜜生；受想行識不生故，般若波羅蜜生。檀那波羅蜜不生故，般若波羅蜜生；乃至禪那波羅蜜不生故，般若波羅蜜生。內空乃至無法有法空，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佛十力乃至一切智、一切種智不生故，般若波羅蜜生。如是諸法不生故，般若波羅蜜應生。」舍利弗言：「世尊！云何色不生故，般若波羅蜜生？乃至一切諸法不生故，般若波羅蜜應生？」
佛言：「色不起不生、不得不失故乃至一切諸法不起不生、不得不失故，般若波羅蜜生。」
（2）《大智度論》卷62〈照明品 40〉(大正25，498b7-13)：
舍利弗已問供養般若事，今問：「行者云何生般若波羅蜜？」
佛答：「若行者觀色等諸法不生相，是則生般若波羅蜜。」
舍利弗復問：「云何觀色等不生故，般若波羅蜜生？」
答曰：「色等，因緣和合起，行者知色虛妄，不令起；不起故不生，不生故不得，不得故不失。」] 

（2）雙亡，證真實
A、解文
在觀心上，達到義不可得，識也就不可得時，這就悟入圓成實性，悟入「一切義無分別名」的法界。「於法界中」，親證「現見」與法界「相應而住」（p.328）。這時候的「菩薩」，那「平等平等」的「所緣能緣無分別智已得生起」。能緣智是無分別的，所緣的真如境也是無分別的，在這如智的無分別中，所取能取的行相都不可得。能所雙亡，所以叫平等平等。「由此」平等平等的無分別智現前，「菩薩名已悟入圓成實性」了。
B、辨義
這親證法界的聖境，我們是不能想像的。
世人的認識，不能超出能取所取的範圍，而這所悟的是寂滅的法性，能知的是般若，都非世間所有。
雖有時施設法性是所證，般若是能證，但只是隨世俗說，實際上能所並泯、難思難議。我們只能說這是離卻一切妄執戲論，直覺萬有的實相。
二、別述十名
（一）引頌
此中有頌：法、補特伽羅，法、義，略、廣，性，不淨、淨，究竟，名所行差別。
（二）釋義
長行中說『住一切義無分別名』，這就是真如法界，是在一切相都不可得的見解上安立的。雖然真如無名，卻非用一無名之名來表示不可。順便就在這裡把十種名說明一下：
一、「法」名：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諸法的名字。
二、「補特伽羅」名：有情、命者、壽者、眾生、預流、一來、不還等名。
三（p.329）、「法」名：如一經、一偈、一句的能詮教法。
四、「義」名：教法中所詮的義理。
五、「略」名：就是總名，一名而能通於多法的，如眾生等通名。
六、「廣」名：一一法各別的別名，人有人的別名，法有法的別名。
七、「性」名：性是能生的根本，阿等字母，是文字的根本，稱為性名。
八、「不淨」名：六凡[footnoteRef:47]的名字。 [47: 《翻譯名義集》卷3(大正54，1095c1-3)：
言十界者，所謂地獄、餓鬼、畜生、修羅、人、天──此名六凡；聲聞、緣覺、菩薩、佛──此名四聖。] 

九、「淨」名：已斷除雜染法的四聖名字。
※這是約補特伽羅說的；也可以約法上講，如煩惱等是不淨，善法是淨。
十、「究竟」名：就是諸法實相，真如法界的無分別名。
這十者，都是約「名」字「所行」境界的「差別」而建立的。
（貳）悟入而登菩薩初地
一、引論文
如是菩薩悟入唯識性故，悟入所知相；悟入此故，入極喜地，善達法界，生如來家，得一切有情平等心性，得一切菩薩平等心性，得一切佛平等心性，此即名為菩薩見道。
二、釋論義
（一）悟入法真相
「如是菩薩」先通達遍計無、依他有；更進而通達遍計義無而依他識也不可得；這樣的「悟入」了「唯識性」，也就是「悟入」了「所知」法的真「相（p.330）」。
（二）登菩薩初地
由於「悟入」親證「此」真如法界，就進「入極喜地」。極喜地，又譯為歡喜地，即初地。
《大乘莊嚴經論》用四義來解說：
一、通達法平等。
二、通達我平等。觀察一切法與一切有情都平等，無有彼此差別。
三、所作平等，了知自己所作的一切，與其他菩薩所作的平等。
四、佛體平等，知道自己所證悟的，與諸佛所悟的無二。[footnoteRef:48] [48: 《大乘莊嚴經論》卷2〈發心品 5〉(大正31，596a16-22)：
問：此勝以何為因？偈曰：
諸法及眾生，所作及佛體，於此四平等，故得歡喜勝。
釋曰：「四平等」者：一、法平等，由通達法無我故；二、眾生平等，由至得自他平等故；三、所作平等，由令他盡苦如自盡苦故；四、佛體平等，由法界與我無別決定能通達故。] 

他這樣的「善」巧深「達法界」的平等，是從來所未得到的境界，於是引生從來未有的大歡喜，所以名極喜地。
（三）生於如來家
登地的菩薩，深入諸佛自證的法界，具有佛慧的氣分，所以名「生如來家」，為真佛子。悟入佛的知見，大悲熏心，能繼承諸佛自覺覺他的家業，所以名生如來家，紹隆佛種。
（四）悟三事平等
◎那時，能悟得三事平等，正所謂『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footnoteRef:49]凡聖雖有染淨的不同，但心性（法界性）是平等的（講唯心的，即以此為出發點），在生佛間不增不減，所謂『在聖不增，在凡不減』。由此，悟「得一切有情平等心性」（眾生界）、「一切菩薩平等心性」（菩薩界）、「一切佛平等心性」（如來界）。雖有三位差別，而心性是平等平等的。 [49: （1）［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0〈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 16〉(大正9，465c29)：
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
（2）［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9〈夜摩宮中偈讚品 20〉(大正10，102a23-24)：
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盡。] 

◎釋論解說為：一、有情平等（p.331）：指一切有情的如來藏性平等不二。二、菩薩平等：指諸大菩薩所起的意樂、所作的事業平等。三、諸佛平等：指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的法身而說。[footnoteRef:50] [50: （1）按：導師這裡所說的「釋論解說」，是綜合了陳譯本、隋譯本、唐譯本的解說，但其中「如來藏」一詞只有無性釋的論文中才有。各譯本之間的解說，請參閱【附錄六】。
（2）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七章，第二節〈瑜伽行者對一般大乘的見解〉，p.257：
無著依真如的無差別性，本來清淨，解說一切眾生有如來藏。眾生真如，一切佛真如，是沒有差別的；眾生不離真如，也就不離──有如來清淨性，不過還沒有顯出，如在胎藏一樣，所以說眾生有如來藏。世親的《攝大乘論釋》也說：「自性本來清淨，即是真如；自性實有，一切有情平等共相，由有此故，說一切法有如來藏」。總之，如來藏，瑜伽學者是依真如（即圓成實性）的平等普遍性說的。] 

（五）菩薩見道位
悟入三事平等，「即名為菩薩見道」。
見道，約最初見到真理的階段；此後，就踏上修習的道路了。這名字，大小乘共有，不過所見的真理有深淺不同。
捌、第八項　悟入義利
（壹）引論文
復次，為何義故入唯識性？
由緣總法出世止觀智故，由此後得種種相識智故。[1]為斷及相阿賴耶識諸相種子，[2]為長能觸法身種子，[3]為轉所依，[4]為欲證得一切佛法，[5]為欲證得一切智智入唯識性。
又後得智於一切阿賴耶識所生一切了別相中，見如幻等性無倒轉，是故菩薩譬如幻師，於所幻事，於諸相中及說因果，常無顛倒。
（貳）釋論義
一、「二智」成「五事」
（一）總述
為什麼要修行悟「入唯識性」呢？悟入唯識性有什麼「義」利呢？因為要成辦五事，簡單說要成佛，所以要修行悟入唯識。這五事，要由根本、後得二智才能成辦。
（二）別論
1、明能成之二智
一、「由緣總法」的根本智，在修加行智的時候，就緣總空性相（p.332），所以一悟一切悟，通達真如遍一切一味，獲得這根本無分別智。此無分別智是「出世」無漏的，並且是在「止觀」中所發的妙「智」。
二、「由此」根本無分別智以「後」所「得」的後得智。這二智，起初是前後別起的，五地以上才慢慢的打成一片。這後得智，稱為「種種相識智」，因為能通達能分別及所分別的諸相都以識為自性的。
2、明所成之五事
由此二智的修習，就可成辦五事：
一、「斷及相阿賴耶識諸相種子」：
◎為要斷除阿賴耶中能生一切染法的種子性，所以要悟入唯識性。
◎怎樣叫及相呢？
無性說：不但要斷除賴耶的能生種子性，同時還要斷除種子的能熏因。賴耶攝持的種子是果，雜染能熏法是因，要斷果必先除因，所以說及相，就是及因的意義。[footnoteRef:51] [51:  無性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1，416c8-10)：
「為斷及相阿賴耶識諸相種子」者，為斷阿賴耶識中似色等相諸法種子及能熏相，此即說斷種子因果。] 

但世親說：『此中及相，是及因義，於阿賴耶識中，諸雜染法種子，名阿賴耶識諸相種子。復舉相者，為欲顯示即彼種子是所緣相』。[footnoteRef:52]這是說：種子一方面是能生因，同時又為第七識的所緣相。 [52:  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1，352b23-27)：
「為斷及相阿賴耶識諸相種子」者，此中「及相」是及因義，於阿賴耶識中諸雜染法種子，名阿賴耶識諸相種子。復舉「相」者，為欲顯示即彼種子是所緣相。如是說已，顯彼種子因果俱斷。] 

※所知依中說『緣相差別』，[footnoteRef:53]藏譯但說是『相差別』，相就是所緣與因的意思。因此，第七識的我執緣相，就是緣賴耶的種相，並不是執著賴耶的（p.333）什麼見分。 [53: （1）無著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本》卷上(大正31，137b7-9)：
此中緣相差別者，謂即意中我執緣相。此若無者，染污意中我執所緣，應不得成。
（2）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3(大正3，337a1-4)：
釋曰：「緣相差別」者，謂此阿賴耶識即是染污意中能依我見我執緣相。若此緣相阿賴耶識差別無者，染污意中薩迦耶見為因我執此所緣境，應不得成。當知此則是等流果。
（3）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二章，第二節，第三項〈四、緣相差別〉，p.164：
此中緣相差別者，謂即意中我執緣相。此若無者，染污意中我執所緣，應不得成。
緣是所緣，相有為境及為因的意義。這「緣相差別」，就是染污「意中」我執的所「緣相」。染意有內緣執我的作用，所以推論到本識有為所緣相的差別。「若無」緣相差別，「染污意中」的「我執所緣，應不得成」。一切種子賴耶識融合一味，相續如流，似乎有恆在不變的相狀，所以染意緣之而執我。《成唯識論》說染意唯緣賴耶見分，其實不然，它是緣一切種識的瀑流。這裡所講的賴耶差別，都是就種子識說的，這緣相差別，自也不能例外。還有更明白的根據，到〈入所知相〉中再說。] 

一般說賴耶緣種子，是約現行賴耶緣種子賴耶說。其實，現行賴耶就是第七識，種子賴耶就是染末那所緣。
《解深密經》說賴耶緣種子，就不立第七識了。
所以，以《攝大乘論》的體系來講，是不容許染末那以外藏識自緣種子的。
這雖是一字之微，但所關極大，不可略過。
二、「為長能觸法身種子」：
觸是證得的意思。
聞熏習是能證法身的種子，由下品轉為中品，中品轉為上品，因根本、後得二智的修習，於是雜染法就慢慢消滅，清淨法就漸漸增長。前面的賴耶染種，因聞熏習而漸捨，這法身種子展轉增勝，與解性賴耶融為一體。
三、「為轉所依」：
雜染種子捨除一分，清淨種子增長一分，轉賴耶的染依，得法身的淨依，名為轉所依。或可約捨遍計性而證圓成實性說。
四、「為欲證得一切佛法」：
生起諸佛的正法功德，如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以及佛果位上的一切功德。
五、「為欲證得一切智智」：
一切智智，原是包括在一切佛法之內，本來（p.334）說前四事就夠了；同時，清淨的無礙妙智，也是無所不攝，所以用為總結「入唯識性」的目標所在。
這轉染成淨的五事功德，都非入唯識性不可，所以現證無分別，在大乘佛法中成為根本而最重要的了。
3、辨「智」「事」之關聯
◎照論文看，成辦五事，通於二智的作用，真諦論也是這樣說。[footnoteRef:54] [54:  世親菩薩釋，［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卷8〈釋應知入勝相品 3〉(大正31，207a10-b7)：
論曰：為除滅共本阿梨耶識中一切有因諸法種子。
釋曰：此下正明二智用。二智用有三種：一、滅障，二、立因，三、得佛法用。此文即明第一、滅障用。現在惑，未滅令滅故言「除」；未來惑，未生遮令不生，故稱「滅」。唯識道通滅不淨品種子因果。因有三種：一、因緣，二、增上緣，三、緣緣。果即是不淨品種子。既通滅種子因果故稱「共」。阿陀那識及六識為不淨品因緣，故名「本」。阿黎耶識是不淨品增上緣；緣緣即是六塵，六塵為種子緣緣故。「一切法種子」，即是一切不淨品法種子，種子即是果。此果有緣緣等三因，阿黎耶識既是種子增上緣故，種子在阿黎耶識中。
論曰：為生長能觸法身諸法種子。
釋曰：即明第二、立因用。「諸法」即是六度。菩薩所行六波羅蜜熏習，能為無上菩提因，故名「種子」。此種子若生若長，能證得如來法身，故名為「觸」。為生長如此福慧二因，故入唯識觀。故唯識觀能立因，令得無上菩提。
論曰：為轉依。
釋曰：此下明第三、得佛法用，為得如來無垢清淨法身，即漏盡無畏。
論曰：為得一切如來正法。
釋曰：即是能說障道、能說盡苦道二無畏，為利益他、為安立正法。
論曰：為得一切智智。
釋曰：即是一切智無畏。
此三句即顯三德：初明斷德，次明恩德，後明智德。] 

◎不過照世親釋所說『無分別智斷一切障，證得佛法，此後得智復何所用』[footnoteRef:55]看來，很像前五事單是根本智的作用，後面所說的才是後得智的功能。 [55:  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1，352b27-c2)：
若無分別智斷一切障，證得佛法，此後得智復何所用？無分別智不能宣說諸因果法，無分別故。由是因緣，須後得智，宣說所有諸因果法，常無顛倒。] 

※如依論解論，五德是智的功用：像斷見所斷惑，是根本智的力量；修所斷惑，後得智也有斷除的力量。這五德，是通於二智的。
二、後得智之勝用
但後得智還有它不共的作用。
◎出世止觀的根本無分別智，不能了達諸法的幻相，不能為人說法，所以要起「後得智」。
◎「於一切阿賴耶識所生一切了別相中」，釋論說：『謂識為因見相分中，由後得智見如幻等，及宣說時，皆無顛倒。』[footnoteRef:56]這了別相，不單指能了別，能了別與所了別都是明了顯現的，所以叫了別相。 [56:  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1，352c4-5)：
謂識為因見相分中，由後得智見如幻等，及宣說時，皆無顛倒。] 

◎從賴耶種子所明了顯現的能了別見及所了別相，後得智能正「見」它的「如幻」如化的唯識「性」，「無」有顛「倒」而「（p.335）轉」。
◎譬如幻師，幻現象馬等，知道它是虛妄假有的，決不迷惑顛倒，執為實有。「菩薩」於所取能取的了別相中，「如幻師」「於所幻事」一樣，「於」了別的「諸相中」，了知如幻，不起顛倒。為了要利他，又為諸眾生「說因果」法，能如實巧說，「常無顛倒」。這如幻師的以幻告人，使人知幻是幻一樣。
玖、第九項　悟入依止
（壹）引論文
於此悟入唯識性時，有四種三摩地，是四種順決擇分依止。
云何應知？
應知由四尋思，於下品無義忍中，有明得三摩地，是煖順決擇分依止。於上品無義忍中，有明增三摩地，是頂順決擇分依止。
復由四種如實遍智，已入唯識，於無義中已得決定，有入真義一分三摩地，是諦順忍依止。從此無間伏唯識想，有無間三摩地，是世第一法依止。
應知如是諸三摩地，是現觀邊。
（貳）釋論義
一、要說
在這修行「悟入唯識性」的過程中，「有四種三摩地，是四種順決擇分」的所「依止」。
◎真實的抉擇，要到證悟實相的見道，是根本智。
◎在煖、頂、忍（p.336）、世第一的四加行位，以世俗智慧抉擇諸法的性相；這四加行是隨順抉擇的因，所以稱為順決擇分。[footnoteRef:57]這順決擇分的慧，是在定的，所以說這四種的三摩地為順決擇分的所依止。 [57: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23〈分別賢聖品 6〉(大正29，120a17-23)：
論曰：此煖、頂、忍、世第一法，四殊勝善根名順決擇分。依何義建立「順決擇分」名？「決」謂決斷，「擇」謂簡擇，決斷簡擇謂諸聖道，以諸聖道能斷疑故及能分別四諦相故。「分」謂分段，此言意顯所順唯是見道一分，決擇之分故得「決擇分」名。此四為緣引決擇分，順益彼故得順彼名，故此名為「順決擇分」。] 

二、詳述
（一）標宗
在「由四尋思」推求名義無性的觀心中，可以分為兩級：
（二）論義
1、遍計義無
（1）尋思位
A、煖
一、「於下品無義忍」的階段：
◎忍是印可、堪忍的意思，是觀慧的別名。
順抉擇位的觀義無所有的下品忍，尋求名、義、自性、差別皆是意言，理解它唯識無境。這時，「有明得三摩地」。明是智慧，得是獲得，在能發最初得到無義忍的定心，叫明得三摩地，這就「是煖順決擇分」的「依止」。
◎順決擇分的初位為什麼叫煖呢？這像鑽木取火，在未得火而將發時，必先有煖氣，煖是火的前相；現在修習唯識觀，在未得真抉擇智慧之前，最初現起順於決擇分的智慧前相，所以稱為煖位。
B、頂
二、「於上品無義忍」的階段：
[bookmark: _Hlk485491849]◎由下品無義忍而作進一步的尋思推求名、義、自性、差別皆無所有，於是觀心漸深，「有明增三摩地」。即智慧的光明（p.337）增長，所以稱為明增；這「是頂順決擇分」的「依止」。
◎『頂』也是從譬喻得名，山的最高峰叫做山頂，在那兒可以極目四望，萬物瞭然。在上山的過程中，到了山頂，就不會徒勞往還，一定能達到目的。修觀也是如此，如達到頂位，對唯識無義之理，更能認識清楚，並且不會再退，所以稱之為頂。
平常說頂墮，是說那將到未到而退墮；若已到頂，是決不會退的。[footnoteRef:58] [58: （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6(大正27，26c27-28a1)。請參閱【附錄七】。
（2）《大智度論》卷27〈序品 1〉(大正25，262b2-17)：
復次，住頂不墮，是名菩薩法位。如〈學品〉中說：「上位菩薩──不墮惡趣，不生下賤家，不墮聲聞、辟支佛地，亦不從頂墮。」
問曰：云何為「頂墮」？
答曰：如須菩提語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無方便心行六波羅蜜，入空、無相、無作中，不能上菩薩位，亦不墮聲聞、辟支佛地，愛著諸功德法，於五眾無常、苦、空、無我取相心著，言是道、是非道，是應行、是不應行；如是等取相分別，是菩薩頂墮。」
何等是「住頂」？如上所說諸法愛斷，於愛斷法亦復不取，如「住頂義」中說：「若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內空中不見外空，外空中不見內空，外空中不見內外空，內外空中不見外空；乃至無法有法空亦如是。」
復次，上位菩薩得無等等心，亦不自高，知心相真空，諸有無等戲論滅。
（3）《大智度論》卷41〈勸學品 8〉(大正25，362a5-12)：
問曰：是一事，何以故名為「頂」、名為「位」、名為「不生」？
答曰：於柔順忍、無生忍中間所有法，名為「頂」；住是頂，上直趣佛道，不復畏墮。譬如聲聞法中，煖、忍中間名為頂法。
問曰：若得頂不墮，今云何言「頂墮」？
答曰：垂近應得而失者，名為「墮」；得頂者，智慧安隱，則不畏墮。譬如上山，既得到頂，則不畏墮；未到之間，傾危畏墮。
（4）《大智度論》卷86〈遍學品 74〉(大正25，664b13-20)：
問曰：頂法已能不退，何以說「乃至忍法」？
答曰：聲聞法中亦說頂墮，摩訶衍亦說頂墮，汝何以故言「頂法不墮」？
有人言：雖頂法不墮，不牢固、不能一定故不說。忍是久住，已入正定，雖未得無漏而與無漏同。以隨順苦法忍故名為「忍」；未曾見是法故，見便能忍，是故名「忍」。] 

（2）悟入位──忍
三、「復由四種如實遍智」，能如實了知名、義等無實；這時，「已」悟「入唯識」，「於無義中已得決定，有」能發「入真義一分」的四如實智所依的「三摩地」。
◎悟入唯識無義，通達了遍計相無自性，但還沒有證圓成實的勝義無性，所以叫入真義一分。這真義一分三摩地，「是諦順忍」的「依止」。加行位的第三位，名為諦順忍，就是順乎諸法的諦實性而忍可於心的如實智。
※《成唯識論》分忍位為下忍、中忍、上忍的三位，下忍印前所取境空，中忍觀察能取心也不可得，上忍印能所取空。[footnoteRef:59] [59: 《成唯識論》卷9(大正31，49b20-27)：
如是煖、頂依能取識觀所取空，下忍起時印境空相，中忍轉位於能取識如境是空順樂忍可，上忍起位印能取空，世第一法雙印空相，皆帶相故，未能證實，故說菩薩此四位中猶於現前安立少物，謂是唯識真勝義性，以彼空有二相未除，帶相觀心，有所得故，非實安住真唯識理；彼相滅已，方實安住。] 

現在並不分別，只說一入真義一分的諦順忍，著重在印所取空。
2、依他識滅──世第一法（p.338）
四、「從此無間伏唯識想」，是第四世第一位。
從前忍位進到世第一位，無間隔的伏除了唯識的能取想，通達了依他起的能分別亦空，此時所依的定心，「有無間三摩地」，是「世第一法」的「依止」。因為世第一法只有一剎那，從忍位無間的引起，就一剎那無間的證入見道，所以在時間上是無間的。
（三）結成
上面的四種「三摩地」，「是現觀邊」。
無漏的智慧，現證諸法的實相，名為現觀。四加行慧，是現觀前的方便，鄰近於無漏智，而不是真正的無漏智，所以名為現觀邊。
三、判位
（一）概說
修行的過程：先觀所取無，次觀能取亦無，剎那引生真無漏智，現證了不可得的真實相。以此過程，判四加行與見道。
（二）異執
但或者覺得世第一法只一剎那，前三加行既未伏唯識想，現在一剎那間怎樣伏滅呢？於是把伏唯識想的加行推求行相，放在忍位上，分為三忍。
（三）顯正
但從本論的觀點，觀義是無，是尋思行相，是煖、頂位。
四如實智，是悟入真義一分。
依唯識的思想，果真在悟入無義以後，再別別的推求能取也不可得嗎？推求也應該屬於煖、頂位；因為若觀能取識不可得，那識也早是所取的義相了。
忍是如實智的印所取義（p.339）空；義空，唯識想也自然的漸泯漸寂。所以本論的解說，忍位是悟入唯識義空；義不得生，自然『似唯識想亦不得生』。
所以本論的觀心次第是這樣：[footnoteRef:60] [60: （1）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辯中邊論》卷上〈辯相品 1〉(大正31，464c24-465a15)：
已顯虛妄分別自相，此攝相，今當說。但有如是虛妄分別，即能具攝三種自性。
頌曰：唯所執、依他及圓成實性，境故、分別故及二空故說。
論曰：依止虛妄分別境故，說有遍計所執自性；依止虛妄分別性故，說有依他起自性；依止所取能取空故，說有圓成實自性。
已顯虛妄分別攝相，當說即於虛妄分別入無相方便相。
頌曰：依識有所得，境無所得生，依境無所得，識無所得生。
論曰：依止唯識有所得故，先有於境無所得生；復依於境無所得故，後有於識無所得生；由是方便得入所取、能取無相。
復次，頌曰：由識有得性，亦成無所得，故知二有得，無得性平等。
論曰：唯識生時現似種種虛妄境故，名有所得；以所得境無實性故，能得實性亦不得成；由能得識無所得故，所取、能取二有所得平等俱成無所得性。
（2）天親菩薩造，［陳］真諦譯，《中邊分別論》卷上〈相品 1〉(大正31，451b27-c18)：
今當次說虛妄攝相。若言唯是虛妄，云何能攝三性？
故說偈言：分別及依他、真實唯三性，由塵與亂識及二無故說。
分別性者，謂是六塵永不可得，猶如空華。依他性者，謂唯亂識有非實故，猶如幻物。真實性者，謂能取、所取二無所有，真實有無故，猶如虛空。
說虛妄攝相已，今當說入虛妄無所有方便相。
故說偈言：由依唯識故，境無體義成，以塵無有體，本識即不生。
一切三界但唯有識，依如此義，外塵體相決無所有，此智得成；由所緣境無有體故，能緣唯識亦不得生；以是方便，即得入於能取、所取無所有相。
　是故識成就　　非識為自性
所識諸塵既無有體，是故識性無理得成。
　不識及與識 (疏本云應知識不識)　　由是義平等
「不識」者，由自性不成就，是故非識。此法真實無所有性，而能顯現似非實塵，故說為「識」。] 

┌尋思位（煖、頂）
　　　 由依唯識故境無體義成──遍計義無─┤
└悟入位（忍）
　　　 以塵無有體本識即不生──依他識滅──世第一法
　　　 應知識不識由是義平等──圓成實證──見道
拾、第十項　云何修道
（壹）引論文
如是菩薩已入於地，已得見道，已入唯識，於修道中云何修行？
於如所說安立十地，攝一切經皆現前中，由緣總法出世、後得止觀智故，經於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劫數修習故，而得轉依。為欲證得三種佛身，精勤修行。
（貳）釋論義
地上「菩薩」悟後的修道，是「如所說安立十地」法門的教法，總「攝」這「一切經」為地上菩薩的所觀境，在定心中「皆」明了「現前」。能觀的智（p.340）慧，就是「緣總法出世、後得止觀智」──根本智、後得智。
※出世是根本止觀智，後得是不是出世的呢？它雖是清淨，而是世間的，因為它的觀境有相。[footnoteRef:61] [61: （1）按：「後得止觀智」，在菩薩已得「見道」時，它雖然是清淨的，但還是世間的，因為它觀境有相（帶相觀空）；若達「究竟道」時，「佛說」的大乘「妙法」，是由不共世間的無分別後得智「善」巧「成立」的。
（2）有關「後得無分別智」的觀境有相，請參閱【附錄八】。] 

這要「經於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劫」，不斷的二智數「數修習」，才能獲「得轉依」斷德[footnoteRef:62]果──涅槃。並且「為」了「欲證得三種佛身」[footnoteRef:63]智德果──菩提，發起這「精勤」勇猛的「修行」。 [62:  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八章，第一節，第二項〈辨差別〉，pp.466-467：
「四、果圓滿轉」：成佛時，「永無」煩惱、所知二「障」，「一切」義「相不顯現」，而「最清淨真實」的法界徹底「顯現」。這最清淨的真實，圓融無礙，能「於一切相得自在」，無所不能。果圓滿即是三德具足：永無有障，諸相不現，是斷德；最清淨法界真實性顯現，是智德；於法自在廣利眾生，是恩德。]  [63: （1）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一章，第一節，第二項〈顯大乘殊勝〉，p.24：
十、三種佛身說名彼果智體：彼果就是智，名彼果智。約斷障的寂滅邊說，是無住大般涅槃；約顯現的智慧邊說，就是圓滿的無分別智，就是三種佛身。第八識轉成的大圓鏡智，第七識轉成的平等性智，是「自性身」，它的本體是常住的。第六識轉成的妙觀察智，是「受用身」；前五識轉成的成所作智，是「變化身」，這二身可說是無常的。自性身即以解性阿賴耶識離障為自性。由自性身而現起的一切中，受用身為地上菩薩現身說法，受用一切法樂；變化身為聲聞現身說法。
（2）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九章〈彼果智〉，pp.472-552。] 

拾壹、第十一項　現觀差別
（壹）引論文
聲聞現觀，菩薩現觀，有何差別？
謂菩薩現觀與聲聞異，由十一種差別應知：
一、由所緣差別，以大乘法為所緣故。
二、由資持差別，以大福、智二種資糧為資持故。
三、由通達差別，以能通達補特伽羅、法無我故。
四、由涅槃差別，攝受無住大涅槃故。
五、由地差別，依於十地而出離故。
六、七、由清淨差別，斷煩惱、習；淨佛土故。
八、由於自他得平等心差別，成熟有情加行無休息故。
九、由生差別，生如來家故。
十、由受生差別，常於諸佛大集會中攝受生故。
十一、（p.341）由果差別，十力、無畏、不共佛法無量功德果成滿故。
（貳）釋論義
一、辨異
本譯的十一種差別，魏譯與隋譯合併了六、七二種，都只有十種。[footnoteRef:64] [64: （1）阿僧伽作，［魏］佛陀扇多譯，《攝大乘論》卷下(大正31，105b8-18)：
所有諸聲聞證道法及此諸菩薩，此二有何差別？
勝聲聞證入中，菩薩證入有十一種勝事應知：一者、念勝，念大乘法故。二者、淳至勝，大功德助集淳至故。三者、證勝，眾生法無我證故。四者、涅槃勝，攝取不住涅槃故。五者、地勝，十地盡至故。六者、淨勝，煩惱習滅佛世界令清淨故。七者、一切眾生同得記心勝，化眾生行不斷絕故。八者、生勝，生如來家故。九者、取生勝，佛世界會中一切時取生故。十者、果勝，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佛法，無量功德成就故。
（2）世親菩薩造，［隋］笈多共行矩等譯，《攝大乘論釋論》卷6(大正31，297c29-298a10)：
論曰：聲聞入正位，菩薩入正位，此二有何差別？
聲聞正位有十種差別，與菩薩正位異應知：一、所緣差別，大乘法為緣故。二、住持差別，大福智資糧住持故。三、通達差別，通達人法無我故。四、涅槃差別，攝取無住著涅槃故。五、地差別，依十地出離故。六、清淨差別，煩惱斷及佛淨剎故。七、得一切眾生與自身平等心差別，起成熟眾生行不休息故。八、生差別，生如來家故。九、化現差別，佛集輪中一切時化現所攝故。十、果差別，十力、無畏、不共佛法等，無量功德果成就故。] 

二、解文
（一）標舉
「菩薩」的「現觀與聲聞」的現觀，自然有著他的別「異」，這裡就「由」二者的「十一種差別」來說明，也就是顯明大乘現觀的所以大。
（二）詳論
一、「所緣差別」：聲聞以小乘教法為所緣，菩薩卻「以大乘法為所緣」。
二、「資持差別」：修福慧的資糧，能生任持[footnoteRef:65]的力量，能引發現觀入證的功德，叫資持。小乘沒有大福大智資糧，不過多少積點厭離世間的善根，作為一種解脫的因緣罷了。菩薩則不然，他是「以大福」德、大「智」慧「二種資糧為資持」，才能引發出世現觀。 [65:  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七章，第三節，第一項〈安立相〉，p.435：
「任持」就是攝持。] 

三、「通達差別」：菩薩現觀，不但同小乘一樣的「能通達補特伽羅」無我，還能通達「法無我」。
四、「涅槃差別」：小乘攝受無餘涅槃為最終目的，菩薩以「攝受無住大涅槃」為標的，永遠的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利益眾生，這約安住無差別理而說。[footnoteRef:66] [66: （1）世親菩薩釋，［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卷8〈釋應知入勝相品 3〉(大正3，210a19-25)：
論曰：四、由涅槃差別，謂攝無住處涅槃以為住處。
釋曰：此涅槃，非是道果，是道住處。何以故？由菩薩行般若，觀察生死過失，故修道不在生死；由菩薩行大悲，觀眾生苦，起救濟心，雖不在生死而不捨生死，故不住涅槃。由道住此處，不執真俗二相生，故名無相道。小乘道則無此事。
（2）無性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1，417c2-4)：
涅槃差別中，菩薩現觀，攝受悲、慧方便資糧，生死、涅槃無所住著以為涅槃；聲聞現觀，唯住無為以為涅槃。] 

五、「地差別」：「依於十地」的修行「而出離」。
六、七、「清淨差別」：菩薩不但「斷煩惱」，而且連「習」氣都（p.342）拔除，因之心得清淨；小乘只能斷煩惱而不除習氣的。同時，菩薩「淨佛」國「土」，得到土淨，這更不是聲聞現觀所能做到的。
八、「自他得平等心差別」：菩薩待他人等於待自己，自己想得解脫，就得「成熟有情」，於是勤修「加行」，「無休息」地去化導有情，使自他同得自在。小乘不能通達自他平等一體，只自顧個人的解脫。
九、「生差別」：小乘雖說也是佛子，但不能算是佛的嫡子，經上稱他為『婢子』。[footnoteRef:67]菩薩「生如來家」中，紹隆佛種，才是如來的真子。 [67: 《大寶積經》卷112〈普明菩薩會〉(大正11，634b26-c18)：
「迦葉！譬如剎利大王有大夫人，與貧賤通懷妊生子。於意云何？是王子不？」「不也。世尊！」「如是迦葉！我聲聞眾亦復如是，雖為同證以法性生，不名如來真實佛子。迦葉！譬如剎利大王與使人通懷妊生子，雖出下姓得名王子。初發心菩薩亦復如是，雖未具足福德智慧，往來生死隨其力勢利益眾生，是名如來真實佛子。
迦葉！譬如轉輪聖王而有千子，未有一人有聖王相，聖王於中不生子想。如來亦爾，雖有百千萬億聲聞眷屬圍遶而無菩薩，如來於中不生子想。迦葉！譬如轉輪聖王有大夫人懷妊七日，是子具有轉輪王相，諸天尊重過餘諸子具身力者。所以者何？是胎王子必紹尊位繼聖王種。如是迦葉！初發心菩薩亦復如是，雖未具足諸菩薩根，如胎王子諸天神王深心尊重，過於八解大阿羅漢。所以者何？如是菩薩名紹尊位不斷佛種。
迦葉！譬如一琉璃珠勝於水精如須彌山。菩薩亦爾，從初發心便勝聲聞辟支佛眾。
迦葉！譬如大王夫人生子之日，小王群臣皆來拜謁。菩薩亦爾，初發心時諸天世人皆當禮敬。」] 

十、「受生差別」：小乘人見佛的變化身，都於母胎中受血肉不淨的所依身；菩薩則「常於諸佛大集會中」，即受用土中，「攝受」蓮花化「生」。[footnoteRef:68] [68: （1）無性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1，417c14-17)：
受生差別中，菩薩現觀，常於諸佛大集會中蓮花臺上結加趺坐，乃至成佛，恒受化生。所言「諸佛大集會」者，謂無漏界諸佛國土，非如聲聞處母胎等。
（2）世親菩薩釋，［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卷8〈釋應知入勝相品 3〉(大正31，210b20-27)：
論曰：十、由顯現差別，謂於佛子大集輪中，常能顯現，為攝受正法。
釋曰：諸菩薩通稱「佛子」。眾多菩薩聚會故言「大集」。如來所說法有三義故名「輪」：一、能上下；二、未得能得，已得能守；三、能從此到彼。菩薩常於大集中顯現示不破僧，常於法輪中顯現示能護持正法。已得令不失為「攝」，未得令得為「受」。小乘則無此事。] 

《攝大乘論講記》
第四章 入所知相
十一、「由果差別」：菩薩由於因中修六度萬行，「果」上「成滿」「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佛法」，以及「無量」的殊勝「功德」，小乘只能得三明六通而已。所以《法華經》比小乘聖者為挑糞的工人，大乘佛果是個大富尊豪的長者。[footnoteRef:69] [69: 《妙法蓮華經》卷2〈信解品 4〉(大正9，16b25-19a11)。經文內容請參閱【附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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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3）第二節　偈頌
壹、第一項　本論自頌
（壹）引頌文
此中有二頌：
名事互為客，其性應尋思，於二亦當推，唯量及唯假。
實智觀無義，唯有分別三。彼無故此無，是即入三性。
（貳）釋頌義
一、總明要義
這是論主的結頌現觀次第。
前一頌約四尋思講，在煖、頂位；後一頌約四如實智講，在忍及世第一法位。
二、別解文意
（一）約「四尋思」──煖、頂
◎「名」是名言，「事」是義。觀待義而假立名，觀待名而詮表義，這名、義都是由互相觀待而假立的，沒有獨立的實在體，所以叫「互為客」。
這互相觀待假立的名、義「性」，我們「應」該去「尋思」觀察它，觀察它的虛妄假立──這叫名尋思及義尋思。
◎「於」名義的自性、差別「二」者，「亦當」以尋思去「推」求，了知它「唯」是心「量」所現的，「唯」是名言「假」立，沒有實在的自體──這叫自性尋思及差別尋思（量是能量，即是知識，唯量就是唯心的意思）。
（二）約四如實智──忍、世第一法
◎（p.344）次以四如「實」遍「智」，「觀」察那煖、頂四尋思所推求的，本「無」有「義」，悟入「唯有」虛妄「分別」的「三」類。有的地方講四種，[footnoteRef:70]也有講六種的，[footnoteRef:71]這裡只講三種。因為義是無所有的，唯是名言分別，所以只悟入唯是名分別、自性分別、差別分別三種。 [70:  由四種如實遍智，謂由名、事、自性假立、差別假立如實遍智。詳細內容請參閱【附錄十】。]  [71:  相見二性，及種種性：若名、若義、自性、差別假，自性、差別義，如是六種義皆無故。詳細內容請參閱【附錄十一】。] 

觀無義而悟唯有分別，這是忍位的階段。
◎進一步，「彼」義既「無」相，「此」依他分別，也「無」生起的可能，伏除唯識想了。「是即」悟「入三性」的次第，也可說到這時才真正的悟入三性。
實智觀義無與唯識，所以悟入遍計性與依他性；觀義無、分別亦無，就是泯依他相而悟入圓成實性。這臨入實證的一剎那，就是世第一位。
貳、第二項　引《分別瑜伽論》頌
（壹）引頌文
復有教授二頌，如《分別瑜伽論》說：
菩薩於定位，觀影唯是心；義想既滅除，審觀唯自想。
如是住內心，知所取非有，次能取亦無，後觸無所得。
（貳）釋頌義
一、總明要義
「教授」，是佛教開示人們修行的方法，重在修習止觀的次第，像《大乘（p.345）莊嚴經論》的〈教授品〉，也是專門開示這現觀次第的。[footnoteRef:72]這兩頌，「如《分別瑜伽論》說」。《分別瑜伽論》，相傳是彌勒菩薩說的，可惜已經佚失了。 [72: 《大乘莊嚴經論》卷7〈教授品 15〉(大正31，623c18-626c26)。詳細內容請參閱【附錄十二】。] 

二、別解文意
◎這兩頌的初二句，說煖、頂位的四尋思：「菩薩於」三摩地──「定位，觀」名義等「影」像相「唯是心」的顯現，沒有離心的名、義、自性、差別。
◎忍位的四如實智，悟入了影現的「義想」實無所有，「既滅除」了義想，就能「審」諦「觀」察這名義等「唯自想」心所現。
※本論的義想與自想的想，就是妄想的亂識[footnoteRef:73]。這與前頌所說的『實智觀無義』的道理，完全一樣。 [73: （1）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三章，第一節，第二項〈廣成唯識〉，pp.201-202：
此中有頌：亂相及亂體，應許為色識，及與非色識，若無餘亦無。這是引《莊嚴論‧述求品》頌來助明上述的理論：「亂」是錯亂顛倒，若於無中現有，非義似義而為虛妄諸識生起的因性，叫「亂相」。相就是因（依止）與境界，異譯都作『亂因』。「亂體」就是虛妄分別──能分別的自體，顛倒錯亂的自體。那為亂識生起的因性──亂相，就是似義顯現的「色識」；那亂識的自體，就是「非色識」；雖都是識，卻現起色與非色的二分。這二者是相依而有的，依非色識而現起色識，也因非色似色的色識，生起見似色為色的非色識。既相依而共存，自然也就一滅而共滅，所以「若無」色識的亂相，「餘」非色識的亂體「亦無」。這是說遍計依他的展轉相依：亂相是遍計執性（從種生邊也可通依他），亂體是依他起。從依他起而有遍計性，因遍計性而有依他的亂識。
（2）案：關於「從依他起而有遍計性，因遍計性而有依他的亂識」，可參考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三章，第二節，第一項〈正釋三性〉，pp.232-233；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三章，第二節，第二項〈別辨遍計執性〉，pp.238-239。] 

◎「如是」，既觀察到唯是自心，便安「住」於「內心」，了「知」其「所取」義想的「非有」；進而滅唯識想，「能取」的心「亦無」。
一剎那世第一法以「後」，就能「觸」證到平等法性，通達「無所得」的法界。
參、第三項　引《大乘莊嚴經論》頌
（壹）引頌文
復有別五現觀伽陀，如《大乘莊嚴經論》說：
[1]福德智慧二資糧，菩薩善備無邊際（p.346），於法思量善決已，故了義趣唯言類。
[2]若知諸義唯是言，即住似彼唯心理，便能現證真法界，是故二相悉蠲除[footnoteRef:74]。 [74:  蠲（juān ㄐㄩㄢ）除：2.清除。（《漢語大詞典》（七）p.1477）] 

[3]體知離心無別物，由此即會心非有，智者了達二皆無，等住二無真法界。
[4]慧者無分別智力，周遍平等常順行，滅依榛梗[footnoteRef:75]過失聚，如大良藥消眾毒。 [75:  榛（zhēn ㄓㄣ）梗（gěng ㄍㄥˇ）：1.叢生的雜木。2.阻礙，障礙。（《漢語大詞典》（四）p.1202）] 

[5]佛說妙法善成立，安慧并根法界中，了知念趣唯分別，勇猛疾歸德海岸。[footnoteRef:76] [76: 《大乘莊嚴經論》卷2〈真實品 7〉(大正31，599a4-b13)。詳細內容請參閱【附錄十三】。] 

（貳）釋頌義
一、現觀
（一）辨明體相
「現觀」，就是阿毘達磨，換言之，就是以現觀的智慧通達諸法的實性；加行與後得無分別智，也包括在這裡。
（二）諸論異說
本論與《分別瑜伽論》的四頌，都注重在由起尋思到證真的過程，現在這「五」個「伽陀」，則總括五位，貫徹了現觀的始終。
二、位次
（一）判別異說
◎這五頌，依唐譯的世親釋論，第一頌顯示資糧道，第二頌的上半顯示加行道，後半及第三頌顯示見道，第四頌顯示修道，第五頌顯示最後的究竟道。[footnoteRef:77] [77:  詳細內容請參閱【附錄十四】。] 

※這似乎是玄奘臆改[footnoteRef:78]的。 [78:  臆（yì ㄧˋ）改：憑臆測改動文字。（《漢語大詞典》（六）p.1394）] 

◎本頌有兩個地方講到證法界，因此在以頌判位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解說。
※五頌各配一位，見於世親的《大乘莊嚴經論釋》，[footnoteRef:79]陳、隋二譯（p.347）的世親《攝大乘論釋》也如此；[footnoteRef:80]這比較接近原意，現在就依此來講吧。 [79: 《大乘莊嚴經論》卷2〈真實品 7〉(大正31，599a4-b13)。詳細內容請參閱【附錄十三】。]  [80:  （1）世親菩薩釋，［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卷8〈釋應知入勝相品 3〉(大正31，212c15-17)：
此中五偈總明眾義：第一偈顯道資糧，第二偈顯道加行，第三偈顯見道，第四偈顯修道，第五偈顯究竟道。
（2）世親菩薩造，［隋］笈多共行矩等譯，《攝大乘論釋論》卷6(大正31，299a7-10)：
此等諸偈總集義者，初偈明資糧道，第二偈義明方便道，第三偈義明後見道，第四偈義明修道，第五偈義明究竟道。此釋，入應知相竟。] 

（二）詳述五位[footnoteRef:81] [81: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一冊），〈辨法法性論講記〉，pp.342-346。
詳細內容請參閱【附錄十五】。] 

一、資糧道：
◎要悟入唯識性，對於「福德」、「智慧」的「二資糧」（也就是前面所說的四種力），[footnoteRef:82]「菩薩」是必須「善」巧具「備」，積集到「無邊際」的廣大眾多；因為要入唯識性，決不是些微資糧可以勝任的。 [82: （1）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1，349b25-c15)：
論曰：此中誰能悟入所應知相？大乘多聞熏習相續，已得逢事無量諸佛出現於世，已得一向決定勝解，已善積集諸善根故，善備福智資糧菩薩。
釋曰：如是品類，如此方便而能悟入，今當顯示。「大乘多聞熏習相續」者，簡聲聞等所有多聞熏習相續。「已得逢事無量諸佛出現於世」者，已得現前逢事諸佛出現世間超過數量。「已得一向決定勝解」者，謂於大乘所得勝解，非諸惡友所能動壞。即由無間所說三因，已善積集諸善根故，乃得名為「善備福智資糧菩薩」。
又即如是福智資糧，云何漸次而得圓滿？謂由因力、由善友力、由作意力、由依持力。此中兩句即是二力如數應知。作意力者，即是一向決定勝解，此用大乘熏習為因、事佛為緣，以有一向決定勝解，能修正行，修正行故積集善根，如是名為「由作意力」。善修福智二種資糧，由此漸次善修福智二資糧故，能入大地，如是名為「由依持力」。
（2）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四章，第一節，第二項〈誰能悟入〉，pp.306-307：
此中誰能悟入所應知相？大乘多聞熏習相續，已得逢事無量諸佛出現於世，已得一向決定勝解，已善積集諸善根故，善備福智資糧菩薩。
具備什麼條件的人才能引發觀慧，悟入「所應知」的唯識「相」？這在諸經論中，或說夙習三多，或說五事具足，本論說具有四種力的菩薩，才能悟入。
一、因力：除一分小乘種姓，其餘具有大乘種姓的人，就是對於「大乘」教法曾經「多聞熏習」在身心六處，或心「相續」的賴耶中，熏成了清淨的熏習。這聞熏習，是悟入法相的主因。二、善友力：單有聞熏習還不夠，要「已得逢事無量諸佛出現於世」。逢事，指供養，禮拜，讚嘆，出家，修學等。既逢遇諸佛為善知識，自然能聞法修行，漸漸的悟入法界。所以，眾生不怕不能了生死，只怕不能見佛聞法。多多見佛聞法，是解脫的主要條件。三、作意力：由多聞熏習親近善友的關係，對大乘甚深的教法，「已得一向」的堅固「決定」的「勝解」，沒有猶豫。有這勝解力，任憑遇到什麼違逆的外緣，或任何思想，都不能使他動搖信念，破壞他對於大乘法的修習。四、任持力：對於某種事業所有堪能擔當的力量，叫任持力。對大乘教法，生了堅固的信念以後，進一步的實行六度四攝自利利他的事業──法隨法行，即是「已善積集諸善根」。
具備這四種條件，那就成為能悟入「善備福」德「智」慧「資糧」的「菩薩」。這四種力，或約次第說：由多聞大乘教法，受其熏習，就常能值遇諸佛，於是就產生了堅強不拔的勝解力，更進一步去實踐，積集無量善根，培植無量功德。『聽聞正法，親近善友，如理作意，法隨法行』，正是這見道的因緣。或約前二引生後二說：由多聞教法，逢遇諸佛，所以能對大乘妙法深生信解，積集善根。具有這四種力的菩薩，就可以悟入唯識性了。] 

◎菩薩在這資糧道中，「於」似法似義的一切「法」，「思量」推度，能修習止觀。在定中「善」能「決」了這種種法義是心上所顯現的，都無所有；「故」能「了」解這「義趣」──種種顯現的似義，「唯」是名「言類」；類是生起的意思。[footnoteRef:83] [83: （1）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1，354a6-7)：
「故了義趣唯言類」者，謂了知諸義唯意言為因。
（2）無性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1，418b23-24)：
「故了義趣唯言類」者，是故能了一切義趣唯用意言分別為因。
（3）世親菩薩造，［隋］笈多共行矩等譯，《攝大乘論釋論》卷6(大正31，298b24-25)：
則了義類意言生。
（4）世親菩薩釋，［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卷8〈釋應知入勝相品 3〉(大正31，211b25)：
能了義類分別因。] 

※因為在定中決了，所以有人就把這後二句判屬加行道的煖、頂尋思位。
其實資糧道也是修定的，不過沒有深入罷了。這時雖沒有入加行位，但對於無義唯識的理解，已獲得明確的勝解。
二、加行道：
◎資糧位中，「若」是已能了「知諸義唯是」名「言」，到了加行位中，就可以安「住似彼」義相顯現「唯」是「心」性的正「理」了。安住唯心，是煖、頂的定心觀察。
◎這時候，實際還不能圓證法界，但在四如實智（p.348）的通達遍計無相時，唯識顯現的境界，已悟入真義一分，所以這裡說「便能現證真法界」。這時，悟入遍計義相是唯識所現，也有無二的意義。或者悟入沒有離心的外境，境無心亦不生，「故」別體所取與能取的「二相」，就可以把它「蠲除」淨盡。
三、見道：
◎在加行位「體知」到「離心」以外更「無別物」，無義即無識，當下「即」能體「會」到能取「心」亦「非有」。
◎有「智者」的菩薩，「了達」遍計境與依他心「二」者「皆無」，於是就平「等」的安「住二」相皆「無」所有的「真法界」中。
四、修道：
◎「慧者」就是具有根本、後得二「無分別智」的人，他的智「力」，能「周遍平等」的「常」常時隨「順」真如法界而「行」。
◎親證真如法界以後，更能數數的以二無分別智來隨順觀察，這就能「滅」除所知「依」，就是滅除阿賴耶識中的一切雜染分。這如荊棘叢林的「榛梗」，不把它根本鏟除，永遠是觸處牽礙。賴耶中的雜染種子，是「過失」熏習的總「聚」，就等（p.349）於榛梗。我們要想出世、直達菩提，必須把它滅除，不然，牽流三界，永無自在分。以無分別智滅除賴耶的榛梗──雜染種子，「如」服阿伽陀[footnoteRef:84]的「大良藥消」除「眾毒」一樣。這一切，全在數數修習無分別智的現觀。 [84:  阿伽陀藥：阿伽陀，梵語agada。又作阿揭陀、阿竭陀。原意為健康、長生不死、無病、普去、無價，後轉用作藥物名稱，尤指解毒藥而言。阿伽陀藥又稱不死藥、丸藥。此藥靈奇，價值無量，服之能普去眾疾。於陀羅尼集經卷八詳載其製法。〔《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卷十八〈蓮華頂阿伽陀品〉、《慧苑音義》卷上、《慧琳音義》卷二十五〕（《佛光大辭典》（四）p.3617）。] 

五、究竟道：
※這裡並不開顯究竟位的果德，在說明由此可以迅速的趣入究竟果海。
◎「佛說」的大乘「妙法」，是由不共世間的無分別後得智「善」巧「成立」的，菩薩以無分別智作總相緣，「安」立無分別智「慧」於如如「法界中」。「並根」，是說無分別智相應的出世心。智慧與根共同安住於法界中，這似乎就是表示智慧安住在根本心與法界融合一味之中。
阿賴耶識是有漏位的根本，所以叫它根本識。但《金光明經》說第八根本識就是真心，[footnoteRef:85]至少在解性賴耶[footnoteRef:86]出纏與法界相應的果位，它是淨法的根本。 [85: （1）［唐］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卷2〈分別三身品 3〉(大正16，410a19-b6)：
如來地者，由三淨故，名極清淨。云何為三？一者、煩惱淨，二者、苦淨，三者、相淨。譬如真金鎔銷治鍊，既燒打已，無復塵垢，為顯金性本清淨故，金體清淨，非謂無金。譬如濁水，澄渟清淨，無復滓穢，為顯水性本清淨故，非謂無水。如是法身一切眾苦悉皆盡故，說為清淨，非謂無體。譬如有人於睡夢中，見大河水漂泛其身，運手動足，截流而渡，得至彼岸，由彼身心不懈退故；從夢覺已，不見有水彼此岸別，非謂無心。生死妄想既滅盡已，是覺清淨，非謂無覺。如是法界，一切妄想不復生故，說為清淨，非是諸佛無其實體。
（2）［唐］慧沼撰，《金光明最勝王經疏》卷3〈分別三身品 3〉(大正39，230b9-18)：
經：如是法界，一切妄想不復生故，說為清淨，非是諸佛無其實體。
贊曰：結也。「如是法界」，法界通理事故。《寶性論》解《阿毘達磨經》「無始時來界」，即依如理解。《攝大乘》、《成唯識》，即說本識名「無始界」。《寶性論》中據迷悟依說，《攝大乘》等據流轉依說──各依一義。故「法界」言通於二種。今此說界既結第四，即唯有為無漏第八；若通結四，即通理事。一切有漏妄想不生，四智俱起，說為清淨，非是諸佛本無此實。無漏之體望有漏俱名實。
（3）［隋］曇無讖譯，《合部金光明經》卷1〈三身分別品 3〉(大正16，364b21-c6)：
如來地者為三種淨故得極清淨。何者為三？一者、煩惱淨，二者、苦淨，三者、相淨。譬如有金，鎔銷鍊治，既燒打已，無復塵垢，為顯金體本清淨故，是金清淨，不為無金。譬如水界，澄渟清淨，無復穢濁，為顯水性清淨，不為無水；如是，法身煩惱本起悉皆清淨，是法身清淨，不為無體。譬如空中煙、雲、塵、霧皆悉已淨，是空清淨，不為無空；如是，法身一切諸苦悉皆滅盡，故說清淨，不為無體。譬如有人於臥寐中夢見大水流泛其身，運手動足逆流而上，以其心力不懈退故，從於此岸得至彼岸，夢既覺已，不見有水、彼此之岸，生死妄想既滅盡已，是覺清淨，不為無覺；如是，法界一切妄想不復更生，故說清淨，不為無體，說於清淨。

]  [86:  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二章，第二節，第二項〈抉擇賴耶為染淨依〉，p149：
新熏的思想，說雜染依賴耶建立，但其中又插入清淨的成分。這清淨的成分，一方依於雜染的賴耶，一方又屬於法身所攝，所以似乎難知！真諦說解性賴耶是清淨法界，是每個眾生的如來藏性，故聞熏習，初為世間，雖依賴耶，實際就內與法界相應的。其聞熏習與解性和合，或轉依的時候，雜染熏習依於賴耶，清淨法界是以無漏界為依的。這樣說，或者還可以通得過去。] 

◎念是意念，趣是種種的義相，這種種義相，皆是意念上所現起的，實際上皆無所有，唯是分別。諸菩薩如能由無分別智「了知念趣唯分別」，這就能精勤「勇猛」的修行，很速「疾」的「歸」到功「德海」的彼「岸」，就是圓滿究竟佛果的境界。

《攝大乘論講記》第四章 入所知相
講義補充資料
【附錄一】（補充說明「意言」的相識與見識）
（1）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項〈略釋三相〉，pp.185-186：
唯識的本義，依他的虛妄分別心是有，遍計的似義顯現境是無。論中不同的解說，甚至似乎矛盾，都只是兩者圓滿的解說。
怎樣才是依他有？是賴耶種子所生的，虛妄分別為性的。在分別自性緣起的立場上，一切依賴耶所生的，無不是識。能取是識──賴耶的見識；所取也是識──賴耶的相識。在藏識所現中，是依他起。總攝起來，只是一藏識；隨義安立，有十一識。
怎麼才是遍計性？是分別心所取的，似義顯現為性的。在受用緣起的認識上，凡夫亂識所取的一切，無不是境，所取的境相是境，似有離境的內心，也未嘗不是境。
在望文生義的學者看來，見識相識與能取所取有一種差別；其實，只是一心、一境。[1]從境的認識上，理解它以虛妄為性，[2]從種所生，一切唯識，而現有二分。反之，唯識所現的幻相，我們並不能了達。成為我們所認識的，早就是遍計性了。
從凡常的見地，理解到一切唯識，見相都是依他起的；依種子所生虛妄分別為性的而成為我們的認識，見相都是遍計性。
縱橫觀察安立，只是虛妄分別為依他（推本歸識），顯現似義（隨取成境）為妄計而已！
（2）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三章，第一節，第二項〈廣成唯識〉，p.206：
「二、由二性，有相有見二識別故」：二性就是相識和見識；雖然唯是一識，但在亂識現起的時候，就有一分所取的相，一分能取的見的二性差別現前，這相見皆是識，所以叫相識見識。一般人以為相是外境，見是內心，實際上兩種都是識。
（3）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三章，第一節，第二項〈廣成唯識〉，pp.217-218：
本文的意思是說：六（一意識）七識屬於賴耶的見識，其餘一切識屬於賴耶的相識，這賴耶是相見識所依的根本。前面依轉識安立唯識，分別見相，雖不談賴耶，其實就是賴耶的見識與相識。本論談賴耶，重在一切種子識，從一切種子識而現起一切識時，本識的一分取性，就轉為六識所依止的意（阿陀那），成為賴耶的見識了。一切法為什麼叫相識呢？相就是依止，因「由彼相識，是此見識生」起的所「緣相」，在相識的「似義現」起時，就「能作見識生」起的「依止事」，因此，稱為相識。
（4）印順導師，《華雨香雲》，〈七、英譯成唯識論序〉，p.224：
《攝論》的以「阿賴耶為義識」，依此而現起的「所受識」（六塵），「身識」，是「相識」；「身者識」（末那），「受者識」（無間滅意），「能受識」（六識），是「見識」。阿賴耶識重於種子，由此而起的「相識」（所取），「見識」（能取），一切都是識，一切以唯識為性。這一思想系，演為後代的「一能變」說。
（5）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七章，第三節〈瑜伽行派學要〉，p.273：
一切唯識，有兩個層次：
一、依阿賴耶種子識而現起一切法，一切都是以識為性，都名為識。《攝論》類別為十一識，這是依緣起的因果關係說。
二、在現起的一切法（識）中，又分為二，見識與相識，或名為「似義影像」、「分別影像」。
七識等是見，是分別影像；六塵等一切法是相，是似義影像。雖然都是依阿賴耶種子而現起的，見與相也有相互緣生的意義，但又構成能所關係。使人信解唯識的，主要還在能所──相不離見，相依見起（認識論）的正理。
【附錄二】（補充譯本之間的「三種磨練心」對治「三種退屈心」）
（1）世親菩薩釋，［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卷7〈釋應知入勝相品 3〉(大正31，200b8-201b11)：
論曰：由有三相鍊磨心故，由滅除四處障故，緣法義為境，無間修、恭敬修奢摩他、毘鉢舍那，無放逸故。
釋曰：此即三處。
此三相鍊磨心，能對治三種退屈心。何者為三？一、輕賤自身等退屈心，為除此心，故顯第一鍊磨心。何以故？有諸菩薩聞無上菩提廣大甚深、難修難得，「我今云何能得如此難得無上菩提？」由有此執故，於自身心則退屈。為除此心，故須修第一鍊磨心。
論曰：十方世界無數量故。
釋曰：此顯無上菩提非定一處修得，隨處修學悉皆可得。
論曰：不可數量在人道眾生。
釋曰：此顯無上菩提等類皆得，是故此身不可輕賤。
論曰：剎那剎那。
釋曰：此顯得無上菩提無有定時、非待時修得。
論曰：證得無上菩提，是名第一鍊磨心。
釋曰：此顯菩提無可與等，必假懃修方可證得。由此鍊磨心，於方便中第一退屈心則滅不生。
二、輕賤能得方便退屈心。為除此心，故顯第二鍊磨心。何以故？由有菩薩作如此心：此施等是菩提資糧，若離菩薩意欲則不可得。此意欲，我等云何應得？故施等法非我等所能行。」由有此執故，於能得方便心則退屈。為除此心，故須修第二鍊磨心。
論曰：由此正意。
釋曰：此顯方便譬體相。三世諸菩薩若得如此正意，是真方便體。
論曰：施等諸波羅蜜必得生長，是我信樂。
釋曰：此顯方便譬功能。
功能有三種：一、平等功能，二、生功能，三、長功能。由此正意，若生長諸波羅蜜，無不具足故名平等功能，未有令有名生功能，已有令圓滿名長功能。
如三世諸菩薩方便體及功能，決定無二，我等亦應同彼。何以故？我之信樂即彼正意為所譬方便體，此體已定。何以故？無動失故。
論曰：已得堅住。
釋曰：此即釋不動失義。貪悋等所不能壞故名「堅」；小乘、惡知識等邪化不能令退故名「住」。
論曰：由此正意，我修習施等波羅蜜，進得圓滿則為不難，是名第二鍊磨心。
釋曰：此顯所譬三種功能。
「由此正意，我修習施等波羅蜜」明平等功能。「進得」明生功能。「圓滿」明長功能──此三功能必定可得，故說「則不為難」。
復次，「由此正意」者，此有何義？謂信及樂。
信有三處：一、信實有，二、信可得，三、信有無窮功德。信實有者，信實有自性住佛性。信可得者，信引出佛性。信有無窮功德者，信至果佛性。
起三信已，於能得方便施等波羅蜜中求欲修行，故名為「樂」。
此信及樂為正意體。由得此信、樂，修行施等波羅蜜則不為難，能令究竟圓滿。
復次，菩薩有正意，謂「我有能生六度心，出離貪悋等諸障，能遮諸波羅蜜障，滅盡無餘，是故不因大功用，六度易可圓滿；由六度圓滿，無上菩提自然成就。我已得此堅住正意，是故修行六度不以為難。」由第二鍊磨心，於方便中，第二退屈心則滅不生。
三、疑應得退屈心。為除此心，故顯第三鍊磨心。何以故？有諸菩薩思量諸佛甚深廣大功德，菩薩作是念：「無上菩提最難可得，一剎那心所障，謂金剛心，無有生死心，除此心，亦應可得，此義難思。」由有此執，於得無上菩提心則退屈。為除此心，故須修第三鍊磨心。
論曰：若人與眾善法相應。
釋曰：「人」即凡夫及二乘。
凡夫有施、戒、修三種善法，此善法，或數偏修、或圓滿修，若偏數數修及圓滿修，施、戒、修則成眾善，以品類多故。
二乘有三十七品善法，由無間修及恭敬修，則成眾善，亦以品類多故。
論曰：後捨命時，於一切受生中，可愛富樂自然而成。
釋曰：若凡夫先修施滿足，後捨命時，即生人中，受可愛富樂果，此事無差；若先持戒滿足，後捨命時即生天中，受可愛富樂果，此事無差；若修定滿足，後捨命時，即生色、無色界，受可愛富樂果，此事無差──此就死墮明得果。若二乘修三十七品滿足，後捨凡夫壽、得聖人壽，受六通等可愛富樂果，此事無差──此就移位明得果。
論曰：是人得有礙善，此義尚應成，云何我得圓滿善及無礙善，一切如意可愛富樂而當不成？是名第三鍊磨心。
釋曰：於十地中，好生長福德、智慧二品善法，故名「圓滿心」。麁重難破障，由金剛定所破壞故，金剛定後能離一切障，轉依成時，名「無礙善」。佛果名「富樂」──自在故稱「樂」，具德故稱「富」。此富樂是一切如意可愛法──若約小乘，以智、斷為如意，恩德為可愛。若約大乘，法身為富樂，應身為如意，化身為可愛，此三攝無上菩提盡故言「一切」。前言「捨命」者，譬離智障；智障既滅，云何我如意可愛富樂而當不成？由第三鍊磨心，於方便中，第三退屈心則滅不生。
（2）世親菩薩造，［隋］笈多共行矩等譯，《攝大乘論釋論》卷6(大正31，295a28-c27)：
論曰：何緣得入？善根力持故，三種練治心故，滅除四處故，法義為所緣故，奢摩他、毘鉢舍那常修、正修無放逸等故。無量世界中無量人道眾生，剎那剎那正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為第一練治心。
釋曰：何緣得入？如所說善根力持等有八處相應。於中，若「常修」者，一切時作故；善修者，恭敬作故。若作如此相類即是不放逸。於中，對治三種退屈心故，有三種練治心。菩薩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第一、甚深、寬大、難可證得，心則退屈；為對治此，故有第一練治心云云。又云云故有第二練治心。
論曰：由專心故，能行施等諸波羅蜜；我已得此專心，由此故，我修諸波羅蜜當得圓滿，不足為難，是為第二練治心。
釋曰：由此意故施等波羅蜜即得現行者。於中意者，謂信及欲。
菩薩於波羅蜜中信知實有故、功德故、可得故，此是菩薩信。
由信故喜樂修行名欲。菩薩得此信欲意故，修行六波羅蜜，進趣圓滿，不以為難。
論曰：雖彼有礙善者，善法具足已，即於死時隨所念欲一切具足身，彼時得生，況我此最勝善無礙善，於彼時一切具足何為不得？是名第三練治心。此中有偈：
　在於人道中　無量諸眾生　念念得菩提　故除退屈心
　善心人專意　能行布施等　勝人得此意　亦能行施等
　善人於死時　隨心得果報　既有滅位善　果報云何無
釋曰：復次，菩薩於諸佛甚深寬大言教中起推尋時，作思念：「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難可證得，一剎那心斷已乃得。」即生退屈，為對治此，故修第三練治心。
「況我此最勝善」者，況我於一切十地中善具足福智資糧故。
「無障礙善」者，謂心煩惱微細難破，如金剛三摩提能破此障，此三摩提後出離一切障礙，依止轉已，於此云何不得？此顯出離障礙，與死無異故。
「一切具足」者，謂得一切種智故，善根力持故。
三種練治心者，善根不薄少故，菩薩由有此力，則能三種練治心，令不退屈。
於中，第二練治心如所練治，今當顯示。由此念故，離諸障礙，慳等波羅蜜障無故，滿足波羅蜜不以為難；由此滿足故得成菩提。
第三練治心，今當顯示。
於中，「有礙善」者，謂世間善故，名為「有礙善」。
我此無礙善，此善不得成佛，無有是處！
此義以偈顯示。偈言「故除退屈」心者，謂不令下劣心得住。云我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心」者，謂非惡、無記心故。由有無記施故，如有人散漫心行施；外道等以不善心行施。又復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此善最勝。
「勝人得此意，亦能行施等」者，於中得專心時，有如是相，能修施等六波羅蜜，謂得滅慳等障礙心。
「勝人」者，最上故，謂諸菩薩。「施等」者，謂攝取戒及智波羅蜜等。「隨心得果報」者，乃至得非想非非想處果報故。「滅善」者滅障礙故。「果報云何無」者，謂得佛身故。
（3）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1，350a14-b26)：
論曰：無量諸世界，無量人有情，剎那剎那證覺無上正等菩提，是為第一練磨其心。由此意樂，能行施等波羅蜜多；我已獲得如是意樂，我由此故，少用功力修習施等波羅蜜多，當得圓滿，是名第二練磨其心。若有成就諸有障善，於命終時即便可愛一切自體圓滿而生；我有妙善無障礙善，云何爾時不當獲得一切圓滿？是名第三練磨其心。
釋曰：此中對治三種退屈心故，唯修三種練磨心。所以者何？以諸菩薩聞於無上正等菩提最勝、甚深、廣大、難可證得，心便退屈；對治此故，修第一練磨心。又諸菩薩聞所修行波羅蜜多，最勝、甚深、廣大、難可證得，心便退屈；對治此故，修第二練磨心。
「由此意樂，能行施等波羅蜜多」者，此中，「意樂」，謂信及欲。菩薩於諸波羅蜜多真實、有性、具功德性，有堪能性，深生信解，是名為「信」；深信解已，樂欲修行，是名為「欲」。菩薩既得如是信、欲，自性意樂，少用功力修習六種波羅蜜多當得圓滿。
又諸菩薩於佛甚深廣大言教思議決擇善巧轉時，如是思量：「如是無上正等菩提難可證得，隔一念心，方可證得。」心便退窟；對治此故，修第三練磨心。
「我有妙善」者，我有一切十種地中妙善積集福智資糧。
「無障礙善」者，謂金剛喻定能破在骨麁重微細極難破障，此定無間得一切障離繫轉依。
「云何爾時不當獲得一切圓滿」者，此中意說於障離繫，似彼命終時；一切種智如彼體圓滿。
又於此中三種練磨心者，謂諸菩薩善根無缺、善根力持，由此力故，則能三種練磨其心，心無退屈。初當顯示第一練磨心，謂人趣中無量世界無量有情剎那剎那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云何我今獨不能證？次當顯示第二練磨心，謂諸菩薩作是思惟：「我此意樂離諸障礙，波羅蜜多慳等障礙皆無有故，不由功用，波羅蜜多當得圓滿；此圓滿故，證佛菩提。」後當顯示第三練磨心。「有障善」者，謂由世善而成其善。此有障善尚命終時即便可愛一切自體圓滿而生，況我今者由無障善而成其善，不當成佛無上菩提？無有是處！
【附錄三】（補充各譯本之間的解說）
（1）世親菩薩釋，［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卷7〈釋應知入勝相品 3〉(大正31，202b27-204a1)：
論曰：何因何方便得入？
釋曰：此問有兩意，先問因，後問方便。
論曰：由聞熏習種類正思惟所攝顯現似法及義有見意言分別故。
釋曰：此即答第一問。因大乘十二部經所生聞慧熏習，此熏習有種類──種類即是聞慧，以此為生因，依此聞慧數起正思惟──增長令堅住故名「攝」──攝持令堅住；正思惟為長因，有憶念攝持，或似正教顯現，或似正教所詮義現；意識覺觀思惟名「意言分別」，此意言分別有二種，謂相及見──今但取見，不取相，何以故？此觀緣識遣塵故。
論曰：由四種尋思，謂名、義、自性、差別假立尋思。
釋曰：此即八處中第六處。
若菩薩於名唯見名、於義唯見義、於名義自性言說唯見名義自性言說、於名義差別言說唯見名義差別言說──於此四處見度疑決了，說名「尋思」。菩薩見「名」「義」相各異及見相應依義相應，菩薩見自性言說及差別言說皆屬義故名與義相應。
云何得知「名」、「義」互為客？
先於名智不生故。若名與義同體，未聞名時，於義中名智應成。
又名多故，若名與義同體，名多，義亦應多。
又名不定故，若名與義同體，名既不定，義亦應爾；若不成一物，相違法則應同體。
又此名為當於有義中起、於無義中起？若已有及未有義中名起，則一體義不成。
又若汝說「先已有義，後以名顯義，譬如燈照色」，若爾，此人先已執義，後方立名，非未執義時立名，此執即應能了義，何須後更立名顯義？此執若不能了義，名豈能了？
復次，由此名，有餘人不達此義，以未了此名故；若名定能了義，則不應如此。若名定能了義，由此名，不應有人有識物、有不識物。
復次，若有執義異名異，由此名於義無有邪執。譬如凡夫人識五陰但是行聚，由數習故，於自他相續起我執，於義中不無邪執。若義與名一，此二事不應成。
由如此等義，是故知：名於義為客，義於名為客亦爾。
　　　入資糧章第六
論曰：由四種如實智，謂名、義、自性、差別如實智。四種不可得故。
釋曰：此即八處中第七處。
何者「名尋思所引如實智」？若菩薩於名已尋思唯有名，後如實知唯有名，世間為顯此義故，於此義中立此名，為想見言說故。若世間不安立色等名於色類中，無有一人能想此類；是色若不能想，則不增益；若不增益，不起執著；若不執著，不能互相教示。若菩薩如此知名，是名「名尋思所引第一如實智」。
何者「義尋思所引如實智」？若菩薩於義已尋思唯有義，如實知義離一切言說，不可言說，謂色、受等類，色、非色不可說，法，非法不可說，有、非有不可說，是名「義尋思所引第二如實智」。
何者「自性尋思所引如實智」？若菩薩於色名等類自性言說中已尋思唯有言說，由自性言說，此類非其自性如其自性顯現，菩薩如實通達此類，譬如變化、鏡像、谷響、光影、夢想、幻事等，非類似類顯現，是名「自性尋思所引第三如實智」，以甚深義為境界。
何者「差別尋思所引如實智」？若菩薩於差別言說中已尋思唯有言說，於色等類中菩薩見差別言說，無有二義──此類非有非非有，由可言體不成就故；非有非非有，由不可言體成就故。如此非色，由真諦故非非色，由俗諦故於中有色言說故如有、非有及色、非色。如此有見、無見等差別言說，別類由此道理應知皆爾。若菩薩如實知差別言說無有二義，是名「差別尋思所引第四如實智」。
先已說名及義，後說自性及差別，此四中皆假立言說，欲何所顯？為顯義不可得；由義不可得，名亦無自性及差別，是故菩薩尋思此名唯假立，自性、差別──如此度疑決了等說名「尋思」；因此尋思菩薩觀「名」、「義」等二無所有，是名「如實智」。
論曰：若菩薩已入已解如此等義。
釋曰：「已入」，謂已得四種尋思。「已解」，謂已得四種如實智。
論曰：則修加行為入唯識觀。
釋曰：地前六度及四種通達分善根名「加」行，從願樂位乃至究竟位，通名「唯識觀」。若欲入唯識觀，修加行緣何境界？
論曰：於此觀中意言分別，似字言及義顯現。
釋曰：從願樂位乃至究竟位名「觀中」，緣意言分別為境，離此無別外境。何以故？此意言分別似文字言說及義顯現故。
論曰：此中是字言相，但意言分別，得如此通達。
釋曰：唯有意言分別，無別有名。菩薩能通達「名」無所有，則離外塵邪執。
論曰：此義依於名言，唯意言分別，亦如此通達。
釋曰：前已遣「名」，此下依「名」以遣「義」。「義」者，即六識所緣境，離「名」無別此境，是故依「名」以遣「義」。名言既唯意分別。故義亦無別體。菩薩能通達「義」無所有，亦離外塵邪執。
論曰：此名、義、自性、差別，唯假說為量，亦如此通達。
釋曰：前已遣「名」、「義」，「名」、「義」既無「名」、「義」自性及差別，云何可立？若離假說，無別「名」、「義」自性及「名」、「義」差別。由證見此二法不可得故，名為「通達」。
論曰：次於此位中，但證得唯意言分別。
釋曰：是觀行人已遣外塵，於此觀中復緣何境？觀一切境唯是意言分別。故此觀行人緣意言分別為境，未能遣於此境。若未能遣唯識境，在此位中已遣何境皆盡無餘？此位但不見四境。何者為四？
論曰：是觀行人不見名及義，不見自性、差別假說，由實相不得有自性、差別義已。
釋曰：「名」、「義」是本，「名」、「義」各有自性及差別假說，即是名不見自性、差別假說，即是不見自性、差別名，遣此四法永盡無餘。由心緣意言分別為境，決定堅住，是故不復分別餘境。由四種尋思及四種如實智，已了別此四法決定無所有，故心不緣此相；不緣此相，故不得此四種分別。若由二種方便遣外塵分別，復有何別方便及別境界得入真觀？
論曰：由四種尋思及四種如實智。
釋曰：先答前問。無別方便──由以四種尋思及四種如實智四種三摩提所攝為入方便。
論曰：於意言分別，顯現似名及義。
釋曰：次答後問。無別境界──凡夫從本來意言分別有二種：一、似名，二、似義。「名」、「義」攝一切法皆盡。此「名」、「義」但是意言分別所作，離此無別餘法。
（2）世親菩薩造，［隋］笈多共行矩等譯，《攝大乘論釋論》卷6(大正31，296a25-b19)：
論曰：因何入？云何入？聞熏習所生正思惟所攝故，似法及義顯現有見意言。
釋曰：此中顯示以此入、如此入故。於中，「聞熏習所生」者，聞熏習為因故，即此入道理，如前所說即是大乘聞熏習所生，應知成就性所攝故。
論曰：有四種求，謂名、義、自性、差別假說相求。
釋曰：此中為顯示如此入故。「四種求」者，如論本說，謂名、義、自性、差別等所說。
論曰：復有四種如實知，謂名、事、自性、差別，假相說中如實知。彼自性、差別不可得故，菩薩如是如實為入意言唯識故修行，於彼似字義意言中，知彼名字唯是意言，知彼名所依義亦唯意言，即知彼名自性及差別唯是假相說，是時證得唯有意言，則於名及義自性、差別假相說中，不見有性差別義相。故由四種求及四種如實知，於彼似名及義意言中，得入唯識。
釋曰：「四如實知」者，如論說名、事、自性、差別假說中如實知。其自性及差別故者，謂各有自性、差別作如是假說故。名自性、差別假說者，義不可得故。「即是知彼名自性及差別唯是假說」者，以彼名字無有自性及差別故，即能於彼名字自性及差別唯是假說中忍受故。若如是知，是謂「求」；若知不可得，名為「如實知」。
（3）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1，351a19-b17)：
論曰：由何、云何而得悟入？
釋曰：為顯由此、如是悟入，故為此問。
論曰：由聞熏習種類如理作意所攝似法似義有見意言。
釋曰：由此悟入，今當顯示。此中，「由聞熏習種類」者，謂由聞熏習為因，即前所說悟入任持大乘熏習等所生故，應知是圓成實自性所攝。
論曰：由四尋思，謂由名、義、自性、差別假立尋思；及由四種如實遍智，謂由名、事、自性、差別假立如實遍智，如是皆同不可得故。以諸菩薩如是如實為入唯識勤修加行，即於似文似義意言推求文名，唯是意言；推求依此文名之義，亦唯意言；推求名、義、自性、差別，唯是假立。若時證得唯有意言，爾時證知若名、若義、自性、差別皆是假立；自性差別義相無故，同不可得。由四尋思，及由四種如實遍智，於此似文似義意言，便能悟入唯有識性。
釋曰：如是悟入，今當顯示。由「四尋思」者，謂由名、義、自性等文之所顯說。「及由四種如實遍智」者，謂由名、事、自性、差別假立等文之所顯說。如實遍知若名、若事、自性、差別皆是假立，於中實義皆不可得，是故說言「如是皆同不可得故」。
又先推求若名若義自性差別唯是假立，後如實知如是真實皆不可得──於推求時，名為「尋思」；若如實知不可得時，即名「四種如實遍智」。
（4）無性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1，414c23-415b5)：
論曰：由何、云何而得悟入？
釋曰：此中雙問作具、所作，由有作者入所作業，應知定有能入之具。自現觀相是所作事，決定應有如是如是所作方便。是故今當二俱解釋。
論曰：由聞熏習種類如理作意所攝似法似義有見意言。
釋曰：此中先辨能入之具。種類之聲，即因言說，是為因義。
論曰：由四尋思，謂由名、義、自性、差別假立尋思；及由四種如實遍智，謂由名、事、自性、差別假立如實遍智，如是皆同不可得故。以諸菩薩如是如實為入唯識勤修加行，即於似文似義意言推求文名，唯是意言；推求依此文名之義，亦唯意言；推求名、義、自性、差別，唯是假立。若時證得唯有意言，爾時證知若名、若義、自性、差別皆是假立；自性差別義相無故，同不可得。由四尋思及由四種如實遍智，於此似文似義意言，便能悟入唯有識性。
釋曰：「由四尋思及由四種如實遍智」者，依如先說，能悟入具發起如實所作方便，於加行時推求行見假有實無方便因相，說名「尋思」；了知假有實無所得決定行智方便果相，名「如實智」。
此中，「名」者，謂色、受等，亦攝名因、名果句等。尋思此名唯意言性，唯假非實，不離意言，名「名尋思」。
「義尋思」者，如名身等所詮表得蘊、界、處等，推求此性唯假非實，如有種類種類相應差別可得，如是所詮、能詮相應不應理故。「推求依此文名之義亦唯意言」者，尋思依名所表外事唯意言性，思惟此義似外相轉，實唯在內「推求『名、義』、自性、差別唯是假立」者，尋思名、義二種自性唯假立相，謂色受等名義自性實無所有，假立自性，譬如假立補特伽羅；尋思名、義二種差別亦假立相，謂無常等名義差別唯假立故。「若名、若義、自性、差別皆是假立」者，證知四種虛妄、顯現依他起攝自性、差別義相無故。「同不可得」者，了達四種遍計執義皆不可得。應知：此中，四種方便說名「尋思」，四種果智說名「四種如實遍智」，謂推求名唯是假立、實不可得，說名「尋思」；若即於此果智生時決定了知假有實無，名「如實智」。如是於事自性、差別假有實無，推求、決定，說亦應爾。

【附錄四】
（1）阿僧伽作，［魏］佛陀扇多譯，《攝大乘論》卷下(大正31，104c26-105a6)：
見知已，彼名、義現相意言中唯記[footnoteRef:87]入，彼記[＊]事中入已，為當唯入彼有相、見二事及種種事，入名、義、性、勝義，六種相無義故；彼可取、能取事現處故；不斷種種相義現相所生故。 [87:  [＊6-2]記＝識【宋】【元】【明】【宮】＊。] 

闇中如見繩，謂蛇現相故，所謂如繩蛇不實，非眾生故；如是覺義者，非有迴蛇意，唯住繩意。彼亦微[footnoteRef:88]思量色香味觸相故；是中依慧，繩慧亦迴成。 [88:  微＝唯【明】。] 

如是此諸六種相名現相意言中，如繩慧，六種相實義實處唯記[＊]慧，亦思量成就性慧故。
（2）世親菩薩釋，［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卷7〈釋應知入勝相品 3〉(大正31，204b10-c19)：
論曰：譬如暗中藤顯現似蛇。
釋曰：人見藤相，執言是蛇。此下答第二問。眾生從本以來不聞大乘十二部經說三無性義，未得聞慧，為三煩惱所覆，譬之如闇。有人譬二乘、凡夫，藤相譬依他性，蛇譬分別性；二乘、凡夫不了依他性，執分別性有「人、法」。
論曰：猶如於藤中，蛇即是虛，實不有故。
釋曰：於依他性中，分別性是虛，實無「人、法」故。
論曰：若人已了別此藤義。
釋曰：譬菩薩已得聞、思二慧，入唯識方便觀。
論曰：先時蛇亂智不緣境起，即便謝滅，唯藤智在。
釋曰：未得聞、思慧時，於凡夫位中執有「人、法」，此執本無有境；得聞、思慧後，了別依他性，此執即滅，唯依他性智在。
論曰：此藤智，由微細分析，虛無實境。
釋曰：若人緣四塵相，分析此藤，但見四相，不見別藤，故藤智是虛，虛故是亂，無有實境，妄起境執。
論曰：何以故？但是色、香、味、觸相故。
釋曰：何以故？藤非實有，以離四塵外無別有藤故。
論曰：若心緣此境，藤智亦應可滅。
釋曰：此明藤智雖能遣麁亂執，而自是細亂執，故應可除。在方便中，雖以依他性遣分別性麁亂執，而見有依他性，自不免是細亂執；後入真觀，即遣此執，故應可除。
論曰：若如此見已，伏滅六相顯現似名及義意言分別。
釋曰：一切法但有六相，此六但是意言分別，離意言分別有六相實無所有；由如此智，觀行人得入分別性。
論曰：塵智不生，譬如蛇智。
釋曰：入分別性時，塵智不得生；如了別藤時，蛇智不生。此言及譬顯入分別性。
論曰：於伏滅六相義中，是唯識智亦應可伏滅，譬如藤智。
釋曰：於入分別性位中，菩薩已證無相性，此無相性能引無生性智故，唯識智應可伏滅；如了別四微時，藤智不生。
論曰：由依真如智故。
釋曰：依無相性智得入無生性。此言及譬，顯入依他性及真實性。

（3）世親菩薩造，［隋］笈多共行矩等譯，《攝大乘論釋論》卷6(大正31，296b20-c9)：
論曰：此唯識觀，入何法？似何法入？謂入唯量故、相及見為二故、種種相故。名、義，自性、差別但假立，自性、差別──六種事無事故；為能取及所取體而住故；一時似種種相事生故。
如闇中繩似蛇，譬如繩中蛇是妄，以不有故。，若見實義則無有妄，蛇智則滅，唯繩智在。若細分析，繩亦不實，以色香味觸相故；於中依止色等智故，繩智亦得除滅。如是如是彼似字及義六種相意言，如蛇智，以知彼六種相無實義，此唯識智亦須除滅，由成就性智故。
釋曰：此中問所入法及入譬。「唯量」者，唯識量故。「有相及見為二」者，此顯相及見二識故。此似相顯現為因、為住處、為相、為影顯現故，唯是一識，種種相生，非速疾故，次第而生，如此三種得入唯識。「一時似種種相義生故」者，謂似名、句、味身種種相義生故，彼亦似依名所目義種種相生故。於中，入三性觀以繩譬顯示。「六種義中自在」者，謂於名等六種義中自在。言「自在」者，謂除滅故。
（4）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1，351b18-c10)：
論曰：於此悟入唯識性中，何所悟入？如何悟入？入唯識性、相見二性及種種性。若名、若義、自性、差別假，自性、差別義，如是六種義皆無故；所取、能取性現前故；一時現似種種相義而生起故。如闇中繩顯現似蛇，譬如繩上蛇非真實，以無有故。若已了知彼義無者，蛇覺雖滅，繩覺猶在。若以微細品類分析，此又虛妄，色香味觸為其相故；此覺為依繩覺當滅。如是於彼似文似義六相意言，伏除非實六相義時，唯識性覺，猶如蛇覺，亦當除遣，由圓成實自性覺故。
釋曰：今於此中，問所悟入及悟入譬。唯識性者，唯有識性。相見二性者，顯示有相有見之識，顯現似因似所建立故名為相。種種性者，唯是一識顯現，似有種種相生，非速疾故別別而現。於此悟入唯識性中，如是三種為所悟入。一時現似種種相義而生起故者，謂似種種名句文相而生起故，及似種種依止此義而生起故。此中繩喻，顯示悟入三種自性。伏除非實六相義時者，謂於遣滅六相義時，此中遣滅名為伏除。
（5）無性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1，415b6-c14)：
論曰：於此悟入唯識性中，何所悟入？如何悟入？入唯識性、相見二性及種種性。若名、若義、自性、差別假，自性、差別義，如是六種義皆無故；所取、能取性現前故；一時現似種種相義而生起故。如闇中繩顯現似蛇，譬如繩上蛇非真實，以無有故。若已了知彼義無者，蛇覺雖滅，繩覺猶在。若以微細品類分析，此又虛妄，色香味觸為其相故；此覺為依，繩覺當滅。如是於彼似文似義六相意言，伏除非實六相義時，唯識性覺，猶如蛇覺，亦當除遣，由圓成實自性覺故。
釋曰：於此悟入唯識性中，欲顯所入及入譬喻，故為此問。
若義無有，於此悟入唯識性中，為何所入？此意難言：「此唯識性即是其義，云何義無？」為遮此難故先說言：「入唯識性」，謂此識義亦無義性，非唯外義是無所有。
若無義性，云何得有十二處教？云何世間有義言說？為遮此難，故次說言：「相見二性」雖無實義，識似內外二義顯現，無始言說熏習力故，識似義轉，似了別用，說名為「見」，故不相違。
為唯悟入似相似見識別種類，為不爾耶？為答此問，故說「悟入及種種性」，謂唯一識，所取、能取性差別故，於一時間分為二種；又於一識似三相現──所取、能取及自證分，名為「三相」──如是三相，一識義分，非一非異，如餘處辨。於一識上有多相現，故名「種種」。「名等六相無有義」等，釋前三種。
為答前問「如何悟入」，故復說言：「如闇中繩顯現似蛇」，由此譬喻成立通達三種自性。譬如繩上蛇非真實，以無有故；如是似名似義意言依他起上名等六種遍計所執亦非真實，以無有故。又於此中，如依繩覺，捨於蛇覺；如是依止唯識顯現依他起覺，捨於六義遍計執覺。如依色等細分之覺，除遣繩覺；如是依止圓成實覺，遣依他起迷亂之覺。如有頌言：於繩謂蛇智，見繩了義無，證見彼分時，知如蛇智亂。
「伏除非實六相義時」者，是非有義，六種非實義、非有為相故。
※按：有關於導師說：「『猶如繩覺』四字，本譯似乎把它比喻依他起性。」
如何得知「繩覺」被比喻成依他起性，這可從論文的本身來對照，《攝大乘論》中對於遍計執、依他起、圓成實等三性名義的解說，此外在無性菩薩的釋本中也有此一說。編者將這些製作成表格，如下所示：
	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
《攝大乘論釋》卷4
(大正31，341a12-16)
	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
《攝大乘論釋》卷6
(大正31，351b22-24)
	無性菩薩造，［唐］玄奘譯，
《攝大乘論釋》卷6
(大正31，415c4-10)

	論曰：若遍計所執自性依依他起，實無所有，似義顯現，云何成遍計所執？何因緣故名遍計所執？無量行相意識遍計，顛倒生相，故名遍計所執；自相實無，唯有遍計所執可得，是故說名遍計所執。
	論曰：如闇中繩顯現似蛇，譬如繩上蛇非真實，以無有故。若已了知彼義無者，蛇覺雖滅，繩覺猶在。
	釋曰：譬如繩上蛇非真實，以無有故；如是似名似義意言依他起上名等六種遍計所執亦非真實，以無有故。又於此中，如依繩覺，捨於蛇覺；如是依止唯識顯現依他起覺，捨於六義遍計執覺。如依色等細分之覺，除遣繩覺；如是依止圓成實覺，遣依他起迷亂之覺。



【附錄五】
（1）印順導師，《成佛之道》第五章〈大乘不共法〉，p.383：
如[1]性空唯名系，以現觀法性空為主要目的，是不消說了。
[2]虛妄唯識系，雖廣說法相，而說到修證，先以識有遣境無，然後以境無而識也不起，這才到達心境的都無所得。因為說依他有自相，所以離執所顯空性，也非實在不可。但到底可破無邊煩惱，可息種種妄執。如能進步到五事具足，還不又歸入極無自性的現觀嗎？所以清辨闢實有空性為『似我真如』，大可不必！
[3]真常唯心系，雖立近似神我的如來藏說，但在修學過程中，佛早開示了『無我如來之藏』。修持次第，也還是先觀外境非實有性，名觀察義禪。進達二無我而不生妄想（識），名攀緣如禪。等到般若現前，就是『於法無我離一切妄想』的如來禪，這與虛妄唯識者的現觀次第一樣。
所以三系是適應眾生的方便不同，而歸宗於法空性的現證，毫無差別。

（2）印順導師，《淨土與禪》〈五、宋譯楞伽與達磨禪〉，pp.170-173：
楞伽法門，一般看作唯心的法門。《楞伽經》到處宣說唯心所現。阿賴耶識的顯現一切，「如明鏡持諸色像」，「水流處藏識轉識浪生」。但佛說唯心所現，不像一般唯心論者，將全部精力去說明怎樣的唯心所現。唯心論者，不但是玄奘的唯識系，就是菩提流支的地論系，真諦的攝論系，屬於無著、世親的瑜伽學者，都不免著重於建立；而且特重於「依心立境」、「境無心有」的立場；所說的心，又正是虛妄分別的心識。這與《楞伽經》，尤其是宋譯《楞伽》，是不相應的。這不是說，《楞伽經》不說唯心所現，沒有安立心境，而是說意趣的、重心的不同。著重於唯心所現的安立，是外向的；到極端，徒重於事理的說明精嚴，而忽略佛說唯心的意趣所在。而《楞伽經》，意趣是內向的；唯心所現，為觀察的方便，而著重於導入超越唯心的自覺自證。所以唯心所現，不是法門的宗極。說得最明顯的，如說：
「採集業說心，開悟諸凡夫」。「若說真實者，心即無真實」。
「言說別施行，真實離名字；分別應初業，修行示真實。真實自悟處，覺想所覺離，此為佛子說。愚者廣分別，種種皆如幻，雖現無真實」。
這可知，大乘法門的唯心所現，還是為愚夫的方便安立，而佛法的第一義、究竟，是自證的真實，是離心意意識的自覺聖智。
唯心所現，不是究竟的真實，宋譯是明確的宣示，而魏與唐譯每不同。
如宋譯說：「如實處見一切法者，謂超自心現量」。
魏譯作：「云何住如實見？謂入自心見諸法故」。
唐譯作：「見一切法如實處者，謂能了達唯心所現」。
然從上引文而論，宋譯是更妥當的。
因此，宋譯每有唯心非實的教說，而魏譯卻不同，如宋譯說：「受想悉寂滅，亦無有心量」（唯心的異譯）；
魏譯作：「無想定滅盡，亦皆心中無」。
宋譯說：「超度諸心量，如來智清淨」；
魏譯作：「能入是唯心，智慧無垢相」。
《楞伽》說唯心，而著重於超越唯心，宋譯是特重於此，這應是達磨禪的重視宋譯《楞伽》的理由吧！
這一淺深的差別，又見於報佛及法佛的不同，如說：「法依佛（即報佛）說：一切法入自相共相，自心現，習氣因……。法佛者，離心自性相，自覺聖所緣境界建立施作」。這是說：唯心所現，種種如幻，還是報佛的說法，而不是法佛。
又見於宗通及說通，如說：「說通者，謂隨眾生心之所應，為說種種眾具契經，是名說通。自宗通者，謂修行者，離自心現種種妄想，謂不墮一異俱不俱品，超度一切心意意識……。說者授童蒙，宗為修行者」。從佛法的一貫性說，這是由淺而深的次第；約修行來說，也就是從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到如來禪的自覺聖智境界。但在別對初學與久行，童蒙與修行者來說，自不妨有直示如來禪的教授。禪觀的次第，略列如下：
　觀察義禪──觀唯心所現（似義顯現），法無我性
　攀緣如禪──觀真如，離我法妄想，空無我性的影像還在
　如 來 禪──離空無我相，現證如實（甚深空空義，愚夫不能了。……自覺聖智子，實際我所說）

（3）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一冊）〈辨法法性論講記〉，pp.243-244：
唯識宗成立唯識的層次，也就是修唯識觀的次第，達到無二無別的，平等真如法性。彌勒菩薩在《辨中邊論》中，說得還要清楚，如說：『以識有所得，境無所得生』。那是說，由於虛妄分別識有，所以知道境是不可得的。『依境無所得，識無所得生』：那是說，由於境不可得，所以識也不可得了。『由識有得性，亦成無所得，故知二有得，無得性平等』：心不可得，境不可得，似有能取所取──心境二者，在無得平等性中，是無二無別的。
上面所說的，就是悟入虛妄分別無相的方便。《楞伽經》立四種禪，也是這一意義。四種禪中，第一名愚夫所行禪；這是外道、小乘的禪觀。第二名觀察義禪，就是觀一切境相（義）不可得。如觀境不可得，心也不可得，現起平等空性相，是第三緣真如禪。因緣真如空無性相，有空相在，還不是真知真如，等到空相也不起了，超越能所一切相，才是真實悟入真如，就是第四如來禪。凡是說唯心（識）的，從初修到悟入，都有這樣層次的。

（4）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三冊）〈六、修定──修心與唯心．秘密乘〉，pp.185-188：
《楞伽經》立四種禪：愚夫所行禪（bālopacārika-dhyāna），觀察義禪（arthapravicaya-dhyāna），攀緣真如禪（tathatālambana-dhayāna），如來禪（tathāgata-dhyāna）。
一、愚夫所行禪：是二乘所修的禪。「知人無我」，觀無常苦不淨相而入定，即使修到滅定（nirodha-samāpatti），也是愚夫所修。長行說：「見自他身骨鎖相連」，是不淨觀。偈頌說：日，月，紅蓮華，大海，虛空，火盡，都是四修定中的「勝知見」。這些禪觀，「如是種種相，墮於外道法，亦墮於聲聞，辟支佛境界」（大正一六‧六０二上）。
二乘的禪觀，與外道禪同等，這是值得注意的。《大乘入楞伽經》卷七（大正一六‧六三八下）說：
「於我涅槃後，釋種悉達多，毘紐，大自在，外道等俱出。如是我聞等，釋師子所說；談古及笑語，毘夜娑仙說；於我涅槃後，毘紐，大自在，彼說如是言，我能作世間。我名離塵佛，姓迦多衍那，……我生瞻婆國，……出家修苦行」。
《楞伽經》的佛，是姓迦多衍那（Kātyāyana）的離塵佛（Virajajina）；而釋師子（Śākyasiṃha）的「如是我聞」（經），與外道為同類。佛法演變到這一階段，變化太大了！釋尊為多聞聖弟子說法，從現實入手，不是出發於唯心的；然依真常唯心者的見解，「唯心」才是佛的正法。古德說：「心行道外，名為外道」。依《楞伽經》，應該說「心外有法，名為外道」了。
二、觀察義禪：以下是大乘禪觀。義（artha），是心識所現的境相，所以說：「似義顯現」，「似義影像」，「相義」等。心識所現的一切法（外道的、二乘的都在內）無我，就是一切「妄計自性」是沒有（自性）自相的。在禪觀的次第增進中，就是諸地的相義，也知是唯心（識）而沒有自相的。
三、攀緣真如禪：上來觀人法無我，是「妄計自性」空。能觀的心識，是虛妄分別，如一切法（義）不可得，分別心也就「不起」。真如不是緣慮所可及的；所分別、能分別都不起了（境空心泯），還有無影像相（nirābhāsalakṣaṇa）在，所以說攀緣真如。
四、如來禪：「入佛地，住自證聖智三種樂」，那是如來自證聖智（pratyātmâryajñāna）。三種樂的意義不明，可能如《楞伽經》說：「七地是有心，八地無影像，此二地名住，餘則我所得，自證及清淨，此則是我地」（大正一六‧六一九上）。在方便安立中，（從初地到）七地是有心地，知一切唯是自心所現，與觀察義禪相當。八地無影像，也就是境空心泯（「離心意識」），住於無影像相，與攀緣真如禪相當。八地以上，九地，十地，普賢行地──三地，都可說是佛地，與如來禪相當。三種樂，可能是安住如來禪的，次第三地的現法樂住（dṛṣṭadharma-sukha-vihāra）。
四種禪的後三禪，與瑜伽行派的觀法相近。
觀察義禪是：「依識有所得，境無所得生」。
攀緣真如禪是：「依境無所得，識無所得生」。
如來禪是：「故知二有得、無得性平等」。
瑜伽行派是遣遍計，泯依他起，證圓成實──真如，真如約絕對理性說，是無分別智所證的。真常唯心者的如來禪，約佛德說；如來藏心（無垢智）離染而圓滿自證。所以在「住自證聖智三種樂」下，接著說：「為諸眾生作不思議事」。
唯心的修證而都稱之為禪，意味著禪定的重視。

（5）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第十五章，第二節〈真常唯心論述要〉，pp.280-281：
《楞伽》有四禪（止觀相應）：
一、以無常、苦、無我、不淨為門，觀法有我無者，曰「愚夫所行禪」。證我空者，相續識（分別事識）滅，小乘者以為涅槃，然藏識中無始染業猶在，不轉去如來藏中藏識之名，不得究竟解脫也。
二、觀三界唯心，身、受用、建立，唯自心現；所現義相，如幻化無實。此唯內心、無外義之觀，即法無我觀，名「觀察義禪」。
三、依法有以遣人無，依心有以遣境無，此二無我，猶是妄想分別，故於見外法非實，隨了諸識不生，直觀如實法不生不滅。離生滅見，得無生法忍，住第八地，曰「攀緣如禪」。
四、得無生法忍已，起寂滅想，諸佛加持，菩薩乃即寂而起如幻三昧，廣作佛事，名「如來禪」。
前七地名有心地，八地名無心地，八地以上名佛地，即現證如來禪者所入也。《楞伽經》以不生法為依，而建立生滅。然返染之方，與虛妄唯識者同，即觀外義無實，境空心寂以證實，可謂能融攝妄心者矣！其後出者，頗有異同，不特以不生而立生滅，還滅亦頓觀真常，自定力制心不起入。

【附錄六】（各譯本之間對於「三事平等」的解說）
（1）世親菩薩釋，［陳］真諦譯，《攝大乘論釋》卷8〈釋應知入勝相品 3〉(大正31，206a14-c8)：
論曰：由入此相得入初歡喜地。
釋曰：此文即顯三果：一、得勝時，二、得勝方便，三、得勝果。
「初」即第一、明得勝時果。從始發心修行求至此時，今始得之故名為初。所求之時，是入真觀時，此明得住真如果。又捨凡夫、二乘位，始得菩薩真位，故名勝時；此時是轉依時，故名此初時為勝時，即是明轉依果。
歡喜即第二、明得勝方便果。捨自愛名「歡」，生他愛名「喜」；若不惜自身，不憎惡他，於眾行中無難行者，此心於方便中最勝，以為眾行根本故，故初地從此立名。又未曾得大用及出世心，得時有大欣慶故名「歡喜」。「地」即明第三、得勝果。住、攝是地義──出離真如是地體；住於此體，故名「勝果」。地因名「攝」，謂福德、智慧二種資糧；又所攝名「攝」，謂所利益眾生，又果名「攝」，謂無上菩提；又障名「攝」，謂三煩惱。如此等義，說名為「地」，以是地所攝故。
論曰：善通達法界。
釋曰：即明第四、得勝通達果。
勝通達有三義：一、由得四依故，菩薩依法不依人等，由此通達如來所說一切三乘三藏，菩薩如理釋文，是故由文能令自他解真如法界；二、如來安立十地，約法界有十重，從初通達乃至上地，皆善通達；三、約四種方便故善通達法界，謂能通達生死苦而能恒入是二方便，能通達涅槃而不速求是二方便──能通達苦異凡夫，入苦而不厭怖異二乘；能通達涅槃樂異凡夫，而不速求涅槃異二乘。
論曰：得生十方諸佛如來家。
釋曰：即明第五、得勝定位果。
由入此勝相，是人決定應破無明㲉，不於卵中爛壞捨命。復次，是人由入此勝相，決定應續十方諸佛種性，令不斷絕，以自應成佛，又令他成佛故。
復次，佛子有五義：一、願樂無上乘為種子，二、以般若為母，三、以定為胎，四、以大悲為乳母，五、以諸佛為父。由此等義故說「得生佛家」。
論曰：得一切眾生心平等。
釋曰：即明第六、得勝恩養果。
恩養有四種：一、廣大，二、最極，三、無邊，四、無倒。由此四義故，於眾生得平等恩養心。
復次，如菩薩於自身起般涅槃心，於一切眾生平等起般涅槃心。復次，由菩薩已得自他平等，求滅他苦如求滅自苦。
論曰：得一切菩薩心平等。
釋曰：即明第七、得勝意用果。
菩薩若欲有所為作，必先思量，故名為「意」；後如所思量而作，故名為「用」。
復次，求得三事為「意」，謂未下種令下種，未成熟令成熟，未解脫令解脫；行四攝為「用」──由前二攝令發心，由利行令成熟，由同利令解脫。
論曰：得一切諸佛如來心平等。
釋曰：即明第八、得勝至得果。
菩薩在見位中已得如來法身，由得此法身，是故與諸佛心平等。
復次，於自身見法界無差別故，不見三世諸佛法界異自法界故，得諸佛心平等。

（2）世親菩薩造，［隋］笈多共行矩等譯，《攝大乘論釋論》卷6 (大正31，297a18-b2)：
論曰：此菩薩如是入唯識故，得入應知相；由入應知相故，即得入歡喜地，善通達法界，得生如來家，得一切眾生平等心，得一切菩薩平等心，得一切佛平等心，此即是菩薩得見道。
釋曰：「得生如來家」者，由佛種不斷故。
「得一切眾生平等心」者，如自身欲入涅槃，於一切眾生亦爾，由此心故，名「一切眾生平等心」。「得一切菩薩平等心」者，由同得深淨心故。「得一切佛平等心」者，由住此位時得諸佛法身，得法身故，即得一切佛平等心。
復次，「一切眾生平等心」者，得自他平等故，如自身欲盡諸苦，於彼亦爾。
「一切菩薩平等心」者，謂同諸菩薩得深淨心，作利益眾生事。
「得一切佛平等心」者，見諸佛法界與己無差別故。

（3）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 (大正31，352a27-b13)：
論曰：如是菩薩悟入唯識性故，悟入所知相，悟入此故入極喜地，善達法界生如來家，得一切有情平等心性，得一切菩薩平等心性，得一切佛平等心性，此即名為菩薩見道。
釋曰：「生如來家」者，由此能令諸佛種性無斷絕故。「得一切有情平等心性」者，由作是思：「如我自身欲般涅槃，一切有情亦如是故。」「得一切菩薩平等心性」者，由得菩薩等意樂故。「得一切佛平等心性」者，由此位中得佛法身，證得此故，得一切佛平等心性。
又，「得一切有情平等心性」者，謂證自他平等性故，如於自身欲盡眾苦，於他亦爾。「得一切菩薩平等心性」者，謂與一切菩薩意樂、加行皆平等故。「得一切佛平等心性」者，見彼法界與己法界無差別故。

（4）無性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1，416a29-b19)：
論曰：如是菩薩悟入唯識性故，悟入所知相；悟入此故，入極喜地，善達法界，生如來家，得一切有情平等心性，得一切菩薩平等心性，得一切佛平等心性，此即名為菩薩見道。
釋曰：「善達法界」者，於此法界深作證故。「生如來家」者，謂佛法界名「如來家」，於此證會，故名為「生」，於此所緣勝智生故，轉先所依生餘依故，紹繼佛種令不斷絕。如餘續生餘眾同分，所生能生相續不斷，託所生家；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證佛法界，名於中生，名真佛子。由此般若波羅蜜多，於佛法界能正作證，樹自相續自在現前，故名為生。如有說言：
　一切雄猛　樂利他者　生母養母　所生所育
「得一切有情平等心性」者，遍見一切等無我故，如有說言：「一切諸法皆如來藏」，如是等。
「得一切菩薩平等心性」者，得彼意樂平等性故。
「得一切佛平等心性」者，得彼法身平等性故。
「此即名為菩薩見道」者，見先未見勝法界故，譬如聲聞、獨覺見道。

【附錄七】（補充：「煖、頂、忍、世第一法」的相關解說）
※此處資料來源，採用福嚴佛學院102學年，由釋長定法師所編輯的《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講義。
貳、論「頂墮」之特義
（壹）略引《發智論》文
「云何頂墮？」乃至廣說。
（貳）《大毘婆沙論》釋
一、但說頂墮而不說煖墮之因
（一）問
問：何故此中但說頂墮，不說煖耶？
（二）答
    ◎答：應說而不說者，當知此義有餘。
   ◎復次，說勝有墮，已顯劣故。謂頂善根（27a）是勝尚退，況煖善根劣而無退！
 ◎有說：不應詰問[footnoteRef:89]尊者不說煖退因緣。所以者何？契經說故。謂契經中但說頂墮，不說煖墮；尊者依經而造此論，故不應責。 [89:  詰問：追問；責問。（《漢語大詞典》(十一)，p.157）。] 

◎有說：從頂退時，生大憂惱；退煖不爾，故不說之。謂如有人見寶伏藏，滿中珍寶，見已歡喜，作是思惟：「我今永絕貧窮根本。」適欲取時，忽然還滅，彼人爾時生大憂惱；如是行者住頂位中，自念「不久入於忍位，永捨惡趣。」生大歡喜，後退此頂，還住煖時，生大憂惱，失勝利故。設從煖位進得頂時，彼猶未能永捨惡趣，故從彼退，不大憂惱。
  	◎有說：住頂位時，多諸留難，住煖不爾，是故偏說。
        故如是說：於三時中，諸業煩惱極與行者而作留難：
一、從頂入忍時，能感惡趣諸業、煩惱極為留難，義言：「行者若入忍位，定不復受諸惡趣生，我於誰身受異熟果？」
二、聖者離欲染時，能感欲界諸業、煩惱極為留難，義言：「行者若離欲染，於欲界生定不復受，我於誰身受異熟果？」
三、得阿羅漢果時，能感後有諸業、煩惱極為留難，義言：「行者若得阿羅漢果，定不復受一切生死，我於誰身受異熟果？」
◎有說：頂不久住，是進退際故；煖位不爾，故不說煖墮。
    ◎有說：住頂位時，將獲大利──猶如聖者得不墮法；得忍異生亦復如是，如室路拏二十俱胝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從頂退時，失此大利，故說頂墮；退煖不爾，故不說之。
二、釋「頂墮」義
（一）引《發智論》文
答：如有一類，親近善士，聽聞正（27b）法，如理作意，信“佛菩提，法是善說，增修妙行，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善施設苦諦，善施設集、滅、道諦”。彼於異時，不親近善士，不聽聞正法，不如理作意，於已得世俗信退沒、破壞、移轉、亡失[footnoteRef:90]，故名頂墮。[footnoteRef:91] [90:  亡失：1.喪失；丟失；散失。（《漢語大詞典》(二)，p.294）。]  [91: 《發智論》卷1 (大正26，918c25-919a1)。] 

（二）《大毘婆沙論》釋
1、造論因緣
（1）問
  問：何故作此論？
（2）答
  答：前雖說頂自性，而未說「頂，云何得、云何捨」。今欲說之，故作此論。
2、正釋
（1）明「得頂」
A、正釋
   親近善士者，謂親近善友。
   聽聞正法者，謂屬耳聽聞“如理所引──訶毀[footnoteRef:92]流轉，讚歎還滅──順瑜伽法”。 [footnoteRef:93] [92:  訶毀：責罵詆毀。（《漢語大詞典》(十一)，p.97）。]  [93: 《阿毘曇毘婆沙論》卷3〈1世第一法品〉：「從其聞法者，聽隨順方便法。」(大正28，19b23)] 

如理作意者，謂自內正解。
   信“佛菩提，法是善說，增修妙行”者，顯信三寶。
   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者，顯信五蘊。
   善施設苦諦，善施設“集、滅、道”諦者，顯信四諦。
  此中，「信佛菩提乃至信善施設道諦」，皆共顯示「法隨法行」。此及前三，即是顯示四預流支。是名「得頂」。
B、答辯
（A）問
問：佛為何等所化有情於頂位中顯示三寶？復為何等顯示五蘊？又為何等顯    示四諦？
（B）答
◎答：為愚寶者顯示三寶，為愚蘊者顯示五蘊，為愚諦者顯示四諦。
◎復次，為初業者顯示三寶，為已串[footnoteRef:94]習者顯示五蘊，為已超作意者顯示四諦。 [94:  串＝慣【宋】【元】【宮】。（大正27，26d，n.2）。] 

◎復次，為鈍根者顯示三寶，為中根者顯示五蘊，為利根者顯示四諦。
◎復次，為疑行者顯示三寶，為我慢行者顯示五蘊，為諸邪見損覺慧者顯示四諦。
◎有作是說：為樂廣者顯示三寶，為樂略者顯示四諦，為樂廣略者顯示五蘊。
       是名三種所為差別。
（2）明「捨頂」
A、問
   已說「得頂」。云何「捨頂」？
B、答
（A）正答
彼於異時者，謂彼散亂時。
不親近善士者，謂親近惡友。
不聽聞正法者，謂作意聽聞“非理所引──讚歎流轉（27b），訶毀還滅──違瑜伽法”。
不如理作意者，謂自內邪解。
於已得世俗信，退沒、破壞、移轉、亡失者，謂於已得──即頂位中頂等流世俗信，退沒、破壞、移轉、亡失。
（B）引證
此中，尊者欲令頂墮義得成立故，復引契經為證： 如佛即為波羅衍拏摩納婆說：「若人於如是三法而退失，我說彼等類，應知名頂墮。」
3、辨頂墮自性
（1）問
  問：何等名為頂墮自性？
（2）答
 ◎答：頂墮自性是不成就，無覆無記、心不相應行蘊所攝。[footnoteRef:95] [95: 《阿毘曇毘婆沙論》卷3〈1世第一法品〉：「頂退體相為是何耶？答曰：是不成就性，不隱沒無記，心不相應行，行陰所攝。」(大正28，19b29-c2)] 

 ◎有說：信時名得頂，不信時名頂墮──如是則說不信為頂墮自性。
 ◎有說：諸煩惱纏能令頂墮──如是則說諸染污法為頂墮自性。
◎有說：若法隨順退彼法名頂墮──如是則說一切法為頂墮自性，以退頂時，一切法皆是退頂增上緣故。
◎譬喻者言：此但假說，無實自性。
謂相續中，先成就頂，今時退失，說為頂墮，如何求覓頂墮自性？如人有財，名為富者；若賊劫去，即名貧人。他問：「汝貧以何為性？」彼答：「我昔多有珍財，今被劫去唯名貧者，當有何性？」又如有人先著衣服；後賊奪去，即便露形。他問：「汝今露形以何為性？」彼答：「我先有衣，今賊奪去，唯露形住，當有何性？」又如有人衣服破壞，他問：「汝衣破壞，以何為性？」彼答：「我衣本完[footnoteRef:96]，今已破壞，唯名衣破，當有何性？」如是行者先成就頂，今時退失，說名頂墮，無別自性。[footnoteRef:97] [96:  完：1.完備；完整。（《漢語大詞典》(三)，p.1332）。]  [97: 《阿毘曇毘婆沙論》卷3〈1世第一法品〉：「尊者佛陀提婆說曰：無所有性是退性，強生分別，無有相對。彼善根和集名頂，善根離散名退，復有何性？……如是行者善根和集之時名之為頂，後若離散名之為退，當有何性？是故無所有性是名退性。」(大正28，19c7-19)] 

  ◎評曰：初說為善。此即攝在復有所餘如是類法不相應中，不相（27c）應行有多
         故。[footnoteRef:98] [98: 《阿毘曇毘婆沙論》卷3〈1世第一法品〉：「評曰：不應作是說。如前說者好，頂退是不成就性，不隱沒無記，心不相應行，行陰所攝。」(大正28，19c19-21)] 


【附錄八】※補充說明：「加行無分別智」，「根本無分別智」，「後得無分別智」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一冊），〈辨法法性論講記〉，pp.301-310：
（丁）悟入無分別智性相
悟入於性相，當知由三種：
謂由住法性，依住無二取，離言法性故。
第二由無現，二取及言說，根、境、識、器世，悉皆不見故。以是此即明：無所觀、無對，無住、無所現，無了、無依處。
無分別智相，如經所宣說：由現一切法，見如虛空故；及一切諸行，見如幻等故。
性是自體，相是相狀或義相。任何存在的，不能有言無實，一定要以相知性，有這樣的相，可知有這樣的法，如說『了別為性相』，『思量為性相』，就從了別與思量的相，知有了別性、思量性的存在。
那末，怎樣理解無分別智的性相呢？約三種說，因為無分別智，根本雖是現證的無分別智，但從加行到現證，現證以後，都有無分別的意義，所以無分別智有三種：加行無分別智，根本無分別智，後得無分別智。
第一種，「由住法性」：無分別智所證悟的，是法性，真如。在說明上，智慧與法性，好像是相對的，智慧是能證的，法性、真如是所證的。這是方便說，為眾生是不能不這麼說的。眾生界是相對界，語言，思惟，沒有不是相對的；為眾生說法，也不能不說相對的智與法性。
在說明中，好像智慧是智慧，法性是法性，智慧能證真如，然與證悟的意義，這是不親切的。要知道，無分別智不是一般的智慧，一般的智慧是虛妄分別的，是有能見、所見，能知、所知的。無分別智是無分別的，是沒有能所的，換言之，沒有主觀、客觀，能知、所知的對立意義。
本論說是『由住法性』，無分別智安住在法性中。住，是安住，有深深契合法性，融然如一的意義。法性是無相的，無能取、所取，無能詮、所詮，真如法性是這樣的；真正的無分別智現前，就安住法性中，也就是這樣的。
「依住無二取，離言法性故」，這兩句，應讀為依住無二取法性，依住離言法性。依住，是依住於法性；無二取是離能取、所取的法性；離言是離能詮、所詮的法性。所以真正無分別智現前，安住在法性中，法性是無二取，離名言，無分別智也是無二取，離名言；法性是這樣，無分別智也是這樣，無二無別。依安住法性，顯示無分別智的性相，這是第一種。
第二、「由無現」：無分別智相，由六種相不現來說明。真正的無分別智現前，有六種相不現，總括了一切法不現，無現就是不現的意思。「二取，及言說，根、境、識、器世，悉皆不見」。這六相不現了，即一切法相不現。
[1~2]二取不現，言說不現，如上依住法性所說，法性離能取、所取──二取，離能詮、所詮，所以無分別智現前，這二種相是不現起的。
[3~6]下面四種是：無根、無境、無識、無器世界相。
（3-5）一般的心識活動，一定有三方面：有根、有境、有識。
例如以眼見來說，一定有眼根，眼根不壞。依佛法說，在眼睛瞳人內，有一種很微細，很精妙的物質，名為淨色根，近於現代所說的視神經；依此而能見的，名為眼根。眼根見色，一定有青、黃、赤、白、長的、短的、圓的、方的色境，為眼根所取（境相影現在眼瞳人中）。如沒有境界，眼根無所取，也就不會見了。
眼根是生理作用，色境似乎是在外面的對象，依眼見色而引起眼識的了別，是心理的作用。根、境、識這三種互相交涉，才能成為認識，所以說：（根、境）二和生識，（根、境、識）三和合觸，這是一般人的認識。
無分別智是不是心？上說：說他是心，與一般的心理活動不同；說不是，又好像是心，從修習觀行所引起的，有點近於心。
一般的心，是不離根、境、識的作用；但無分別智現前時，根、境、識，都不起作用，不現起根、境、識相。所以，真正的般若現前，決不是見到什麼，聽到什麼，想像到什麼，一切相、一切法不現，唯是安住法性的自證。
（6）器世，是我們的依住處，也就是所處的自然環境。我們住在地球上；縮小說，我們住在臺灣；再縮小些，現在住在講堂內。無論如何，總有個依住的器界。但無分別智現前，器界相也不現前，所以說：虛空粉碎，大陸平沈。無分別智現前，真正的證悟，是一切不現，一切法不可得的。
本論所說的無現，六種相不現，是依大乘經所說的，所以頌說：「以是此即明，無所觀、無對，無住、無所現，無了、無依處」。依上面所說的六種無現，即解明了經裏所說的無所觀……無依處。無所觀等六種無，《般若經》、《寶積經》等，都有說到。但經說不一定是六無，這可能是經說的詳略不同，或是翻譯者的簡略。
本論所說的六種無，配合經說的六種無，這是說：無所觀是二取不現前。沒有所取相，沒有能取相，沒有能觀、所觀，叫無所觀。
無對是無言說，一切語言文字，都是相對而立的，如離相對，一切語言文字是不可得的，所以無對是無言說。
無住是無根，根不現的意思。心識是依根而起的，似乎依根而住，依根而發生一樣；所以根不現起，經內稱為無住。
無所現是無境，沒有所現的境相。無了是無識，識的定義是了別。無依處是無器世界，器世界是眾生所依住的，所以器世界不現，經中名為無依處。
本論約六種不現：二取、言說、根、境、識、器世不現，解說經中的：無所觀、無對，無住、無所現，無了、無依處。以六種無現，說明無分別智性相。
無分別智的第三相，是引經說的，如以說：「無分別智相，如經所宣說」。無分別智，主要是證悟法性的證智，但依經立論，有三種無分別智：一、加行無分別智；二、根本無分別智；三、後得無分別智。
什麼是加行無分別智？這是在沒有證悟，得根本無分別智以前，修唯識觀行。
如有得加行，無得加行，有得無得加行，無得有得加行，其中所取相不可得，能取相不可得，真如相不可得，那種觀察慧，是無分別的觀察，名無分別觀。
沒有得到證悟的無分別智，但依無分別的觀慧為加行，能引起這真正的無分別智，所以這種智慧，名為加行無分別智。
眾生一向是虛妄分別，處處分別，所以流轉生死。要離分別，卻不可能一下無分別，佛法的方便善巧，就是用分別來破除分別。無分別觀察，觀察能取、所取，能詮、所詮不可得，這種觀察慧，也是一種分別，但不是隨順世俗的分別，雖還是分別，而是隨順勝義，向於勝義的分別，有破壞分別，破壞種種妄識的功能。
所以修唯識無分別觀，無分別觀也是分別抉擇；依無分別的分別，漸次深入，達到虛妄分別的徹底除遣，證入無分別法性，以分別觀智，遣除虛妄分別，譬喻很多，例如以小橛出大橛。如竹管裏本來是空的，但有木橛塞在裏面，有什麼辦法恢復竹管的中空呢？可以另取一根小木橛，對準大的木橛，用力推擊他，等到大木橛出來了，小木橛也跟著出來了，恢復了竹管中空的本相。
分別抉擇的無分別觀慧，是分別而遣除分別，所以名為加行無分別智。本論沒有談到，因為已在正加行中說過了。
根本無分別智，是證悟法性的無分別智，於一切法都無所見。以中國佛學來說，這是但空（偏空），或是但中了。其實，菩薩現證法性是超越了一切相對界，體證真如，是超越的絕對，而不是擬議的圓融。
菩薩在定中證悟了，出定以後，起二種心：一是一般的有漏世俗心，一是無漏的分別心。無漏的分別心，依無分別智證悟而起的，所以名為後得無分別智。
後得無分別智也有二類：
一、離二取相，離名言相的真如，但不是親證真如的。後得無分別智的體悟真如空性，如從夢中醒來時，覺到方才夢境是這樣的，其實那時的心境，知道夢境而與夢裏的境界不一樣。根本無分別智是離相的，後得無分別智是有相的，所以是帶相觀空的。
二、後得無分別智，能了解一切法如幻如化。我們口說如幻如化，認識到的一切法，都是計執為實有的，那裏能知道如幻如化？證悟真如以後，起後得無分別智，才能了解世間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
現在說第三無分別智性相，是依經所說的。經上這樣說：
一、「由現一切法，見如虛空故」。這，可以解說根本無分別智，而主要是後得無分別智。現前的一切法，見一切法猶如虛空。雲氣不是虛空，光明不是虛空，日、月和星都不是虛空，蔚藍色也不是虛空；只可說虛空是畢竟清淨無著無礙，無二無別。
唯識學以虛空譬喻圓成實性，所以這可能是根本無分別智，但這是依現起的一切法，見如虛空，不是一切不現，所以是後得智的帶相觀空。
二、「及一切諸行，見如幻等故」，這是後得無分別智的達有。諸行的行，是遷流造作的意義。遷流所以是有生有滅的，變化不息的世間一切法，那一樣不是行？後得智見一切諸行都是如幻的；如幻法雖非實有，卻確有如幻相現起，所以後得無分別智，見一切法如幻，雖見一切法，與凡夫、二乘所見到的不同。
中國天臺宗，華嚴宗，稱為圓教。在最初證悟時，以為就能證悟事理無礙，事事無礙，即空即假即中。如說菩薩先以根本智通達空性，次以後得智通達一切有如幻，就認為不圓滿，不究竟。
可是印度的大乘，無論是龍樹菩薩的中觀，彌勒、無著、世親菩薩的唯識，都與中國的圓教不同。當然，究竟成佛時，是空有一如，理事無礙，法法更互涉入，但菩薩修行悟入，是有次第的。先要證悟一切法不現前，通達空性。然後起如幻智，通達一切有。起初是彼此出沒，有前後的，久久才能二諦圓融無礙。
唯識宗對於無分別智，分別為根本智，後得智，就表示先後的意義。
《密嚴經》說：「非不見真如，而能了諸行，皆如幻事等，雖有而非真」。這可見沒有通過真如的證悟，是不能通達諸行如幻的。
龍樹菩薩也說：「般若將入畢竟空，絕諸戲論；方便將出畢竟空，嚴土化生」。般若就是根本無分別智，使我們證入畢竟空，那時是沒有一切戲論相的。從般若起方便，就是後得無分別智。起方便智，才能達有──莊嚴淨土，利益眾生，起種種如幻如化的事業。
所以印度大乘經論，對於修行證悟的歷程，都是先證得一切法性；再起後得無分別智，了一切法如幻如化。
無分別智的性相有三種：一、是住法性，二、是無現，是依根本無分別智說的，三、依經說，明後得無分別智，觀一切相如虛空，了一切是幻有。
從這樣的智相，顯出無分別智的自性。

【附錄九】
《妙法蓮華經》卷2〈信解品 4〉(大正9，16b25-19a11)：
「世尊！我等今者樂說譬喻以明斯義。譬若有人，年既幼稚，捨父逃逝，久住他國，或十、二十，至五十歲，年既長大，加復窮困，馳騁四方以求衣食，漸漸遊行，遇向本國。其父先來，求子不得，中止一城；其家大富，財寶無量──金、銀、琉璃、珊瑚、虎珀、頗梨珠等，其諸倉庫，悉皆盈溢；多有僮僕、臣佐、吏民；象馬車乘，牛羊無數──出入息利，乃遍他國，商估賈客亦甚眾多。
時貧窮子遊諸聚落，經歷國邑，遂到其父所止之城。父每念子，與子離別五十餘年，而未曾向人說如此事，但自思惟，心懷悔恨，自念老朽，多有財物，金銀珍寶，倉庫盈溢，無有子息，一旦終沒，財物散失，無所委付。是以慇懃每憶其子，復作是念：『我若得子，委付財物，坦然快樂，無復憂慮。』
世尊！爾時窮子傭賃展轉遇到父舍，住立門側，遙見其父踞師子床，寶机承足，諸婆羅門、剎利、居士皆恭敬圍繞，以真珠瓔珞價直千萬莊嚴其身；吏民、僮僕手執白拂侍立左右；覆以寶帳，垂諸華幡，香水灑地，散眾名華，羅列寶物，出內取與──有如是等種種嚴飾，威德特尊。窮子見父有大力勢，即懷恐怖，悔來至此，竊作是念：『此或是王，或是王等，非我傭力得物之處。不如往至貧里，肆力有地，衣食易得。若久住此，或見逼迫，強使我作。』作是念已，疾走而去。
時富長者於師子座見子便識，心大歡喜，即作是念：『我財物庫藏，今有所付。我常思念此子，無由見之，而忽自來，甚適我願。我雖年朽，猶故貪惜。』即遣傍人，急追將還。
爾時使者疾走往捉。窮子驚愕，稱怨大喚：『我不相犯，何為見捉？』使者執之愈急，強牽將還。于時窮子，自念無罪，而被囚執，此必定死，轉更惶怖，悶絕躄地。
父遙見之，而語使言：『不須此人，勿強將來。以冷水灑面，令得醒悟，莫復與語。』所以者何？父知其子志意下劣，自知豪貴，為子所難，審知是子，而以方便，不語他人云是我子。使者語之：『我今放汝，隨意所趣。』窮子歡喜，得未曾有，從地而起，往至貧里以求衣食。
爾時長者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便，密遣二人，形色憔悴無威德者：『汝可詣彼，徐語窮子：「此有作處，倍與汝直。」窮子若許，將來使作。若言：「欲何所作？」便可語之：「雇汝除糞。我等二人亦共汝作。」』時二使人即求窮子，既已得之，具陳上事。
爾時窮子先取其價，尋與除糞。其父見子，愍而怪之。又以他日，於窓牖中遙見子身，羸瘦憔悴，糞土塵坌，污穢不淨。即脫瓔珞、細軟上服、嚴飾之具，更著麁弊垢膩之衣，塵土坌身，右手執持除糞之器，狀有所畏，語諸作人：『汝等勤作，勿得懈息。』以方便故，得近其子。
後復告言：『咄，男子！汝常此作，勿復餘去，當加汝價。諸有所須瓫器米麵鹽醋之屬，莫自疑難，亦有老弊使人須者相給，好自安意。我如汝父，勿復憂慮。所以者何？我年老大，而汝少壯，汝常作時，無有欺怠瞋恨怨言，都不見汝有此諸惡，如餘作人。自今已後，如所生子。』即時長者更與作字，名之為兒。爾時窮子雖欣此遇，猶故自謂客作賤人。由是之故，於二十年中常令除糞。過是已後，心相體信，入出無難，然其所止猶在本處。
世尊！爾時長者有疾，自知將死不久，語窮子言：『我今多有金銀珍寶，倉庫盈溢，其中多少所應取與，汝悉知之。我心如是，當體此意。所以者何？今我與汝便為不異，宜加用心，無令漏失。』爾時窮子即受教勅，領知眾物，金銀珍寶及諸庫藏，而無悕取一飡之意。然其所止故在本處，下劣之心亦未能捨。
復經少時，父知子意漸已通泰，成就大志，自鄙先心；臨欲終時，而命其子，并會親族、國王、大臣、剎利、居士，皆悉已集，即自宣言：『諸君當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於某城中捨吾逃走，伶俜辛苦五十餘年，其本字某。我名某甲，昔在本城懷憂推覓，忽於此間遇會得之。此實我子，我實其父。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先所出內，是子所知。』
世尊！是時窮子聞父此言，即大歡喜，得未曾有，而作是念：『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
世尊！大富長者則是如來，我等皆似佛子，如來常說我等為子。世尊！我等以三苦故於生死中受諸熱惱、迷惑無知，樂著小法。今日世尊令我等思惟，蠲除諸法戲論之糞，我等於中勤加精進，得至涅槃一日之價；既得此已，心大歡喜，自以為足，而便自謂：『於佛法中勤精進故，所得弘多。』
然世尊先知我等心著弊欲、樂於小法，便見縱捨，不為分別：『汝等當有如來知見寶藏之分。』世尊以方便力說如來智慧。我等從佛得涅槃一日之價，以為大得；於此大乘，無有志求。我等又因如來智慧為諸菩薩開示演說，而自於此無有志願。所以者何？佛知我等心樂小法，以方便力隨我等說；而我等不知真是佛子。今我等方知世尊，於佛智慧無所悋惜。所以者何？我等昔來真是佛子而但樂小法，若我等有樂大之心，佛則為我說大乘法。於此經中唯說一乘，而昔於菩薩前，毀呰聲聞樂小法者，然佛實以大乘教化。是故我等說本無心有所悕求，今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
爾時摩訶迦葉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等今日，聞佛音教，歡喜踊躍，得未曾有。佛說聲聞，當得作佛，無上寶聚，不求自得。譬如童子，幼稚無識，捨父逃逝，遠到他土，周流諸國，五十餘年。
其父憂念，四方推求，求之既疲，頓止一城，造立舍宅，五欲自娛。其家巨富，多諸金銀、車𤦲馬腦、真珠琉璃，象馬牛羊、輦輿車乘，田業僮僕、人民眾多，出入息利，乃遍他國，商估賈人無處不有，千萬億眾，圍繞恭敬，常為王者之所愛念，群臣豪族皆共宗重。以諸緣故，往來者眾。豪富如是，有大力勢。而年朽邁，益憂念子，夙夜惟念，死時將至。癡子捨我，五十餘年，庫藏諸物，當如之何？
爾時窮子，求索衣食，從邑至邑、從國至國，或有所得，或無所得，飢餓羸瘦，體生瘡癬；漸次經歷，到父住城，傭賃展轉，遂至父舍。
爾時長者，於其門內，施大寶帳，處師子座，眷屬圍遶，諸人侍衛，或有計算，金銀寶物，出內財產，注記券䟽。
窮子見父，豪貴尊嚴，謂是國王，若是王等，驚怖自怪，何故至此？覆自念言：『我若久住，或見逼迫，強驅使作。』思惟是已，馳走而去，借問貧里，欲往傭作。
長者是時在師子座，遙見其子，默而識之。即勅使者，追捉將來。窮子驚喚，迷悶躄地：『是人執我，必當見殺，何用衣食，使我至此？』
長者知子愚癡狹劣，不信我言，不信是父。即以方便，更遣餘人，眇目矬陋、無威德者：『汝可語之，云當相雇，除諸糞穢，倍與汝價。』窮子聞之，歡喜隨來，為除糞穢，淨諸房舍。
長者於牖常見其子，念子愚劣，樂為鄙事。於是長者著弊垢衣，執除糞器，往到子所，方便附近，語令勤作：『既益汝價，并塗足油，飲食充足，薦席厚煖。』如是苦言：『汝當勤作。』
又以軟語：『若如我子。』長者有智，漸令入出，經二十年，執作家事，示其金銀、真珠頗梨，諸物出入，皆使令知。猶處門外，止宿草庵，自念貧事：『我無此物。』
父知子心，漸已廣大，欲與財物；即聚親族、國王、大臣、剎利、居士，於此大眾，說是我子，捨我他行，經五十歲。自見子來，已二十年。昔於某城，而失是子，周行求索，遂來至此。凡我所有舍宅人民，悉以付之，恣其所用。子念昔貧，志意下劣，今於父所，大獲珍寶，并及舍宅、一切財物，甚大歡喜，得未曾有。
佛亦如是，知我樂小，未曾說言：『汝等作佛。』而說我等得諸無漏，成就小乘聲聞弟子。佛勅我等，說最上道，修習此者，當得成佛。我承佛教，為大菩薩，以諸因緣、種種譬喻、若干言辭，說無上道。諸佛子等從我聞法，日夜思惟，精勤修習。是時諸佛即授其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
一切諸佛祕藏之法，但為菩薩，演其實事，而不為我說斯真要。如彼窮子得近其父，雖知諸物，心不希取。我等雖說佛法寶藏，自無志願，亦復如是。我等內滅，自謂為足，唯了此事，更無餘事。我等若聞淨佛國土、教化眾生，都無欣樂。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悉空寂，無生無滅、無大無小、無漏無為。如是思惟，不生喜樂。我等長夜於佛智慧無貪無著、無復志願，而自於法，謂是究竟。
我等長夜修習空法，得脫三界苦惱之患，住最後身有餘涅槃。佛所教化，得道不虛，則為已得報佛之恩。我等雖為諸佛子等，說菩薩法以求佛道，而於是法永無願樂。導師見捨，觀我心故，初不勸進，說有實利。如富長者知子志劣，以方便力，柔伏其心，然後乃付一切財物；佛亦如是，現希有事，知樂小者，以方便力，調伏其心，乃教大智。我等今日得未曾有，非先所望，而今自得；如彼窮子，得無量寶。
世尊我今得道得果，於無漏法，得清淨眼。我等長夜，持佛淨戒，始於今日，得其果報，法王法中，久修梵行，今得無漏，無上大果。我等今者真是聲聞，以佛道聲，令一切聞。我等今者真阿羅漢，於諸世間天人魔梵，普於其中，應受供養。
世尊大恩，以希有事憐愍教化，利益我等無量億劫，誰能報者！手足供給，頭頂禮敬，一切供養，皆不能報。若以頂戴、兩肩荷負，於恒沙劫，盡心恭敬；又以美饍、無量寶衣，及諸臥具、種種湯藥、牛頭栴檀，及諸珍寶，以起塔廟，寶衣布地──如斯等事，以用供養，於恒沙劫，亦不能報。
諸佛希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大神通力、無漏無為、諸法之王，能為下劣，忍于斯事，取相凡夫，隨宜為說。諸佛於法得最自在，知諸眾生種種欲樂及其志力，隨所堪任，以無量喻，而為說法；隨諸眾生宿世善根，又知成熟、未成熟者，種種籌量，分別知已，於一乘道，隨宜說三。」

【附錄十】
（1）無著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本》卷中(大正31，142c15-26)：
由聞熏習種類如理作意所攝似法似義有見意言；由四尋思，謂由名、義、自性、差別假立尋思；及由四種如實遍智，謂由名、事、自性、差別假立如實遍智，如是皆同不可得故。以諸菩薩如是如實為入唯識勤修加行，即於似文似義意言，推求文名，唯是意言；推求依此文名之義，亦唯意言；推求名義自性差別，唯是假立。若時證得唯有意言，爾時證知若名、若義、自性、差別皆是假立；自性差別義相無故，同不可得。由四尋思及由四種如實遍智，於此似文似義意言，便能悟入唯有識性。

（2）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四章，第一節，第五項〈由何云何而得悟入〉，pp.317-321：
由何云何而得悟入？由聞熏習種類如理作意所攝似法似義有見意言；由四尋思，謂由名、義、自性、差別假立尋思；及由四種如實遍智，謂由名、事、自性、差別假立如實遍智，如是皆同不可得故。以諸菩薩如是如實為入唯識勤修加行，即於似文似義意言，推求文名唯是意言，推求依此文名之義亦唯意言，推求名義自性差別唯是假立。若時證得唯有意言，爾時證知若名若義，自性差別皆是假立，自性差別義相無故，同不可得。由四尋思及由四種如實遍智，於此似文似義意言，便能悟入唯有識性。
上文祇說明了三練磨心與斷除四處，還有緣法義境止觀恆常殷重加行無放逸的止觀行，這裡才給予解說。「由何云何」，問中提出了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釋論說，從由聞熏習到有見意言，是解答第一由何而得悟入。由四尋思以下，是解答第二云何而得悟入。然藏要本的校勘中說，依西藏譯本，如是皆同不可得故以上，是答第一問，這似乎更接近本論的意思。扼要的說：由何，
是說明悟入的所由──觀智；云何，是說明觀智怎樣觀察所緣才能悟入。
一、由何悟入：要悟入唯識理，須「由聞熏習」的「種類」，就是從聞熏習所生起的「如理作意所攝」的，顯現「似法似義」的「有見意言」。起初聽聞大乘教法，有了聞熏的種子，然後生起聞思修慧，考察思惟經中所詮的法義。這法義，就是觀心所似現的影像。非由這如理作意的有分別意識，是不能悟入唯識的。這如理作意的有見意言，因所推求所悟解的不同，分為四尋思、四如實遍智二類。「四尋思」是：「名」尋思，「義」尋思，「自性」假立尋思，「差別假立尋思」。推求觀察叫尋思。名與義是指諸法的能詮名及所詮義。自性是諸法的自體，像色聲等。差別是諸法上所具有的種種差別，像常無常，可見不可見等。在加行時，依尋思的觀察慧，推求這名、義，及名義的自性、差別，實無自體可得，而唯是假立的，這觀慧就叫做四尋思。
這尋思慧，還在推求理解中，還未達到生起決定智的階段，所以進一步修「四種如實遍智」。「名」如實遍智，「事」如實遍智，「自性」假立如實遍智，「差別假立如實遍智」。所觀察的，雖還是名義等四事，但是尋思以後獲得的四種正確決定的觀智，所以叫做四如實遍智。「由」這四種尋思，四種如實遍智，定解名義等是假有實無，「同」是「不可得」的，才能悟入唯識。
二、云何悟入：這四尋思四如實智的觀察所緣相，再作一解說：「菩薩」為「如實」的悟「入唯識」性，於是乎精「勤」勇猛地「修」習四尋思、四如實遍智的殊勝「加行」。修習加行，就是在如理作意心中所現的「似文似義」的意言上去推求觀察。名、義、自性、差別四者，在下面叫做『六相意言』，這只是開合不同。
怎樣推求呢？先推求這似「文」的「名」字：「唯是意言」為性，不是離識實在的東西，也沒有親得所詮的作用，如生死，涅槃，煩惱，菩提的一一名稱，都不過是識上現起的名言相，這是名尋思。佛法中原有名，名身，句，句身，文，文身。文是詮自性的名，詮差別的句的所依，所以此中只舉文作代表，其餘的可以例知。再以觀察慧「推求依此」似「文」的「名」下所詮「之義」，「亦唯」是「意言」為性，無有實義。名與義是互相觀待而假立的，離卻假立的名，不會有義的覺慧。本是離名無體的，但在情執的凡夫，無不隨名言相去推想它的實義──這是義尋思。再進一步，以觀察慧「推求」探究依「名義」的「自性差別」，亦「唯是」意識上的「假立」。譬如我們發聲相續，成為一個名字，集合幾個名字，成為一句。名能詮表一事一物的自體，如說無著。句能詮表事物的差別，如說無著是唯識學者。這能詮自性的名句，都是在意中所起的名言相，依名言相而假立的──這是自性假立尋思，差別假立尋思。
「若」能超過推求的尋思，那「時」就能「證得唯有意言」，知道虛妄分別的依他起的如幻假有。同「時」，也就能「證知若名若義」，與名義的「自性差別，皆是假立」的「自性差別」，這一切遍計性顯現的「義相」，都是「無」所有的「同不可得」。證知這唯識假有，似義無實，就是四如實遍智。論文把這尋思推求，遍智實證，又作一總結：「由四尋思，及由四如實遍智，於此似文似義意言，便能悟入唯有識性」──上來重在悟入遍計無義。

【附錄十一】
（1）無著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本》卷中(大正31，142c27-143a8)：
於此悟入唯識性中，何所悟入？如何悟入？入唯識性、相見二性及種種性。若名、若義、自性、差別假，自性、差別義，如是六種義皆無故；所取、能取性現前故；一時現似種種相義而生起故。如闇中繩顯現似蛇，譬如繩上蛇非真實，以無有故。若已了知彼義無者，蛇覺雖滅，繩覺猶在。若以微細品類分析，此又虛妄，色香味觸為其相故；此覺為依，繩覺當滅。如是於彼似文似義六相意言，伏除非實六相義時，唯識性覺，猶如蛇覺，亦當除遣，由圓成實自性覺故。

（2）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第四章，第一節，第六項〈何所悟入如何悟入〉，pp.322-325：
於此悟入唯識性中，何所悟入？如何悟入？入唯識性，相見二性，及種種性：若名，若義，自性，差別假，自性差別義，如是六種義皆無故；所取能取性現前故；一時現似種種相義而生起故。如闇中繩顯現似蛇，譬如繩上蛇非真實，以無有故。若已了知彼義無者，蛇覺雖滅，繩覺猶在。若以微細品類分析，此又虛妄，色香味觸為其相故，此覺為依繩覺當滅。如是於彼似文似義六相意言，伏除非實六相義時，唯識性覺猶如繩覺亦當除遣，由圓成實自性覺故。
猶如繩覺四字，本譯似乎把它比喻依他起性，比較各譯，這是譯錯了的，應該譯為伏除猶如繩覺非實六相，或伏除非實六相義時，猶如繩覺。這裡有兩個問題：一、「何所悟入」，問所悟的境界。二、「如何悟入」，問悟入的譬喻。在由何云何以後，闡明四尋思四如實智的所悟，還是在悟入唯識。
一、何所悟入：悟入唯識，就是悟入前面安立唯識的三相：(一)、「入唯識性」無有實義，(二)、「相見二性」的差別，(三)、「及種種」的行相生起。這三種，是所悟入的境界。名有三種：(1)、名，(2)、名自性，(3)、名差別；義也有三種：(1)、義，(2)、義自性，(3)、義差別，合有六種。觀察這「名」「義」的「自性差別」，是以識為性而「假」立的，這「六種義」，都「無」所有，像上面已一再說過。既知這一切皆無有義，便是悟入初相的唯有識性。若觀察雖都是虛妄分別，都有「所取」相「能取」見的二「性現前」，『如此心生，如此相現』，沒有能取所取的各別實體，就是悟入第二相的相見二性。在這見相交涉、能所取性現前時，於「一時」間內，心中「現似種種」所認識的「相義」而「生起」；雖有這種種相義，實無所有，還是自心所現的，於是悟入第三相的種種性。這三相，其實是同一唯識觀，雖然次第解說，不但不是前後悟入，並且不是條然不同的三種觀。
二、如何悟入：舉一個繩蛇的譬喻，說明這悟入的次第與境界：「如」在幽「闇中」的一條「繩」，人們見了，意識上「顯現似蛇」的義相，以為它是蛇。「譬如繩上」的「蛇」相，「非」是「真實」的，因為這裡根本「無有」蛇在。「若」使「已了知彼」繩上的蛇「義」是「無」，那誤認為「蛇」的錯「覺」「雖滅」去沒有了，但「繩」的「覺」知還是存「在」的。這比喻眾生由無明錯覺，遍計所遍計的名言境以為是實有的，若觀察到遍計的義無實，以唯識的覺慧，遣除遍計所執性，這實有外義的錯覺雖消滅了，但唯有識的感覺，還是存在的。上面雖知道蛇是虛妄的，可是「若」再進一步，「以微細品類」的「分析」這條繩子，便會發現「此」繩也是「虛妄」的，知道它是用「色香味觸為其」體「相」；以「此」色香味觸的「覺」知「為依」，那「繩」的知「覺」「當」然就跟著消「滅」。這樣，「於彼似文似義」所假立的「六相意言」，雖然用唯識無境的正觀，「伏除」了「非實」有的「六相」的遍計性「義」，「猶如」用繩的見解，遣除了蛇覺。但這「唯識性覺」，如繩覺一樣，也應「當除遣」，因為名言相在，還不能親證法界。要怎樣去除遣呢？「由圓成實自性」的「覺」慧，才能除遣它，像下文所說的──上來重在悟入依他性唯識。

【附錄十二】
《大乘莊嚴經論》卷7〈教授品 15〉。(大正31，623c18-626c26)：
釋曰：已說菩薩隨修，次說如來教授。
偈曰：行盡一僧祇，長信令增上　眾善隨信集，亦具如海滿
釋曰：「行盡一僧祇，長信令增上」者，若諸菩薩行行盡一阿僧祇劫，爾時長養於信，方至上品。
問：獨信增耶？
答：「眾善隨信集亦具如海滿」，謂於信增時，一切眾善隨信聚集，亦得具足，如大海水湛然圓滿。
偈曰：聚集福德已，佛子最初淨　極智及軟心，勤修諸正行
釋曰：「聚集福德已」者，如前所說聚集故。「佛子最初淨」者，令護清淨故，及於大乘作正直見，不顛倒受義故。「極智」者，得多聞故。「軟心」者，離諸障故。「勤修諸正行」者，有堪能故。
偈曰：自後蒙諸佛，法流而教授　增益寂靜智，進趣廣大乘
釋曰：「自後蒙諸佛法流而教授」者，此諸菩薩從此已後蒙諸佛如來以修多羅等法而為說之。譬如為說《十地經》。「增益寂靜智，進趣廣大乘」者，此菩薩若得教授，則增益奢摩他智，於廣大乘而能進修。如是得教授已，次起六種心。
偈曰：想名及了句，思義亦義知　法總亦義求，六心次第起
釋曰：六心者：一、根本心，二、隨行心，三、觀察心，四、實解心，五、總聚心，六、悕望心。
「想名」者，謂根本心，初於修多羅等法觀察無有二義，唯想名聚故。
「了句」者，謂隨行心，次隨諸句決了差別及次第故。
「思義」者，謂觀察心，次於彼義內正思惟故。
「義知」者，謂實解心，於彼思義如實知故。
「法總」者，謂總聚心，更聚前法復總觀故。
「義求」者，謂悕望心，於彼義趣求得意故。
如是起六心已，次起十一種作意。
偈曰：有求亦有觀，一味將止道　觀道及二俱，拔沈并抑掉
正住與無間，於中亦尊重　置心一切緣，作意有十一
釋曰：十一種作意者：一、有覺有觀作意，二、無覺有觀作意，三、無覺無觀作意，四、奢摩他作意，五、毘鉢舍那作意，六、二相應作意，七、起相作意，八、攝相作意，九、捨相作意，十、恒修作意，十一、恭敬作意。
「有求」者，謂有覺有觀作意，此作意以意言相續觀察諸法。
「有觀」者，謂無覺有觀作意，此作意雖離於覺，亦以意言相續觀察諸法。
「一味」者，謂無覺無觀作意，此作意離於意言而相續觀察諸法。
「止道」者，謂奢摩他作意，此作意但緣諸法名。
「觀道」者，謂毘鉢舍那作意，此作意但緣諸法義。
「二俱」者，謂二相應作意，此作意能一時緣「名」、「義」。
「拔沈」者，謂起相作意，此作意若緣「名」心沈即能策起。
「抑掉」者，謂攝相作意，此作意若緣「義」心散即能攝持。
「正住」者，謂捨相作意，此作意若心平等能住捨心。
「無間」者，謂恒修作意，此作意能依正住修習無廢。
「尊重」者，謂恭敬作意，能於習時尊重「名」、「義」。
如是起十一種作意已，復應修習九種住心。
偈曰：繫緣將速攝，內略及樂住　調厭與息亂，或起滅亦爾
所作心自流，爾時得無作　菩薩復應習，如此九住心
釋曰：九種住心者：一、安住心，二、攝住心，三、解住心，四、轉住心，五、伏住心，六、息住心，七、滅住心，八、性住心，九、持住心。此九住教授方便，
應知：「繫緣」者，謂安住心，安心所緣不令離故。
「速攝」者，謂攝住心，若覺心亂速攝持故。
「內略」者，謂解住心，覺心外廣更內略故。
「樂住」者，謂轉住心，見定功德轉樂住故。
「調厭」者，謂伏住心，心若不樂應折伏故。
「息亂」者，謂息住心，見亂過失令止息故。
「或起滅亦爾」者，謂滅住心，貪憂等起即令滅故。
「所作心自流」者，謂性住心，所作任運成自性故。
「爾時得無作」者，謂持住心，不由作意得總持故。
如是修習得住心已，次令此心得最上柔軟。
偈曰：下倚修令進，為進習本定　淨禪為通故，當成勝軟心
釋曰：「下倚修令進，為進習本定」者，菩薩得住心時，應知已得下品身倚、心倚，為增進此倚更修根本禪定。
問：更修本定，為何功德？
答：「淨禪為通故，當成勝軟心」。諸菩薩為起諸神通故，為欲成就最勝柔軟心故，是故進修本定。
問：起諸神通欲何所作？勝柔軟心復云何成？
偈曰：起通遊諸界，歷事諸世尊　最上軟心得，供養諸佛故
釋曰：「起通遊諸界，歷事諸世尊」者，諸菩薩欲往無量世界、欲經無量劫數、欲歷無量諸佛、欲承事供養及聞正法──為此事故，起諸神通。
問：何故作此事？
答：「最上軟心得，供養諸佛故」。由供養諸佛為因故，更得成就第一勝柔軟心。
如是得勝心已，便得諸佛之所稱揚。
偈曰：未入淨心前，五種稱揚得　器體成淨故，堪進無上乘
釋曰：「未入淨心前，五種稱揚得」者，謂此菩薩於淨心地前，先得如來稱揚其五種功德。
問：此稱揚於菩薩有何利益？
答：「器體成淨故，堪進無上乘」。此菩薩得如來稱揚已，便成就清淨器體，於無上乘則堪進入。
問：如來稱揚彼菩薩，何等五功德？
偈曰：念念融諸習，身倚及心倚　圓明與見相，滿淨諸法身
釋曰：五功德者：一者、融習，二者、身倚，三者、心倚，四者、圓明，五者、見相。
「融習」者，一一剎那消融一切習氣聚故。
「身倚」者，修習輕安遍滿身故。「心倚」，亦爾。
「圓明」者，圓解一切種空離分數故。
「見相」者，見無分別相為後清淨因故。
「滿淨諸法身」者，為滿、為淨一切種法身常作如是五因故。
問：何時滿何時淨？
答：十地時滿，佛地時淨。
此中應知五種功德，前三是奢摩他分，後二是毘鉢舍那分。菩薩於此時中於世間法皆得具足。
如是得稱揚已，次起通達分善根。
偈曰：爾時此菩薩 次第得定心　唯見意言故，不見一切義
釋曰：此菩薩初得定心，離於意言，不見自相、總相一切諸義，唯見意言──此見即是菩薩煖位。此位名明，如佛《灰河經》中所說「明」，此明名見法忍。
偈曰：為長法明故，堅固精進起　法明增長已，通達唯心住
釋曰：此中菩薩為增長法明故，起堅固精進，住是法明，通達唯心──此通達即是菩薩頂位。
偈曰：諸義悉是光，由見唯心故　得斷所執亂，是則住於忍
釋曰：此中菩薩若見諸義悉是心光，非心光外別有異見，爾時得所執亂滅──此見即是菩薩忍位。
偈曰：所執亂雖斷，尚餘能執故　斷此復速證，無間三摩提
釋曰：此中菩薩為斷能執亂故復速證無間三摩提。
問：有何義故此三摩提名「無間」？
答：由能執亂滅時爾時入無間，故受此名。此入無間，即是菩薩世間第一法位。
隨其次第說煖等諸位已，次說見道起。
偈曰：遠離彼二執，出世間無上　無分別離垢，此智此時得
釋曰：「遠離彼二執」者，所執、能執不和合故。「出世間無上」者，得無上乘故。「無分別」者，即彼二執分別無故。「離垢」者，見道所斷煩惱滅故。菩薩爾時名「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偈曰：此即是轉依，以得初地故　後經無量劫，依淨方圓滿
釋曰：「此即是轉依，以得初地故」者，此離垢即是菩薩轉依位。何以故？得初地故。
問：依極淨耶？
答：「後經無量劫，依淨方圓滿」：非於此初即得極清淨，由後經無量阿僧祇劫，此依方得清淨圓滿故。
偈曰：爾時通法界，他自心平等　平等有五種，五無差別故
釋曰：「爾時通法界，他自心平等」者，菩薩於初地即得通達平等法界；由此通達，故能觀他身即是自身，亦得心平等。
問：此時得幾種心平等？
答：「平等有五種，五無差別故」。何謂為五？一者、無我平等，謂於自他相續不見有我，無差別故。二者、有苦平等，謂於自他相續所有諸苦，無差別故。三者所作平等，謂於自他相續欲作斷苦，無差別故。四者、不求平等，謂於自他所作不求反報，無差別故。五者、同得平等，如餘菩薩所得，我得亦爾，無差別故。
偈曰：諸行虛分別，淨智了無二　解脫見所滅，如是說見道
釋曰：「諸行虛分別，淨智了無二」者，此中菩薩於三界諸行唯見不真分別，以極淨智了彼無二。「淨智」者，出世間故。「無二」者，二執無故；彼無二體即法界也。「解脫見所滅，如是說見道」者，謂解脫見道所滅煩惱；法界即是解脫。若見解脫滅煩惱時，說名菩薩初得見道。
偈曰：無體及似體，自性合三空　於此三空解，此說名解空
釋曰：「三空」者：一、無體空，謂分別性，彼相無體故；二、似體空，謂依他性，此相如分別性無體故；三、自性空，謂真實性，自體空自體故。此偈顯菩薩得空解脫門。
偈曰：應知緣無相，悉盡諸分別　此中無願緣，不真分別盡
釋曰：此偈上半顯得無相解脫門，下半顯得無願解脫門。應知此中菩薩具得三解脫門。
偈曰：此時所得法，一切菩提分　應知彼菩薩，同得如見道
釋曰：「一切菩提分」者，謂四念處等。彼菩薩得見道時，亦得此法。
偈曰：覺世唯諸行，無我唯苦著　無義自我滅，大義依大我
釋曰：「覺世唯諸行，無我唯苦著」者，此菩薩覺諸世間，但是諸行，實無有我，眾生計著，唯著苦耳。「無義自我滅」者，謂染污身見滅故。「大義」者，利益一切眾生故。「大我」者，以一切眾生為自己故。此中菩薩滅自我見，依大我見作眾生利益事，是謂「大義依大我」。
偈曰：無我復我見，無苦亦極苦　益彼不求報，以利自我故
釋曰：此中諸菩薩──「無我」者，謂無自身無義我見。「復我見」者，謂有他身大義我見。「無苦」者，謂無自身所起諸苦。「亦極苦」者，謂有他身所起諸苦。「益彼不求報」者，無悕望故。何以故？「以利自我故」：諸菩薩利益眾生時，即是利益自我，是故無外希望。
偈曰：自脫心最上，他縛即堅廣　苦邊不可盡，如是應勤作
釋曰：「自脫心」者，謂滅自見道所斷煩惱故。「最上」者，此解脫由無上乘故。「他縛即堅廣」者，由一切眾生相續所起煩惱故。「苦邊不可盡」者，眾生界無邊如虛空故。「如是應勤作」者，眾生如是苦，菩薩應為眾生斷苦作邊，作已復作，不應休息故。
偈曰：自苦不自忍，豈忍他諸苦　此生及窮生，翻彼謂菩薩
釋曰：眾生於一期生苦及窮生死際不可思議苦無能忍受者，此菩薩翻彼不能忍受，悉能為之忍受，故言「翻彼謂菩薩」。
偈曰：於他行等愛，利彼不退轉　希有非希有，他利自利故
釋曰：「於他行等愛，利彼不退轉」者，菩薩於一切眾生行平等愛心，無有差別，若求樂利益、若行樂利益、若求行時，利益之心無有退轉。「希有、非希有，他利自利故」者，此不退轉事於諸世間希有、最上。然此希有亦非希有，何以故？他得益時即是菩薩自得益故。
偈曰：餘地說修道，二智勤修習　無分別建立，淨法及眾生
釋曰：「餘地」者，謂後九地。
問：餘地何所修？
答：「二智勤修習」。「二智」者：一、無分別智，二、如所建立智。無分別智謂出世智；如所建立智謂後得世智。
問：此二智有何功能？
答：「淨法及眾生」：此中無分別智成熟佛法，是其功能；如所建立智成熟眾生，是其功能。
偈曰：修位二僧祇，最後得受職　入彼金剛定，破諸分別盡
釋曰：「修立二僧祇，最後得受職」者，「二僧祇」，謂第二及第三大劫阿僧祇。「最後」，謂究竟修。於此修位方便受職。
問：受職已更何所作？
答：「入彼金剛定，破諸分別盡」。
問：因何義故名金剛定？
答：分別隨眠，此能破故，是故此定名「金剛喻」。
偈曰：轉依究竟淨，成就一切種　住此所作事，但為利群生
釋曰：「轉依究竟淨」者，謂永離一切煩惱障及智障故。「成就一切種」者，謂得一切種智，由無上故。「住此所作事」者，謂住此位中，乃至窮眾生生死際，示現成道及現涅槃故。
問：此事何所為？
答：「但為利群生」：如此等事一向但為利益一切眾生故。
自下，次明因大教授，得大義利。
偈曰：牟尼尊難見，常見得大義　以聞無等法，淨信資養心
釋曰：此偈明菩薩因大教授常得現前見佛、常聞無等正法、常起極深淨信遍滿於心。此明初時得大義利。
偈曰：若於教授中，法門如欲住　如人拔險難，佛勸亦如是
釋曰：「若於教授中法門如欲住」者，有諸菩薩於教授時中，或於如來法門，心欲樂住也。「如人拔險難，佛勸亦如是」者，譬如有人墮在深坑，有能捉髮懸擲高岸；佛勸亦爾，若彼菩薩樂住寂滅深坑，諸佛如來強能置之佛果高岸。
此明次時得大義利。
偈曰：世間極淨眼，勝覺無分別　譬如大日出，除幽朗世間
釋曰：若諸菩薩成佛時，永退一切世間法故，眼得最極清淨，爾時名得無分別勝覺；譬如日輪大出，能除幽暗照朗世間。此明畢竟時得大義利。
如是廣說已，次以一偈總結前義。
偈曰：佛子善集滿，成就極廣定　恒受尊教授，能窮功德海
釋曰：此偈義如文顯現。〈教授品〉究竟。

【附錄十三】
《大乘莊嚴經論》卷2〈真實品 7〉(大正31，599a4-b13)：
如是已遮顛倒，次應說彼對治。
偈曰：福智無邊際，生長悉圓滿　思法決定已，通達義類性
釋曰：此偈顯第一集大聚位。「福智無邊際」者，由差別無數及時節無邊故。「生長悉圓滿」者，菩薩集此大聚到彼岸故。「思法決定已」者，依止定心而思惟故。「通達義類性」者，解所思諸法義類悉以意言為自性故。
偈曰：已知義類性，善住唯心光　現見法界故，解脫於二相
釋曰：此偈顯第二通達分位。
由解一切諸義唯是意言為性，則了一切諸義悉是心光，菩薩爾時名善住唯識；從彼後現見法界，了達所有二相，即解脫能執、所執。
偈曰：心外無有物，物無心亦無　以解二無故，善住真法界
釋曰：此偈顯第三見道位。
如彼現見法界故，解心外無有所取物；所取物無故，亦無能取心；由離所取、能取二相故，應知善住法界自性。
偈曰：無分別智力，恒平等遍行　為壞過聚體，如藥能除毒
釋曰：此偈顯第四修道位。
菩薩入第一義智轉依已，以無分別智恒平等行及遍處行，何以故？為壞依止依他性熏習稠林過聚相故。
問：此智力云何？
答：譬如阿伽陀大藥，能除一切眾毒，彼力如此。
偈曰：緣佛善成法，心根安法界　解念唯分別，速窮功德海
釋曰：此偈顯第五究竟位。
「緣佛善成法」者，諸菩薩於佛善成立一切妙法中作總聚緣故。
問：云何總聚緣？
答：「心根安法界」，此明入第一義智，故由此慧安住法界，是故此心名「根」。
問：此後復云何？
答：「解念唯分別」，謂此後起觀如前觀事，處處念轉，解知諸念唯是分別，非實有故。
問：如此知已得進何位？
答：「速窮功德海」，謂如是知已，佛果功德海，能速窮彼岸故。
〈真實品〉究竟。

【附錄十四】
（1）世親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1，353c22-354b5)：
釋曰：復有現觀伽他，如經《莊嚴論》說。其中難解，於此顯示。
[1]「福德智慧二資糧，菩薩善備無邊際」者，資糧有二種：一、福德資糧，二、智慧資糧。謂施等三波羅蜜多是福德資糧，第六般若波羅蜜多是智慧資糧，精進波羅蜜多二資糧攝，何以故？若為智慧而行精進是智慧資糧，若為福德而行精進是福德資糧。如是靜慮波羅蜜多亦通二種──若緣無量而修靜慮是福德資糧，餘是智慧資糧。
如是資糧是誰所有？謂諸菩薩。長遠難度名「無邊際」，如「無邊」語非無有邊，但以多故得「無邊」稱此亦如是。「於法思量善決已」者，要由定後思惟諸法，方善決定非餘所能。「故了義趣唯言類」者，謂了知諸義唯意言為因。
[2]「若知諸義唯是言，即住似彼唯心理」者，謂若了知似義顯現唯是意言，即住似義唯心正理，便能現證真法界。「是故二相悉蠲除」者，謂從此後現證真如，永離所取、能取二相，如入現證，次當顯示。
[3]「體知離心無別物，由此即會心非有」者，體知離心無所緣義；彼無有故，即會能緣心亦非有。「知者了達二皆無」者，謂諸菩薩了達此二悉皆是無。「等住二無真法界」者，謂平等住離義離心真實法界。
[4]「慧者無分別智力」者，謂諸菩薩無分別智所有勢力。「周遍平等常順行」者，於平等中隨順而行，觀契經等一切諸法猶如虛空，性平等故。內外諸法皆如是觀故名「周遍」。「常」者，時恒。「滅依榛梗過失聚，如大良藥消眾毒」者，「滅」謂除滅，「依」謂所依，即所依中雜染法因極難了故，如溪谷林榛梗難入。「過失聚」者，是雜染法熏習自性。
[5]「佛說妙法善成立，安慧并根法界中」者，謂由佛教善安其慧置真如中，及能緣彼根本心中。「根本心」者，謂緣如來所有正教總為一相，應知即是無分別心。「了知念趣唯分別」者，謂彼安住根本心已，為說正教，由後得智念諸義趣，知此念趣唯是分別。「勇猛疾歸德海岸」者，謂諸菩薩由無分別智及後得智巧方便故，速趣佛果功德海岸。
如是五頌總略義者，謂第一頌顯資糧道，第二初半顯加行道，後半、第三顯於見道，第四一頌顯於修道，第五一頌顯究竟道。

（2）無性菩薩造，［唐］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6(大正31，418b16-419a16)：
釋曰：[1]「福德智慧二資糧，菩薩善備無邊際」者，謂施等三波羅蜜多名福資糧，第六般若波羅蜜多名智資糧，精進俱修故通二種，靜慮亦爾──若緣無量屬福資糧，其餘屬智。福智積集故名「資糧」。言「善備」者，是圓滿義。經無數時差別圓滿名「無邊際」。「於法思量善決已」者，謂於一切契經等法，由定後智極善決定得無猶豫。「故了義趣唯言類」者，是故能了一切義趣唯用意言分別為因。
[2]「若知諸義唯是言，即住似彼唯心理」者，謂若了知一切義相唯是意言，即能安心住似義相種種變現唯心理中得決定故。
此第二頌初半顯示菩薩在順決擇分位，初頌顯示此位加行。
「便能現證真法界，是故二相悉蠲除」者，由先了達義無所有，住唯心故，能除所取、能取二相，現證無二真實法界，善決定智依此生故。
此前半頌及後第三顯見道位，如所現證，次當顯示。
[3]「體知離心無別物，由此即會心非有」者，謂知離心無別一切所緣境界；由彼無故，能緣心性亦不得成。「智者了達二皆無」者，勝慧相應故名「智者」。於二無性能決定知故名「了達」。遍計所執所緣能緣本來無性，名「二皆無」。「等住二無真法界」者，平等安住故名「等住」；所取、能取悉皆遠離故言「二無」；如是現證法界非虛，名「真法界」。
[4]「慧者無分別智力」者，謂諸菩薩無分別智所有功能。「周遍平等常順行」者，謂總內外故名「周遍」；如所取無，能取亦爾，故名「平等」。隨順觀察契經等法其性平等，譬如虛空故名「順行」；時恒故「常」。「滅」者除也。「依」謂一切雜染法因難可悟入，喻於「榛梗」；諸雜染法名為「過失」；習氣積集故名為「聚」。「如大良藥銷眾毒」者，其義易了，能除遠入諸過失故，如阿揭陀。
此第四頌顯示修道。
[5]「說妙法善成立」者，謂牟尼尊所說正法極善成立。「安慧并根法界中」者，謂安其慧置佛所說善成立法，并其根本真法界中。「根」者，謂此是覺因故；或總緣法名為「根本」，謂一切經皆以十地為根本故，法依彼轉，故名「法界」，即諸法空。「了知念趣唯分別」者，謂後得智依法界轉，了知念趣唯是分別，離分別外無所念法，謂彼所念契經等法及所應念波羅蜜多并彼果等，遍計所執性皆無故。「勇猛疾歸德海岸」者，謂諸菩薩由先漸次修習現觀，無分別智、後得智故，速能證獲一切功德圓滿佛果，謂如來地超度無邊因位功德名「德海岸」。
如有頌言：「證三菩提時，頓成圓滿果  度無邊德海，至無等等位。」
「疾」者速也。經無量劫乃成佛果。時既長久，云何言「疾」？此義不然！時劫長遠唯分別故，如有頌言：「處夢謂經年，寤乃須臾頃　故時雖無量，攝在一剎那。」
又佛精進極熾然故，雖經多劫而謂少時，如有頌言：「愚修雖少時，怠心疑已久　佛於無量劫，勤勇謂須臾。」
言「勇猛」者，即智慧力，成無分別後得智故，無所怯憚，故名「勇猛」。
此頌顯示至第一義最勝尊高究竟道位。

【附錄十五】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一冊），〈辨法法性論講記〉[footnoteRef:99]，pp.342-346： [99:  印順導師，《以佛法研究佛法》〈三、「法」之研究〉，p.104：
如西藏所傳，彌勒所造的《辨法法性論》（法尊譯，漢藏教理院刊本）] 

唯識宗立五位：資糧位，加行位，見道位，修道位，究竟位。從菩薩發心到成佛，分成五個階段。
現在所說加行的四位，沒有說第一資糧位。資糧位雖修福德、智慧資糧，還沒有修唯識正觀，對於悟證轉依，差得太遠，所以不說。從加行位說起，就只有四位了。
一、「勝解加行」：
勝解是深刻的理解，達到堅定不拔的階段。勝解不是真實的體驗，不過也不是一般平常的了解。依唯識說，這是深解一切唯識，而修唯識觀的。
「勝解行地」，就是煖、頂、忍、世第一法──四加行位；地是經歷的地位，修勝解行的地位，名勝解行地。這是初地菩薩以前的，修唯識而到初地證悟的階段，那一不長的時期，名勝解行地。
勝解行地，「是順抉擇位」；那時候的智慧，又名順抉擇分善根。
什麼叫順抉擇？真正能抉擇真理，那是證悟了。修煖、頂、忍、世第一法──四加行，觀所取空，觀能取不可得，觀所取、能取──二取都無所得，這種觀察慧，是順於抉擇的。換言之，是傾向抉擇，引到真正的抉擇、證悟的，所以叫順抉擇位。
煖、頂、忍、世第一法，修順於抉擇、證悟的觀慧，就是上面所說的：有得加行，無得加行，有得無得加行，無得有得加行；修這四種加行的階段，是勝解行地。
勝解行地，一般說，可通於初地以前的十住、十行、十迴向，不過本論專指十迴向末了，起四加行時，名勝解行地。
二、「各別證加行」：
菩薩初證真如──見道位，初地菩薩所起加行，名各別證加行。
證悟真如、法性的加行，為什麼名為各別證加行？各別證是各別自證，證得一一法的本性──自性。真如法性是一切法的通相，但不是抽象的普遍的理性，而是一一法的法性；一一法的法性，無二無別，所以或說為通相──共相。是一一法的本性，所以說各別證，但又不是一法一法去體認，而是一證一切證的。前面曾說到自內證，正就是這各別證。中國人歡喜說一，如說一真法界，其實真如、法性無二無別，無二而又是不著一的。
各別證加行在「初地」菩薩見道位，就「是觸真實位」。觸是直接體驗到的，真如的親切證悟，名觸真實位。各別證加行，與勝解行的加行不同，勝解行是加行無分別智，各別證是根本無分別智。
三、「修習加行」：
由修習加行，「於未淨六地，及三清淨地，是為隨念位」。隨念，是隨順根本無分別智，依證悟的法性清淨，於一一法不斷的體驗、修習，趣向圓滿。隨念位是修道位，名『修習加行』。
依菩薩十地說：初地歸入觸真實位；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名為未清淨六地；八地、九地、十地，是三清淨地。也可以說：從初地到六地，是未淨六地；七地、八地、九地，是清淨三地。
未淨與清淨的差別在那裏？菩薩地中，從初地到六地，名有相有功用地；七地名無相有功用地；八地到十地，名無相無功用地。
前有相，所以初地到六地菩薩，無分別智悟入真如，一切相都不現。當然清淨了；但後得無分別智起，相又現起，有相與無相間雜，一下子有相，一下子無相，所以名未淨六地。
八地菩薩以上，無相無功用，二諦並觀，真俗無礙。七地菩薩以上，才是純無相觀，八地、九地、十地，名三清淨地。
第七地無相而有功用，在清淨與未淨之間，如在兩國中間一樣。可說清淨；約有功用，也可說未淨。
修道位菩薩的地地加行，是修習加行。
四、「究竟加行」：
從十地菩薩後心到成佛，所起的名究竟加行。十地菩薩的時間很長，到了十地菩薩的最後心，一念圓證中道，也可說真俗無礙，事事無礙，到了最究竟，最徹底的階位。虛妄分別習氣一些也沒有了，所以說煩惱、所知二障的粗重習氣，全部斷除之時。十地圓滿的最後一念，進入佛位的加行，名究竟加行。
由究竟加行，圓成佛道，能「任運」──自然而然的施為一切「佛事業」。佛的身業、語業、意業，都有自利、利他的一切妙用，都是自然而然的，名為任運。任運的佛事業，「相續不斷」的盡未來際，所以名為常。
以究竟加行，到達成佛，才是真正到達了，「彼智體性位」。佛以無分別智證真如，真如最清淨，無分別智最究竟為體性。如如、如如智無二無別，名為法身；法身是智法身，是以無分別智圓滿顯發清淨法性為體。經中或名為法界體性智，法界體性智就是佛的體性智。
上來所說四加行，各各不同，一步一步的深入，也一步一步的圓滿。究竟圓滿成佛，是究竟轉依，大菩提與大般涅槃，圓滿成就。

※補充說明：何謂「有得加行」，「無得加行」，「有得無得加行」，「無得有得加行」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一冊），〈辨法法性論講記〉，pp. 297-301：
唯識大乘所說的正加行有四：一、有得加行；二、無得加行；三、有得無得加行；四、無得有得加行。四加行的意義，是這樣的：
1、「有得加行」：究極的目的是無所得，但修行方便，第一要先修有得加行。
什麼有得？虛妄分別性可得，依虛妄分別性是有，作唯識觀。如說：能取、所取，能詮、所詮一切都不可得，種種執著都不可得，一切一切既都不可得，那又從何起修？
所以儘管說能取、所取種種妄執，可以是沒有的，而虛妄分別，卻不能說沒有的，這就是唯識宗與空宗差別的地方。先要確信虛妄分別心是有的，這才滅除這虛妄分別，能得解脫。
如《辨中邊論》說：「非實有全無，許滅解脫故」。依他起性的虛妄分別，當然不是實有的，可不能說是無，因為不是完全沒有，所以要以修行來滅除他。
許，是許可，承認，滅除虛妄分別而得解脫，是佛法所公認的；如虛妄分別什麼也沒有，等於無，那也不用修行了！
一般人不太理解，有宗、空宗所論諍的重點所在，所論諍的，重在虛妄分別──依他起性。空宗以為，這是畢竟空的；唯識宗說：這不能說是空的，虛妄分別是有的。
2、為什麼一定要觀虛妄分別為有，修有得加行？因為依虛妄分別有得，才能觀察起「無得加行」。
依唯識說：虛妄分別是有的，但從虛妄分別心（心所法）生起時，我們不能了解虛妄分別性是唯識的，現有能取、所取相，而能取、所取似乎心境對立，主觀與客觀對立，這是錯誤的，根本沒有的。
能取、所取──二取相，是不可得，是空的；這樣的觀察，名無得加行。
把初二加行綜合起來，就是有心無境：虛妄分別心是有的，心識現起的心境各別對立的──二取是無的。如《辨中邊論》說：「虛妄分別有，於此二都無」。
修唯識觀，是依虛妄心識，而顯二取是無的，這也如《辨中邊論》說：「依識有所得，境無所得生」，唯識學是特重虛妄分別有的。
一切法中，心為一切法的主導，為一切法的中心，無始以來有這虛妄分別心，所以在生死輪迴之中，不得解脫。在生死流轉中，起煩惱，造業，受果，都是依妄識──虛妄分別心而有的。虛妄分別心是不能沒有的，沒有就無所謂解脫；但也不是實有，實有是不可滅、不可破的，這是唯識宗所說的幻有。
唯識學立虛妄分別心是有，依虛妄分別識，明能取、所取二相現前，心境對立是沒有的。依虛妄分別有，觀能取、所取相無，就是有得加行、無得加行的意義。
3、「有得無得行」的意義是：虛妄分別是有得，所以心外所取不可得，所取境不可得時，能取心也不可得了。這樣，虛妄分別有得，也就成為無得了。
4、「無得有得行」：無得，就是上面的二取都無所得。二取都不可得，不是什麼也沒有了，因二取不可得，顯出的二取空性是有的，這是有得。
在唯識觀行過程中，以二取不可得，而有空性在。這是加行，還沒有證悟，但要肯定空性是有的。唯識學立虛妄分別是有（得），這才能安立生死與解脫，才能依妄識有而明二取無。唯識學又立空性是有（得），這才能明有所證得。
所以，以唯識宗來看，一切空者是不對的！這也沒有，那也沒有，什麼都是空的，那怎麼安立生死與解脫，何必起修求證！生死與涅槃都不能安立，那就落在斷見。在正修觀行時，觀空性是有的；無所得空是有的，所以名無得有得加行。
唯識說虛妄分別是有，能取、所取的空性是有，所以或稱有宗。這如彌勒菩薩《辨中邊論》頌說：「虛妄分別有」，先肯定虛妄分別是有的；「於此二都無」，於虛妄分別所現的二取，是不可得的；「此中唯有空」，此虛妄分別心中，唯有空性；「於彼亦有此」，於彼空性中，眾生位上，是有虛妄分別的。
虛妄分別及空性是有，是唯識宗的根本見解。
說空性是有，就是說真如是有，法性是有，涅槃是可證得的。
說虛妄分別心是有，所以生死是有，滅除以後，可以得到解脫。
這樣，「故知一切法，非空非不空」。一切法不只是空的，也不只是不空的，這就是中道。「有無及有故，是則契中道」。虛妄分別是有；能取、所取是無；及有故是：虛妄分別心中有空性，空性中有虛妄分別。這樣，才契合於佛說的中道。
上來所說的，是悟入無分別智的加行，要得到般若無分別智，要依此修行：有得加行；無得加行；進而有得無得加行；再進而無得有得加行。依這樣的現觀次第，可以證悟真理，無分別智現前。
中國的唯識學者，成立五重唯識觀，在唯識經論中，可說從來沒有此說。一切唯識經論，從彌勒，到無著，世親，說到唯識觀，都如本論所說的。
